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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智能城市 ( Intelligent City) 建设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智能城市”的概念最早见于1992年新加坡实施的IT 2000计划，即国家基础设施 ( NTI) 计划，旨在把新加坡建成“智能岛”
 


[1]




 。

20世纪末，美国开始智能城市建设的尝试，2009年建成第一个智能城市——迪比克市
 


[2]




 。2007年，英国在格洛斯特建立了“智能屋”试点，从此欧洲开启智能城市的具体实践 
 


[3]




 。欧盟在2011 年10 月出台《战略能源技术计划》，确定了25座城市优先发展智能城市，这些城市大力发展低碳住宅、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等。2012年7月19日，欧盟委员会实施了“智能城市和社区欧洲创新伙伴行动”，该行动计划将集成欧洲在新能源、智能交通和信息通信 (如物联网) 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在部分城市开展示范项目，包括高效供热 (冷) 系统、智能仪表、实时能源管理、零排放建筑、智能交通等，促进智能城市建设
 


[4]




 。2009年7月，日本宣布实施“智能日本”的国家战略 
 


[5]




 。2008年11月，IBM公司提出“智能地球”概念,将传感器 ( Sensor) 装入电网、铁路、建筑、水坝、油管等各种物体，再透过互联网链接，最后由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运算技术进行分析，实现社会与物理世界的融合
 


[6]




 。

在我国，2009年8月，温家宝同志在无锡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在物联网发展中，要早一点谋划未来，早一点攻破核心技术……尽快建立中国的传感信息中心，或者叫‘感知中国’( Awareness of China) 中心”，充分强调了我国建设智能城市的紧迫性和战略重要性。在物联网、“智慧地球”“感知中国”等概念引入及应用推广下，我国智能城市建设逐渐兴起 
 


[7]




 。2010年,北京市发布了“智能北京行动纲要”；2012年1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能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拉开我国智能城市建设的序幕 
 


[8]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2年11月公布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共90座，2013年8月公布第二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共103座，全国已有来自3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201个城市、区、镇获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资格 
 


[9]




 。由于我国地域范围广，智能城市的建设方式也展现了多样性，有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早期就开始的数字化建设，也有像佛山、昆山、承德等中等城市结合自身实际适时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发展规划及海南省提出的建设智能海南岛的广域发展规划，而智慧闵行、智慧长宁、智慧长沙梅溪湖等则是城市区域建设的先行者。同时，每座城市根据自身特点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阶段性主要目标。例如，宁波市将智慧物流引领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作为其建设主线，承德市将建设智慧旅游作为其建设主题，北京市将建构精细智慧的城市管理作为其主要核心内容 
 


[10]




 
 


[11]




 。

智能城市以科学为龙头，以技术为支撑，以知识为保障。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将为智能城市的建设提供保障。因此，面向智能城市建设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的研究，已成为至关重要的研究问题。

目前，工业城市的发展已经步入发展的瓶颈阶段，新的突破取决于构建以知识、技术和服务创新的城市创新网络和创新体系，知识资源利用的水平直接关系着智能城市的建设。通过研究认为，智能城市的建设离不开知识资源的开发利用，利用知识管理方法可以有效地提升知识服务的水平，从而促进智能城市的建设。在理论方面，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研究从信息管理、社会学、法学、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跨学科角度，通过引入知识管理的最新理论，来提升知识服务的能力实现了理论的创新，丰富了知识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方面，思考如何通过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来促进智能城市建设，从业务推进层面研究基本规律，寻求解决智能城市建设中知识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的解决方案，书中还提出了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方案和知识保障机制。

本书讲述的思路是：首先，在文献调查、社会调研与现实问题的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剖析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资源利用障碍，了解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需求；其次，引入知识管理的方法和技术设计智能城市的知识采集、知识组织、知识表示模型；再次，在分析知识在智能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提出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方案；最后，提出了智能城市的知识保障机制。

本书介绍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调查法。采用综合问卷调查和面谈的形式，以及开放式的行为回顾式调查技术了解各部门和人员的知识需求以及智能城市建设中的主要的知识障碍。

二是对比分析法。智能城市的建设模式不是千篇一律，与之相匹配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可以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国内外对比分析，在多因素分层比较的基础上，寻求一般规律。

三是案例分析法。要研究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问题,除了一般资料外，还要从网络上搜集大量的相关案例，包括国内外国家智慧型试点城市的实际案例，分析国内外智能城市建设的实际问题。

本书的第1章对智能城市的理论基础、概念特征、要素、类型和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与说明，认为，智能城市应以创新理论、区域发展理论、城市竞争理论、知识经济理论为基础，它是一个复合创新的系统，这种创新是内生的、开放的、可持续发展的。智能城市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创新资源、创新机构、创新制度和创新环境这四大要素的协同作用。按照智能城市的发展演化的生命周期，智能城市可以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城市有不同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科技条件、人文环境，智能城市的建设模式和类型也有所差别，可以从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城市的主导产业的角度加以区分。不过，智能城市的类型不能一概而论，很多城市是各种类型的混合体，很难独立区分出来。不同类型的智能城市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形成了多元化的智能城市发展模式。

第2章主要分析了智能城市的知识需求与知识障碍。

第3章提出了智能城市知识管理的方法，主要从知识采集、知识组织、知识表示、知识扩散、知识应用和知识创造这六项相互关联的活动入手。智能城市知识管理的这六项活动存在内部相关性，比如知识采集主要是挖掘知识创造成果，知识扩散之前要对知识进行整理、加工，以条理化的形式组织,以可视化的方式表示，知识得到充分传播和推广以后，才能方便地被吸收、应用，而知识创造是对知识应用的升华。

第4章分析了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一些经典案例，提出了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模型，并且论证了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模型的运行机理。

第5章分析了智能城市的知识保障措施，可以重点从知识审计、知识测评和知识保护三个方面入手。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向文献的作者表示感谢!

限于作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陈婧

2015年5月


注　释






[1].曹津生.新加坡IT 2000计划的制定及其构架 [J].信息系统工程，1995，8 (2)：56-62.








[2].张勇.万州智能城市建设研究 [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21 (4)：65-75.








[3].张勇.万州智能城市建设研究 [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21 (4)：65-75.








[4].孙艳艳.欧美日智能城市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 [J].城市管理与科技，2012 (5)：78-80.








[5].张勇.万州智能城市建设研究 [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21 (4)：65-75.








[6].王浩.智能城市建设的思考 [J].中国房产，2013(3)：22-24.








[7].陈如明.智能城市及智慧城市的概念、内涵与务实发展策略 [J].数字通信，2012(10)：3-9.








[8].张勇.万州智能城市建设研究 [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21 (4)：65-75.








[9].杨磊.智慧城市如何从梦想照进现实 [J].安全＆自动化，2014 (1)：83.








[10].赵大鹏.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问题研究 [D].长春：吉林大学，2013.








[11].李立明，宋刚，曹杰峰，等.电子公务eGBCP初探 [J].城市管理与科技，2006，8(1)：1-6.









第1章 智能城市概述








智能城市是一种重要的城市形态，在当今社会，它是在知识经济中孕育而生的。智能城市的理论基础较为深厚，具有鲜明的特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也有形态各异的发展模式。






1.1 智能城市的理论基础








智能城市是基于创新理论发展起来的，创新理论推动了智能城市的建设,智能城市的建设实践又反过来丰富了创新理论的发展。城市是集中与特定区域范围的资源集合体，城市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区域发展理论为智能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智能城市的建设推动了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城市竞争力理论为智能城市寻求竞争优势的来源奠定了基础。当今社会已经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智能城市的建设离不开知识经济的拉动，知识经济理论为智能城市建设勾勒了宏观环境。智能城市的理论也以创新理论、知识经济理论、城市竞争理论、区域发展理论为基础 (如图1-1所示)。




图1-1 智能城市的理论基础






1.1.1 创新理论





创新理论的形成是一个逐渐发展与演化的过程。20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ter)首次提出“创新理论”，给出了创新的定义:“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并引入生产体系。只有引入到生产实际中的发现与发明，并对原有生产体系产生震荡效应，才是创新。”他认为，创新是一种内部自行发生的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这种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原材料创新以及组织创新五个方面的内容，具体如下。

1.使用或者引进一种新产品 (这种产品尚未被消费者所了解、熟悉) 或开发一种产品的新特性。

2.使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这种方法在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

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过去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

4.获取或控制一种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供应来源，不管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或是第一次创造出来。

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实现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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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约瑟夫·熊彼特将创新行为引入到经济体系中，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以及理论框架。

随着创新实践的深入，创新理论逐渐发展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大流派。技术创新 (Technical Innovation) 是将科学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动态、持续的活动。技术创新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深入到经济范畴。20世纪50年代初，索洛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论》一文指出，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包括：新思想来源和之后阶段的实现发展两个方面。索洛的思想奠定了技术创新概念的基础。1962年，伊诺思在其《石油加工业中的发明和创新》一文中，将技术创新看成是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保证、组织建立、制订计划、招用工人和开辟市场等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经济学家弗里曼在1982年的《工业创新经济学》中提到，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技术创新从创新对象和创新内容角度可分为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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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程度、规模和性质的角度看可以分为根本性创新、渐进型创新、技术系统的变革和技术——经济范式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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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产函数的角度可分为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和中性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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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动力模式角度可以分为市场需求拉动型、技术推动型和技术——市场综合型模式以及“诱导”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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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度创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 理论起源于制度变迁理论，20世纪70年代时诺斯最先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与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但在现存的制度下却无法实现这些收益，所以只能通过主动地、彻底地破除原有制度中的不利因素，才可能获得预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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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斯随后出版了包括《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一系列专著，较为系统地勾勒了制度创新的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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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创新理论认为，制度因素会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效率，制度具有内在性和稀缺性，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理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认为制度创新的动力来自制度创新的需求，是对获利机会自发反应的结果，属于需求诱致型。第二阶段主要研究制度的供给，其中制度设计是制度供给理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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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 区域发展理论





区域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它可以按照内部的同质性或功能一体化原则划分 ( E.M.Hoover，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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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发展理论起源于区位理论，如冯·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系统的区域发展理论开始形成和发展，并形成了各种流派的区域发展理论，如发展阶段理论、区域增长的一般理论模式、均衡增长理论、不均衡增长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却是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平衡发展理论和非平衡发展理论。新古典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以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大推动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等，其代表人物为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斯坦和鲍茨等。区域平衡发展理论主张均衡发展，认为市场机制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提倡实施宏观计划经济来有效配置稀缺资源。此理论有其价值，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技术进步、空间距离产生的成本等一些因素都没有考虑进去，与现实的情况差距较大。区域非平衡发展理论包括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冈内·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赫希曼的不均衡增长理论、雷蒙德·弗农的梯度转移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边缘论以及威廉姆森的倒U形假说等。区域非平衡发展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地区之间差距决定着财富、资源、人才等要素流动的方向，反过来这些要素流动的走向加剧了地区的差距，其中致使地区差距发生改变的主要是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的交互作用。一旦地区之间经济出现了不平衡发展,“马太效应”的产生又继续拉大了地区差距。

虽然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的核心区的普遍衰退，区域发展理论显得有些停滞不前。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型的产业区发展迅速。区域发展理论再次兴盛，形成现代区域发展理论。与传统区域发展理论相比，现代区域发展理论更为重视对特定区域本身的研究。现代区域发展理论认为,“动态创新能力优势”成为超过“静态相对成本优势”，决定特定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1.1.3 城市竞争理论





城市竞争力是城市建设需要考虑的首要的问题。目前，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从财富、价值创造方面研究城市竞争力。Peter Kresl等 (1999) 提出，城市竞争力就是指城市在创造财富、提高收入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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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鹏飞(2001) 认为，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所具有的多快好省地创造财富和价值收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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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涛方 (2001) 提出，城市竞争力是在一定竞争环境中，一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以创造价值、财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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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切入此问题。Iain Begg (1999) 提出了一个复杂的“迷宫”模型来说明城市投入和绩效“产出”之间的关系，认为城市产出主要包括就业增长、产出增长和重要部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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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是从资源、要素的层面分析城市竞争力。Ian Gordon等 ( 1998 ) 认为,城市竞争力是城市之间在区位、所拥有企业的优势与劣势相互比较中体现出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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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康宁 (2002) 认为，城市竞争力是城市通过提供自然、经济、文化和制度环境，以此集聚、吸收和利用各种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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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玉鸿 (2005) 认为，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城市基于其现有自然、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比较优势，比其他城市具有更强的聚集、吸引和利用各种资源要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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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是城市竞争力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如宁越敏等 ( 2001 ) 认为，城市竞争力的创造和维持基于城市在社会、经济结构、价值观、文化、制度政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表现为一个城市为自身发展在其所属的区域中进行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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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4 知识经济理论





当今，许多研究者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来思考智能城市建设的问题。知识经济下的城市竞争力的形成根本要靠创新，创新能力能够为城市竞争带来绝对优势，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是竞争力和成功的关键 ( James Simmie，2001)。智能城市是孕育知识经济的地方，知识经济要求城市创新，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城市是集聚性、多样性、不稳定性和良好声望的结合体 ( Gert-Jan Hospers，2003)。

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曾提出知识是生产力中最强大的动力，而组织则帮助知识发挥作用。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明确指出,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知识 (智力) 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消费) 为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是直接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利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经济具有许多与工业经济不同的优势与特征，这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

1.知识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资本形态，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2.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产业结构的主导。

3.以知识为基础的智能化、个性化的产品消费成为消费结构的主导。

4.高科技成为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导。

5.信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信息化、知识化极大提高。

6.无形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日益上升，成为资产增值的主导因素。

7.高素质人才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8.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趋势迅速发展。

这种知识经济直接引发了社会范式的转变，即从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导的工业社会转变到以生产知识信息为目的和以知识进行生产为主导的“知识社会”。






1.2 智能城市的概念、特征与要素













1.2.1 智能城市的概念





智能城市将城市建设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寻求一种以创新推动城市发展的新路径。智能城市的含义很广，无论是依靠科技武装城市，还是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城市智能化，或是凭借知识改变城市，都属于智能城市的范畴。至今为止,关于智能城市的研究也不过二十多年，国内外研究水平参差不齐，对于“智能城市”的定义也没有统一标准。智能城市这个概念涵括了科技城市 ( Science City)、企业家城市、文化创意城市、创新城市 ( Creative City、Innovative City)、学习型城市 ( The Learning City )、高科技城市 ( Techno Polis )，数字城市( Digital City)、知识城市 ( The Knowledge-based City) 这些概念的全部内涵。

Andrea Caragliu等认为，当一座城市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以及传统 (交通) 和现代 (信息通信技术) 基础设施能够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和高质量生活注入活力，并且能够通过参与治理明智地管理自然资源时，这座城市便是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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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电信港协会 ( World Teleport Association，WTA ) 是一个非营利性、非政治性的贸易协会，它将智能城市定义为“以宽带作为新的基本手段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公共福利的城市”，并每年根据城市利用信息和宽带通信技术吸引商业、创造工作机会、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的能力评选出世界年度智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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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袁峰将智能城市定义为,“将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应用于现代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之中，服务于覆盖民生的各个领域，如交通、教育、旅游、医疗等，提高城市居民的满意度和城市的竞争力的相关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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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母冠桦在整理国外对智能城市的相关研究后得出,“智能城市”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包括以下七个特征。

1.通过利用现代化的通信技术互联的基础设施，改善经济和政治效率,使城市和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可持续发展，这些基础设施包括为商业、居住、休闲娱乐和生活服务的信息通信技术 (如移动和固定电话、卫星电视、电脑网络、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等)。

2.在城市中强调商务发展的作用。

3.强调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包容性。

4.强调高科技和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长远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5.关注交通及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及数字化。

6.关注社会和资本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7.关注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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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中正认为，智能城市的研究是从智能建筑研究开始的。智能建筑( Intelligent Building) 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的基本要素是通信系统的网络化、办公业务自动化和智能化、建筑柔性化和建筑物管理服务的自动化。智能建筑能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实现零时间、零距离的交流，将整个世界变成地球村。智能城市是智能建筑多样化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他认为，智能城市通常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城市基础数据库、电子政府和城市信息安全、全方位的电子商务框架、城市交通系统的智能化五个方面的支撑点,并主要从这五个方面来论证智能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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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浩认为，所谓智能城市是和“数字城市”“信息城市”“宽带城市”“网络城市”“柔性城市”等城市发展理念相联系的一个新的称谓，即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把各种感应器嵌入和装备到电网、铁路、桥梁、隧道、公路、建筑等各种物体中形成“物联网”，进而与互联网相连通，以便对网内的人员、设备和基础设施实施实时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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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智能城市是一个在城市建设实践中产生的一个新概念，它的含义在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改进和更新，目前研究者并没有达成一致。不过文献调查发现，目前研究者对智能城市的概念分为狭义层面上的理解和广义层面上的理解。狭义层面上的智能城市建设主要是从技术变革、科学创新的角度,研究科技是如何帮助企业自主创新、培养品牌企业或者如何推动特定区域的产业集群的优化升级，从而拉动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狭义层面上的智能城市建设主要依托科学、技术，局限于特定区域的企业实体或产业集群中。广义层面上的智能城市建设是城市各大领域、城市中各种组织团体都勤奋学习、崇尚创新、鼓励变革、包容失败，将创新的氛围渗透的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促进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优势。广义层面上的智能城市建设将科学、技术、文化、制度、知识有机整合，全方位覆盖各大领域，调动了全社会的参与，是一种城市复合创新体系。本研究从广义层面上理解智能城市。






1.2.2 智能城市与数字城市的区别与联系





有的学者将数字城市看成是智能城市的一个阶段。承继成教授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城市化发展过程划分为市区化、郊区化、网格化和网络化四个阶段，并根据城市化水平，将城市划分为原始城市、市区化城市、郊区化城市、网格化城市、数字城市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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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文勇和李琦认为，数字城市是智能城市的初级阶段，随着传感器网络、网格计算等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城市的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数字城市将向更高级的阶段演化，即智能城市。智能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阶段，其核心思想是基于时空一体化模型，以网格化的传感器网络作为其神经末梢，形成自组织、自适应并具有进化能力的智能生命体。智能城市作为城市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其与数字城市的区别主要如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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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1-1 智能城市与数字城市的区别









1.2.3 智能城市的基本特征





智能城市与传统城市有显著的差别，它是一个复合创新的系统，这种创新是内生的、开放的、可持续发展的。智能城市的基本特征如图1-2所示。




图1-2 智能城市的基本特征

1.复合创新性

智能城市以技术创新为中心，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以管理创新为前提,以文化创新为配套，是一种技术、制度、管理、文化上的复合创新实体。这些层面的创新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构建了智能城市这种综合创新体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智能城市建设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不断提高城市的生产能力和科技实力。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的研发中心要不断追求技术上的突破，积极进行发明创造活动，及时申请专利，保护知识产权，赢得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制度创新是城市创新的保障机制，通过对制度、规则的完善营造适宜于知识共享、知识转化、知识创造的环境。管理创新是改革一切阻碍城市创新活动的不利因素，转变管理模式，优化组织流程，将原有的机械、僵化的金字塔式的管理结构转化为灵活而有弹性的扁平化的管理结构。文化创新是为了改变传统文化中故步自封、封建愚昧的观念，孕育出一种创新型的文化形态，形成智能城市的软环境。

2.内生性

智能城市的创新能力不是靠外部“输血”提供的，也不是靠消耗大量能源、资源而塑造的，而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打造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的。另外，不同的智能城市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发展模式，城市的发展基础、经济水平、资源储备、产业优势、人文环境都有差别，智能城市的建设不能盲目照搬别地的模式，利用充分挖掘本土的资源、产业、文化等优势，谋划城市创新重点，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城市发展路径。

3.开放性

创新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智能城市只有保持开放、包容的方针，才能吸取各地的资源、人才汇集，才能保证竞争的活力。在开放的环境下，城市系统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取知识，知识才能在城市各种组织中自由地流动、传播、共享，才能真正起到城市发展的助推剂的作用。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指引下，各种思想、各种文化才能在城市中碰撞、融合，共同促进城市文化的发展。在自由的环境中，各地的人才才会在此汇集，形成人才资源的聚集效应。任何城市都有自身的禀赋与不足，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的思想是不能带来城市经济的转型与腾飞的。智能城市建设应该保持开放的状态,兼容并包地聚集外部资源，以弥补自身的薄弱环节。

4.可持续性

智能城市的创新能力不是间断的，也不是暂时性的，而是可持续发展的。智能城市的建设不是依靠杀鸡取卵的掠夺式资源开发来实现的，也不是靠牺牲长远利益获得短期经济的腾飞。智能城市的可持续性不仅仅表现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面，也体现在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更表现在城市的和谐稳定方面。






1.2.4 智能城市的主要要素





智能城市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创新资源、创新机构、创新机制和创新环境这四大要素的协同作用 (如图1-3所示)。




图1-3 智能城市的主要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创新资源。创新资源是城市创新的基础，包括自然资源、生物资源、人才资源、资金资源、知识资源等，涉及人、财、物、知识四个层面。人是创新行为的操作者和执行者，是城市创新的根本，物和财是城市创新的保障，知识是思想的结晶、智慧的来源，是城市创新的推动力。人、财、物、知识这四个层面的资源缺一不可，共同支撑整个城市创新体系的正常运作。

第二个要素是创新机构。创新机构包括商业机构、政府机构、大学、研发机构、科研机构，知识服务中介机构等是创新行为的主体，是智能城市建设中最活跃的因素。创新机构最核心的是公司、企业等商业机构。商业机构是城市中财富的缔造者、最具活力的创新单元，特别是那些大型的跨国公司,是先进技术的发明者、运用者和推广者。从这些公司获得的专利数就可以看出这些公司的创新能力。例如，IBM公司连续20年成为获得美国专利最多的公司。据美国商业专利数据库(IFI Claims Patent Services)称，IBM在2012年获得6478项美国专利，三星获得5081项美国专利，佳能获得3174项美国专利，索尼获得3032项美国专利。政府机构在智能城市建设中发挥着指挥控制、组织协调与资源制度保障作用，政府提出智能城市建设的规划，指挥和控制着智能城市的部署和安排，整合各种资源，协调利益关系。大学、研发机构、科研机构、知识服务等中介机构是知识的主要生产者，为企业机构源源不断地供应知识。

第三个要素是创新机制。创新机制是智能城市的润滑剂，保证城市创新活动有效运转，具体包括创新行为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创新活动的监控机制、保障机制以及创新成效的评价机制。创新的竞争机制涵盖城市的内部竞争和城市的外部竞争，不同的企业、不同城市、不同地区都围绕创新你追我赶，在创新中赢得城市发展的先机。激励机制能为创新行为注入动力和活力，促进企业投身于技术研发、产品的更新换代，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集群的形成，促进新兴产业的优化升级，从而打造整个城市的创新能力。监控机制能监督控制创新行为的有效实施，纠正行为偏差和落后的思想观念，破除城市创新的阻力。保障机制能有效保证创新所必需的人、财、物、知识资源等创新基础设施的配套和完善，保障城市创新的顺利开展。评价机制是对城市创新效果的反思，不但要考虑眼前的得失，还要考虑城市长远利益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个要素是创新环境。创新环境既包括信息设备、网络平台、科研设施等，涉及一切创新基础设施的硬环境，同时还包括创新法律、法规、政策、文化等软环境。在知识时代，创新的硬环境体现在是否拥有设备先进的技术研发中心、实验室与支持协同创新的软件与网络平台等方面。创新的硬环境的完善可以通过加大投入、增加经费来实现。而创新的软环境的打造就没那么立竿见影，需要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在政策上加以引导。立法部门要加紧完善与创新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要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犯罪活动。创新的软环境营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形成一种创新文化。创新文化融合了城市主流的创新的思想观念，包含着人们对创新的认识和判断，主导着人们的创新理想与信仰的形成，规范着人们的创新行为，是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1.3 智能城市的发展历程、主要类型与评价指标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智能化也无法一天完成。虽然每个智能城市所选择的发展模式不同，但相同的是智能城市受到共同的发展规律所支配。






1.3.1 智能城市的发展历程





生命周期理论支配着很多事物的发生和发展，智能城市的发展历程也受到这一理论的制约。按照智能城市的发展演化的生命周期，智能城市可以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智能城市的发展历程，如图1-4所示。




图1-4 智能城市的发展历程

在萌芽期，一些工业基础较好，经济、科技水平较高的城市，这些城市的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都很丰富，很多就是首都或者重点城市，但是仅依靠大量资源的投入，已经不能促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不能促进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急需变革城市的发展路径。于是在知识经济的拉动下和当地政府部门的扶持下，这些城市开始思考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改变那种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城市创新的意识开始形成，政府也开始培育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企业也在积极思考工艺革新、产品升级,大学科研机构也在积极研发和探索新技术、新知识。不过这一时期城市创新还处于创立时期，这一阶段的创新条件已经具备，但是城市创新活动还属于偶发行为，随机性较强。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缺少交流和互动，创新系统的线性特征明显。

在发展期，城市的创新活动日益频繁，各主体都积累了一定的创新经验,创新环境开始形成。城市中出现一些新兴的主打产业和支柱产业，传统工业的比重下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在逐步淘汰。城市发展主要转向科技驱动转型，新技术、新知识迅速推广和传播，技术更新换代的步伐加快,技术交流的项目日渐增多。在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扶持下，以创新推动城市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企业高度重视创新，大量增加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技术和人才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城市中大量人才聚集，培育了一大批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信息服务机构、创业服务中心、技术开发交流中心、知识服务机构、咨询公司、创新服务机构、培训中心等中介服务机构也纷纷向企业开展知识服务。这一时期的创新活动较为频繁，目的性和组织性更强。但创新机制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统一的城市创新系统。

在成熟期，城市的创新能力得到飞跃式的发展，技术与市场完美对接,知识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城市中的高科技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信息服务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十分发达，知识的作用力十分显著，基本形成知识驱动型的经济体系。企业的创新需求旺盛，新产品的研发周期和生产周期进一步缩短，具有较高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学、科研机构也不再闭门造车，而是密切关注市场的动态和企业的需求，形成产学研合作的网络。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知识服务的方法成熟、技术先进，服务层面较广、服务水平较高。这一时期的创新机制较为健全，创新的驱动力很强，创新环境较为成熟，创新文化开始形成，城市创新系统具备复合创新的特征。

在衰退期，城市的知识设施较为完善，知识产业较为成熟，城市创新体系也很健全，但是城市创新出现了瓶颈，创新的驱动力不足，创新能力难以进一步提高。城市创新活动后劲不足，举步维艰。倘若不能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探索出新的创新模式，创新活动就难于持续，城市的竞争优势将逐渐丧失，城市发展也将受到严峻考验。不过城市的创新活动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是螺旋式地上升，在衰退期也孕育着新的创新机会，也许衰退期就是下一个城市创新周期的开始。捕获了适当的机会也能推动智能城市持续发展。






1.3.2 智能城市的主要类型





随着关于智能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推进，各国开始摸索评价智能城市建设的方法。城市有不同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科技条件、人文环境,智能城市的建设模式和类型也有所差别，可以从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城市的主导产业的角度加以区分，如图1-5所示。




图1-5 智能城市的主要类型

1.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分类

按照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不同，智能城市可以分为国际级智能城市和地区级智能城市。

国际级智能城市是国际上的创新典范，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它们由一些老牌的世界名城发展而来，很早以前就是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经济繁荣、产业昌盛、城市富强。这些城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才资源，经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它们在商业、金融业、医药产业、新能源产业、航天产业、高科技产业、知识服务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都具备国际领先的优势，是全球的智慧库和知识库，是其他智能城市建设的标杆。这些城市的代表有纽约、伦敦、巴黎等。

地区级智能城市是本国或本地区的创新先驱，在本区域内有较高知名度,一般由本国首都或者重点城市发展而来。这些城市是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较为成熟，科学技术较为领先。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城市创新活动，往往给予政策、经费方面的支持，推动技术扩散和知识传播,重点培养一些支柱产业，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链条，形成当地的特色。这些城市的代表有墨尔本、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等。

2.按规模和数量的分类

按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的差别，智能城市可以分为个体型的智能城市和群体型的智能城市。个体型的智能城市由某一个重点城市为中心，完全是由这个城市作为主导，凭借某个城市的创新实力，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如北京、深圳、上海等。群体型的智能城市是由不同的中小型城市组成的，虽然这些城市有不同的经济基础和多样性的文化习俗，但它们紧密合作、共享资源、求同存异、协同创新，共同打造一个创新群落，形成一个创新区域，辐射周边的区域。虽然这些城市的单个的城市的实力并不强，但它们多元发展、齐头并进，形成的群体创新协同效应十分明显。这些城市的代表有英国的智能城市群 (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布里斯特尔、纽卡斯尔、利兹、诺丁汉和谢菲尔德) 及日本关西智能城市群 (兵库、滋贺、京都、奈良和歌山) 等。

3.按主导产业的分类

根据城市的主导产业的差异，智能城市可以分为高技术制造业智能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智能城市和创意文化智能城市三种类型。

高技术制造业智能城市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产业，当地政府给予税收和政策优惠，大力扶持科技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或产业创业园，形成资金、技术、知识、人才的聚集效应和当地的特色产业，从而拉动整个城市的发展。这些城市的代表有美国的硅谷 (圣何塞地区)、波士顿 ( 128号公路地区) 及中国的北京 (中关村) 等。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KIBS) 智能城市不依赖于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的消耗，而依靠知识、智力要素的传播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智能城市中信息产业、科技服务产业、通信产业、金融服务产业、管理咨询产业等都很发达，是城市的支柱型产业。例如，伦敦的企业大部分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2004年年底，伦敦400万岗位中的90%是服务业岗位，其中有30%以上属于金融和商业服务，仅有5%多一点的人口从事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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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提供的知识密集型工作岗位约占英国的3/10。而印度城市斑加罗迩 (Bangalore) 之所以享有“亚洲的硅谷”的美誉，是因为它的信息和通信两个产业十分繁荣。

创意文化智能城市以文化业、娱乐业、服务业、创意产业为特征，通过挖掘城市的文化资源，形成城市的特色品牌，提升城市的软实力。例如，英国老牌工业化城市曼彻斯特意识到“21世纪的成功城市将是一个文化城市”,自2004年以来，不断推行“创意产业之都”计划。为此确定了两大目标，即确保城市的复兴计划得到认同和支持，使之成为一个震撼性的文化和知识之都；鼓励本地市民围绕文化之都、文化与学习、文化大同、文化经济、文化营销五大主题踊跃参与文化活动。这些城市的电影、广告设计、戏剧、时尚设计、出版、绘画、音乐、手工艺、摄影等都很兴盛。例如，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区西北郊好莱坞(Hollywood) 带来了整个洛杉矶市的繁荣。在国内，北京的数字娱乐示范基地、东城区文化产业园、朝阳区大山子艺术中心以及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都增强了智能城市文化氛围。

智能城市的类型不能一概而论，很多城市是各种类型的混合体，很难独立区分出来。不同类型的智能城市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形成了多元化的智能城市发展模式。






1.3.3 智能城市的建设模式





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智能城市仍处于试验的阶段，全球在建的智能城市超过200个，各主体提出建设智能城市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三种。

1.直接提出建设智能城市及其相关概念的城市，如阿姆斯特丹、伯明翰、桑坦德、巴塞罗那、巴黎。

2.以智能城市确定的某个重要领域为切入点为其行动指南的城市，这类重要议题主要包括电子政府和服务创新，如里斯本、赫尔辛基、柏林、伦敦。

3.以气候变化为切入点，提出涉及智能城市建设措施的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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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勇、孙艳艳、叶亚芝、母冠桦都曾对国外智能城市建设作过研究，分析它们各自建设智能城市的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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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1-2所示)。

表1-2 智能城市的建设模式




(续表)




中国的智能城市建设方式，与国际发展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国际案例大多可见公司部门合作频繁，且有众多企业参与，并且以企业化方式进行项目管理。中国刚好相反，大多由地方政府与数家大型外商如IBM、思科等公司合作，或者与电信运营商合作，对厂商所提出的方案的依赖性很高。例如,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IBM公司作为计算机系统与集成咨询服务高级赞助商参与进来。后来，宁波、南京、成都、沈阳等国内多座城市开始智能型城市建设，都有IBM公司的推动。而中国与新加坡跨国合作建设的天津生态城，在进入二期工程后，并未有具体的建设成绩,沦为房地产商推销物件的文宣口号。由于缺乏规划主轴和获利模式,“智能城市”逐渐成为业者拿来提升自己产品影响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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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4 智能城市的评价指标





在衡量智能城市的指标上，各学者与学术单位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Andrea Caragliu提出六大指标，分别是人均GDP换算的个人购买力指标、创意创业雇用的劳动力指标、人才聚集性指标、公共交通指标、电子政务指标、人力资本指标 
 


[33]




 。

在由国际电信港协会和美国《电信》杂志 ( Telecommunications Magazine)主办的世界智能城市评选中，其评比指标主要有宽带应用覆盖率、知识生产力的结构、从事宽带应用技术人员的比例、城市改革开放力度、数字技术应用普及率、智能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34]




 。

维也纳科技大学区域科学中心等在2007 年选取了欧洲70 个城市，依据欧盟提出的智能城市的六个组成维度对这些城市进行分析取值排名，发布了《欧洲中等城市智慧城市排名》 (Smart Cities：Ranking of European Medium-sized Cities)，他们的分析非常细致，在基于6 个维度、31 个要素和74个指标的基础上，用标准化的公式得出单个城市的智能化综合排名，其后在2012年和2013年又分别进行了一次课题研究，基本维度和要素如表1-3所示 
 


[35]




 。

表1-3 智能城市的评价指标




(续表)




在我国，由于国内暂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完全达到智能城市的标准，在研究智能城市的评价体系时，主要是从我国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尽量选取比较偏重基础建设的相关指标。叶亚芝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出，采用软指标与硬指标相结合的办法来构建智能城市评价体系，硬指标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分三个模块：第一个模块是反映智能城市的基本信息化水平，由信息网络建设、信息资源的利用和信息产业发展三个方面组成；第二个模块反映智能应用水平，由城市智能经济、社会和生态水平的三个次级指标组成;第三个模块是城市创新水平，由科研水平和教育水平组成。软指标体系则包括交通评价、政策法规、知识创新、居民生活和政府管理几个部分
 


[36]




 。

上海浦东智慧城市发展研究院于2011年设计了评价指标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和64个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包括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公共管理和服务、信息服务经济发展、人文科学素养和市民主观感知。关注民生是这一指标的一大特色。2012年在这个指标体系中增加了智慧城市软环境建设指标，并简化二三级指标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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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智能城市建设的知识需求与知识障碍








知识是智能城市的核心要素，在智能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需求很旺盛，但是也存在不少知识障碍，这些障碍也制约了智能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2.1 知识及相关概念的内涵与知识在智能城市的作用分析








知识不同于数据和信息。数据是最原始的符号，信息是经过解释的数据,知识是经过提炼后的有用信息。比起数据和信息，知识的层次更高，对智能城市建设来说更为关键。






2.1.1 知识的概念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努力地探索和追求着知识。早期的哲学家们在认识论层面上理解知识，将知识看成是一种意识。柏拉图认为:“知识就是经过验证的真实信念。”波普尔揭示了知识产生的途径，认为知识来自一种批判性的选择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1996) 认为，知识是蕴含在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重要成分。《世界发展报告》(世界银行，1998 ) 认为，知识是用于生产的信息 (有价值的信息)。

在知识的分类方面，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三大类。罗素在其代表作《人类的知识》一书中，将知识划分为直接的经验、间接的经验、内省的经验三大类。波兰尼在《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一书中对知识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将知识分为明示性知识 (显性知识) 和默示性知识 (隐性知识) 两大类，并且对知识内在性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2]




 。罗默 (Romer) 曾对知识过程进行了研究，将知识分解为一般知识与专业化知识，认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他还指出知识具有非竞争性 (即增加一个人享受知识好处的边际成本为零)和部分可排他性 (某种程度上很难排除他人对知识的享用) 两个重要属性。






2.1.2 知识服务与知识管理的含义





知识服务和知识管理都是属于对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环节。其中知识管理是知识服务的基础，知识服务是知识管理后要完成的首要任务。

1.知识服务

从知识服务的社会网络视角看：首先，知识服务是指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提供者形成的基于网络的市场 
 


[3]




 ，并且有助于知识资产的定价和转移，这突出了服务过程中的组织形式或者服务形式问题；其次，知识服务用于在大学、商业、更广泛的群体 (包括最终客户、客户自身) 以及其他研究组织之间理念、成果以及技能的分享
 


[4]




 ，知识服务促进研究者和研究使用者之间从更广泛的范围相互学习，提高彼此能力 
 


[5]




 ，这提出了服务过程中社会网络的范围或者深度以及参与者的知识结构和背景；最后，知识服务过程中可以采用网络、会议、信息通信技术等手段
 


[6]




 
 


[7]




 ，这强调了服务媒介的问题。从这一视角来看，知识服务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方面包括知识服务的形式、知识服务的媒介、知识服务网络的深度和宽度，以及服务参与者针对具体服务需求的自身知识结构、沟通能力以及专业知识掌握情况。这就需要有专门的机构和组织建立知识服务的社会网络，又引出知识服务的另一个问题，即知识服务的运行机制，这需要保证知识服务的稳定性与畅通性。

从知识服务的运行机制看，应当注意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成功的知识服务取决于交流的能力，以便参与者获得所需的知识,这就需要强调与他人相互服务过程中的互助性、稳定性与渐进性，特别是在商业知识服务中 
 


[8]




 ，企业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知识服务的质量取决于对所参与的学术活动的理解程度和沟通程度，这显示了知识服务参与者的认知能力、服务能力以及服务的性质问题。

二是知识服务较好地界定了知识合作伙伴之间互动、平等、互惠和分权的关系
 


[9]




 ，这阐明了知识服务采用的服务机制及服务关系的抉择和性质。

三是基于网络的知识服务促进了知识资产的交易
 


[10]




 ，知识服务可以在拥有不同特征、经验、价值的个体之间自由地进行
 


[11]




 ，这强调了知识服务参与者采用的服务形式以及服务个体的性质和特征。

四是与隐性知识的服务相比，显性知识的服务是相对简单的。在隐性知识的服务中，隐形知识需要显性化，这样便于服务 
 


[12]




 ，这明确了知识服务中的运行机制需要利于隐性知识的服务以及隐性知识的显性化。

从这一视角可以发现知识服务需要关注服务的稳定性与渐进性、参与者的认知能力、交流能力及交流的性质问题，需要关注服务过程中采用的服务机制和服务关系和性质，需要考虑服务形式和服务个体的性质，需要关注隐性知识服务和显性化等问题。

从知识服务的价值视角看，应注意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知识服务是指基于市场及需求而进行的知识资产交易的活动及部署，交易者是指交易过程中所涉及的实体 (组织、机构、个人等)，对知识的需求会因为交易者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13]




 ，这说明了知识资本化、知识商品化、知识针对性的问题。

其二，知识服务发生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交付过程中，伴随着组织变革，通过知识服务实现组织的价值增长。知识服务可以以相对标准化且易于使用的形式为用户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14]




 。知识服务是为了创新性项目，科研人员同他人分享知识，建立持久协作关系的过程，并将知识付诸实践
 


[15]




 ，这确定了知识服务的价值、服务持久性、服务的内容等问题。

其三，知识服务是关于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显性知识吸收化的服务过程,旨在阐明或具体化个人或组织的经验
 


[16]




 ，这强调了服务内容的价值、服务的过程 (包括隐性知识显性化、显性知识吸收化) 等问题。

从这一视角看，知识服务需要关注知识资本化、知识商品化和知识针对性问题，关注知识服务价值化、持久化和协同化问题，关注知识服务显性化和吸收化等问题。

2.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一词最早是由美国麻省莱克星顿著名的思图维星国际咨询公司提出的。

有的学者从知识管理的类别、环节、发展过程来理解此概念，如Davenport指出，知识管理分为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利用两个重要类别
 


[17]




 。他的管理加深了人们对知识管理的理解。Gartne认为
 


[18]




 ，知识管理是通过对企业组织能力的提升，成功地达到对企业信息的掌握、鉴别、检索、分享与评价。这些信息不仅包括发数据、文献，还应包括有企业成员头脑中从未被重视过的隐性知识及专业经验。Skyrme 认为
 


[19]




 ，知识管理是对重要知识 (Vital Knowledge) 及其创造、收集、组织、使用等一系列过程的显性的、系统化的管理，它注重于将个人的知识转化为组织的知识并使之得到广泛共享和适当的运用。邱均平知识管理的研究内容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方而，其中前者可细分为知识的特性和运动规律的研究、知识组织管理研究、知识信息管理研究、知识管理方法体系的研究，后者是指各行业、各学科领域的知识创新和管理在本领域的应用。乌家培认为，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经历了文献管理、计算机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竞争性情报管理，到知识管理。知识管理同信息管理以往的各阶段不一样，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联结起来，在人际交流的互动过程中，通过信息与知识 (除显性知识外还包括隐性知识) 的共享，运用群体的智慧进行创新，以赢得竞争优势。

有的学者从过程的角度分析知识管理，如Quitas等从资产开发的角度认为，知识管理是一个为满足现在以及未来出现的各种需要，确定和探索现有和获得的知识资产，开发新的机会，而管理各种知识的连续过程
 


[20]




 。Bassi从绩效管理的角度指出，知识管理是为了增强组织的绩效而创造、获取和使用知识的过程
 


[21]




 。Marianne认为，知识管理是挖掘并组织个人相关知识以提高整体效益的一种目标管理流程 (Purposed Management Processes)
 


[22]




 。O' Leary认为，知识管理是对知识进行正式的管理，以便于知识的产生、获取和重新使用。知识管理是将组织获得的各种来源的信息转换为知识，并将知识和人联系起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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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的学者对知识关联度价值有很深的体会，如Marianne指出，通过知识管理及组织学习来提高整个组织的知识水准，其目的是获取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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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ze认为，知识管理是一个系统地发现、选择、组织、过滤和表达信息的过程，目的是改善员工对具体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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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erby从价值创造出发对知识管理进行定义，认为知识管理是利用知识的无形资产创造价值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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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e认为知识管理能帮助人们对拥有的知识进行反思，帮助、发展和支持人们进行知识交流和企业内部结构优化，并帮助人们获得知识来源，促进组织、个人之间进行知识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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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gg指出，知识管理主要涉及自上而下地监测、推动与知识有关的活动以及创造和维护知识基础设施、更新组织和转化知识资产、提高知识使用价值这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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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ra认为，知识管理具有普遍意义。无论它以什么形式 (如学习、智力资本、知识资产、智能、诀窍、洞察力或智慧) 体现，其结果都相同：要么更好地利用好它，要么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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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pproo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转化方面理解知识管理认为，知识管理就是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是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的新途径。他还指出，知识管理应有外部化、内部化、中介化和认知化四种功能 
 


[30]




 。

概括来说，目前已有的知识管理概念可以归纳为两个角度和两个层次,就构成了四个区域 (如表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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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知识管理的角度与层次




第一个角度 (1，3区域) 认为，知识是一种加工的对象，并可以在信息系统中被标识和处理，这是一种以信息为本的知识管理，它聚焦于将显性知识组织化以及隐性知识显性化。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一般都有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的教育背景。这种知识管理在组织层次常常偏重于对企业业务过程的管理以及信息系统的建设，而在个体层次则偏重于应用知识工程领域的相关智能技术来挖掘个人的隐性知识。

第二个角度 (2，4区域) 认为，知识本质上是一种认知过程，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知识管理，它聚焦于创建和谐的知识交流和分享的环境，鼓励和方便人们进行知识的分享、应用以及创新。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和专家们一般有着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或企业管理学的教育背景。这种知识管理在组织层次强调学习型组织的创建，而在个体层次则经常集中在对人类个体的技能或行为的评估以及改进过程等。因此，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无论是把重点放在信息管理上，还是把重点放在人的管理上，都可以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但缺少从总体上的把握，所以，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正如左美云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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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论述到的那样，知识管理研究存在三个学派，技术学派认为“知识管理就是对信息的管理”，行为学派认为“知识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而综合学派认为“知识管理不但要对信息和人进行管理，还要将信息和人连接起来进行管理；知识管理要将信息处理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相互结合，增强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综合学派能用系统、全面的观点实施知识管理，既能被企业界接受，也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总之，与信息管理相比，知识管理更深入到知识的本质，遵循了知识生产、知识扩散、知识应用和知识创造的基本规律，更加注重用户的知识行为、知识需求和知识认知的特点，提供的知识多样化、专业化、层次化，在知识表示方面更加个性化和可视化。






2.1.3 知识服务与知识管理关系剖析





知识服务与知识管理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知识管理是知识服务的前提，知识服务是知识管理的目的，知识管理有利于提高知识服务的水平，知识服务的经验又反过来促进知识管理的发展。

1.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共同之处

(1) 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都是知识资源开发的环节

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的原料都是知识资源，都围绕着知识资源进行深度挖掘与运用。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都是知识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管理处于知识资源开发流程的前端，知识服务处于知识资源开发的末端，在知识资源开发过程中一般是先对知识进行管理，然后再提供知识服务。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的水平都依赖于知识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知识技术的发展。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推动知识增值，实现知识的价值。

(2) 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的目标都是为了解决用户的知识需求

知识服务直接以用户为中心，面向用户知识创新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方便用户系统地获取知识，自由地吸收知识，科学地利用知识，实现知识创新的目的。知识管理也是通过以用户容易理解的方式来组织知识，从而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帮助用户提高知识处理技能，增强用户的自主创新能力。

(3) 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都需要相关的技能

知识管理需要具备专业的计算机知识和信息处理技术，需要知识管理师对知识采集、知识组织、知识表示、知识交流、知识应用的流程十分熟悉。知识服务人员也必须具备高超的知识处理能力，另外还要较高的沟通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

2.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相互关系

知识管理是开展知识服务活动的必要前提。原有的知识服务模式存在缺陷，在建构优化的知识体系和以用户可理解的方式表达用户需求方面显得不足，因而无法达到令用户满意的目标。知识服务需要一种新的资源建构模式来提升服务质量，知识管理理论刚好能给予这方面的支持。知识管理致力于更好地发现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展示和解释知识，从而更好地理解知识。知识管理提出的优化知识空间，建设合理的知识体系结构，满足用户需求的理念，对于用户至上的知识服务工作无疑能给予很好的启迪。具体而言，知识管理是通过组织知识结构、优化知识空间，更好地向用户传达、表示、解释知识的方法和艺术。知识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共享、知识集成、知识保护、知识导航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来说通过采用卡片分类、笔纸记录、知识地图、知识导航、标引、组织等方法，确定知识单元之间的联结，标识知识单元，形成一个舒适、惬意的知识空间或灵活、具有弹性、清晰的知识结构模型；同时通过访谈、在线调查、背景分析、圆桌会议、交流反馈、用户参与式设计等方式，理解用户的知识需求、知识行为和对知识内容和结构的评价，以便知识管理的结果达到最大的用户满意度。知识管理环节完成后的任务就是将建构好的知识提供给用户，开展知识服务活动。在开展知识服务之前进行知识管理，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组织知识，提供优质知识服务，提升知识服务的水平。

智能城市的建设，离不开知识的开发应用。知识管理的精辟的理论、适用的设计理念和不拘一格的视野推动了知识服务的进步，为智能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崭新的思路。知识管理是知识服务的基础。如何充分挖掘知识资源,优化知识服务，从而推动智能城市的建设是研究者们急需解决的难题。知识管理理论和方法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2.1.4 知识在智能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要素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城市工业化阶段主要依靠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这些传统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在下降，演变为基础性的条件。而科学、技术、知识的地位越来越高。Drucker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知识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33]




 。知识在城市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Work Foundation ( 2002 ) 认为，知识和文化汇集于城市地域内，高素质人才、产品和服务创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便成就“知识城市”这一新的城市实体。Yigitcanlar等强调城市的知识属性，以墨尔本的基于知识的城市发展经验为例，介绍了城市环境和机制如何促进城市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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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的作用毋庸置疑，特别是与开发利用知识资源相关的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活动对于智能城市建设来说也显得尤为重要。

知识管理的主要环节有知识采集、知识组织、知识表示、知识扩散、知识应用和知识创造，每一个环节都对智能城市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知识采集收集获取捕捉大量的信息、知识，并将之系统地保存到数据库或者知识库中，能使科技、信息、知识等要素迅速在城市的特定的区域和组织聚集，成为智能城市必不可少的信息设施和知识基础。知识组织能将散布在城市中的游离的知识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并存储在知识库中，使得知识资源更加有序化和条理化。知识表示能使组织、加工好的知识，以用户可理解、可接受的方式表达，能加深用户对知识的理解和体会，便于知识的消化和吸收。知识扩散可以促进新产品的研发，并将新技术、工艺、方法等创新经验扩散到周围地区，形成知识溢出效应，带来城市经济甚至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知识应用能将新技术、新工艺投入到实际生产过程中，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知识资源的效应最大程度的发挥，促使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这种“创新推动型”发展模式已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知识创造能提高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由被动地接受知识，到主动地挖掘知识价值，使知识得到循环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的创新空间。

知识服务直接针对于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需求，与社会的各种组织、各种部门、各种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知识服务。知识服务能化解或者消除知识获取、交流、共享、利用、创造方面的障碍，是智能城市战略规划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高汝熹等 (1999) 在对上海知识产业战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上海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也应该重点发展知识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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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知识服务能力的强弱关系着智能城市的发展水平的高低，知识服务工作关系着智能城市建设的成败。






2.2 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需求调查








通过调研和访谈的方法，访问知识管理与服务专业人士，了解他们在建设智能城市中的知识需求，为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服务与保障提供依据。调查问卷分为两个板块，一为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需求,二为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障碍。为此，我们组织了一次调查。为了保证调查问卷设计的科学性，在正式调查前，研究小组发放了50份问卷进行了试调查，回收问卷后对问卷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在咨询了专家的意见后对问卷进行修正，形成了最终问卷。本次研究采用现场填表、电子邮寄、邮寄信件三种形式发放调查问卷。在问卷发放的过程中比较清楚地介绍了本研究的目的、意图及核心概念的含义，对问卷调查过程中产生的疑虑和误解给予详细、及时的解答，对延时返回的调查者给予善意的督促。这些措施都保障了问卷回收的有效性和问卷调查工作实施的效率。考虑到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这个议题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熟悉此领域的研究者并不多，所以本研究无法进行大样本的调查，更适合采用非概率抽样 ( Non probability Sampling ) 的方法。本次调查采用“方便抽样”“判断抽样”与“目标式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发放问卷，保证了调查方法的科学性。研究小组从2015年1月1日始至2015年3月1日发放问卷，调查的对象主要为政府、企业信息部门的职员、信息技术协会、科技协会等信息服务机构的成员以及各大高校的知识管理方面的专家。发放问卷350份，收回有效答卷326份，有着较高的问卷回收率。

这次调查对象主要为政府、企业信息部门的职员、信息技术协会、科技协会等信息服务机构的成员，信息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各大高校的知识管理方面的专家，之所以选择这些对象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性强、知识面广，有着丰富的从业经验，对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有很深刻的认识。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如图2-1所示，调查样本所处的教育水平中没有初中及以下、高中及中专的人员，其中本科生所占比例为42%，研究生及以上所占比例为34%。可见调查样本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历。




图2-1 调查样本的受教育程度

从专业技术职称来看，调查样本中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占34%，担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占20%，担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占10% (如图2-2所示)。可见，调查样本三分之一以上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职务。




图2-2 调查样本的专业技术职称

由于政府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者主要是来自学术界的专家、教授,因此本次调查征集了高校的许多学者的意见，教育工作者的比例占到了28%，企业工作者的比例占到了 26%，政府部门工作者的比例占到了16%，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的比例占到了 15%，调查问卷的人员构成如图2-3所示。




图2-3 调查样本的职业情况






2.2.1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环境层面的需求





智能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要发挥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作用必须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本次调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了解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环境对智能城市建设的重要程度的判断 (如图2-4所示)。




图2-4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环境层面上的需求

1.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的政策支持对智能城市建设的影响程度。

2.健全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体系对智能城市建设的影响程度。

3.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制度的配套对智能城市建设的影响程度。

4.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对智能城市建设的影响程度。

调查的结果认为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的政策支持能有效推动智能城市建设。出台有利于知识传播、共享的政策能改善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的水平，为智能城市建设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调查的结果认为完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支持能有效推动智能城市建设。法规的健全能保障知识产权人的利益，激发他们为智能城市建设进行知识创造的热情。调查的结果认为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的制度的配套能有效推动智能城市建设。制度配套可以从制度层面扫除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的障碍，为智能城市建设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调查的结果认为完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的体系能有效推动智能城市建设。完善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体系有利于城市的知识研发活动，为智能城市建设创造结构性的优势。






2.2.2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人员方面的需求





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和服务涉的人员主要来自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组织 (如信息服务机构、知识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机构)、政府部门。

本次调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了解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人员对智能城市建设影响的重要程度的判断 (如图2-5所示)。

1.提高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人员的技能与知识水平对智能城市建设的影响程度。

2.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人员对智能城市建设的影响程度。

3.聘请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领域的专家、顾问对智能城市建设的影响程度。

4.引进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的高级人才对智能城市建设的影响程度。




图2-5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人员方面的需求

调查的结果认为提高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人员的技能与知识水平对智能城市建设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提高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人员的技能与知识水平可以从系统的培训入手，这样有利于提高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人员的经验积累的系统化，以及增强他们的技术的应用能力。

调查的结果认为引进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高级人才和奖励在智能城市建设中有突出贡献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的人才对智能城市建设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智能城市是人才的汇集地，引进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的高级人才，有利于形成人才的聚集效应。奖励在智能城市建设中有突出贡献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的人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调动他们投身于智能城市建设的事业中来。

调查的结果认为，由聘请专家顾问指导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工作对于智能城市建设很重要。例如，可以在智能城市的战略规划、方案部署、框架构建等环节中，聘请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领域的专家顾问来指导工作。意大利“伦巴第”区域推动当地的社会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就成立了一个战略委员会，其主要职位由小企业、新经济、研究与创新理事会的成员担任。这个专门机构的成员可以将政府部门的信息主管、信息员工召集起来。区域的管理人员可以定期碰面以检查各种战略之间的通信以及社会信息化战略的实施情况。
 


[36]











2.2.3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技术方面的需求





分析调查数据发现，智能城市建设中需要用到的知识管理技术与工具涉及知识采集、知识组织、知识共享、知识服务的全过程，被调查者提到的智能城市建设中需要用到的知识管理技术与工具主要有内部网 (Internet) 和外联网 (Extranet)、电子邮件、网络会议、电视会议、电子式论坛、电子课堂、电子研讨会、讨论会技术、数据库管理系统 (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DBMS)、推拉技术 (Push ＆ Pull Technologies)、存储结构技术 (Storage Ar-chitectures)、元数据技术 (Metadata)、群件技术 (Group ware)、文档管理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 (知识) 仓库、数据 (知识) 挖掘技术、数据(知识) 发现、信息查询与检索引擎技术 (Information Search and Retrieval Engines)、工作流技术 (Work Flow)、联机分析处理技术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OLAP)、中间件技术 (iddleware)、多维度分析技术(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文档管理技术 (Document Management)、过程建模与思想地图(Process Modeling ＆ Mind Mapping )、评估和报告( Measurement ＆ Reporting)、检索信息技术、搜索技术、检索引擎、合作技术、决策支持系统、业务支持系统、协作的电子工作平台、群体工作系统、技能知识分布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可视化技术、在线分析处理引擎等技术、KDD、Grape VTNE、知识综合的工具如IdeaFishe和Inspiration、知识创造的工具如Idea Generator Mindlink、数据导航 (知识地图)、模拟器、关系地图、学习地图、商业智能、协作技术、基于计算机的培训技术 (CBT)、分布式学习技术、内容分类技术以及专家定位技术等。其中调查对象选择内部网 (Internet) 和外联网 (Extranet)、电子邮件技术的比例最高，几乎所有的调查对象都选择了，选择比例接近于100%。






2.2.4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文化方面的需求





本次调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分别了解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文化对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协作管理影响的重要程度的判断 (如图2-6所示)。

1.激发创新思维与创新活动对智能城市建设的影响程度。

2.反对知识垄断对智能城市建设的影响程度。

3.加强技术合作对智能城市建设的影响程度。

4.形成知识共享的文化对智能城市建设的影响程度。




图2-6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文化方面的需求

调查的结果都认为，激发创新思维与活动对智能城市建设非常重要，智能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各种创新活动都离不开创新思维。知识垄断不利于知识的共享和传播，不利于技术成果的推广，也不利于技术研发，将对智能城市建设起到阻碍作用，因此智能城市建设要反对知识垄断。技术合作能共享知识成果，降低研发经费，提升城市的科技水平，对智能城市的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形成知识共享的城市文化将有利于知识技术的传播，有利于技术成果的推广与研发，将对智能城市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在智能城市建设过程中要完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的制度、政策、体系以及法律、法规，要提高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人员的技能与知识水平,要聘请专家顾问指导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工作，要引进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高级人才和奖励在智能城市建设中有突出贡献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的人才。在智能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注意灵活运用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方面的相关技术，加强技术合作，激发创新思维与活动，反对知识垄断，形成知识共享的文化。只有这样做才能把智能城市建设推向新的高度。






2.3 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障碍调查








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障碍体现在知识组织、知识表示、知识共享、知识应用、知识创造、知识服务的各个环节。为了发现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障碍，本研究设定了五个区分的标准，即“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非常差”，供被调查者选择，以此评估目前城市知识组织、知识表示、知识共享、知识应用、知识创造、知识服务方面的现状，以此发现其中的障碍。






2.3.1 城市知识组织和表示能力较低





1%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组织能力“非常好”；8%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组织能力“较好”；37%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组织能力“一般”；34%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组织能力“较差”；20%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组织能力“非常差”。2%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表示能力“非常好”；7%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表示能力“较好”；36%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表示能力“一般”；23%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表示能力“较差”；32%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表示能力“非常差”(如图2-7所示)。




图2-7 知识组织与知识表示方面的现状

调查的结果发现，目前城市知识组织和知识表示能力普遍偏低。因为目前城市的知识资源较为零散地分布在政府、企业、高校等组织中，没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没有形成体系化的知识模块，城市政府部门、公司、企业的知识组织整体水平不太高，有待于用科学的方法对城市间的知识进行统计、标引和分类。就目前而言，城市知识也没有以科学的方式展示出来，很多知识的表示方式不符合用户的需求和习惯，还有很多隐性知识仍然处于潜藏状态,无法充分地挖掘和表示出来，城市知识表示的能力还很欠缺。






2.3.2 城市知识共享不畅





7.7%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组织能力“非常好”；10%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组织能力“较好”；32%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组织能力“一般”；24%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组织能力“较差”；26.3%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组织能力“非常差”(如图2-8所示)。




图2-8 知识共享方面的现状

目前，城市的知识资源较为零散地分布在政府、企业、高校等组织中,这些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有限，知识共享的渠道缺乏，哪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也不例外。例如，法国科研中心与企业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科研中心实验室中只有1/3与企业建立了联系，与国家科研中心签订研究合同的企业还不到企业总数的1%。这是因为法国科研中心工作人员的编制为政府公务员，只要身份为政府公务员就会有丰厚的薪酬和稳定的工作，安于现状的他们认为如果去企业进行科学研发将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政府、企业、高校不同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不充分，产学研一体化的链条还没有建立。不同单位、不同行业、不同个体之间的知识资源也是处于条块化、碎片化的状态，没有得到整合。






2.3.3 城市知识应用与创造能力较弱





1%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应用能力“非常好”；10%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应用能力“较好”；37%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应用能力“一般”；28%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应用能力“较差”；24%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应用能力“非常差”。2%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创造能力“非常好”；6%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创造能力“较好”；42%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创造能力“一般”；24%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创造能力“较差”；26%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创造能力“非常差”(如图2-9所示)。




图2-9 知识应用与知识创造方面的现状

调查发现城市的知识应用和知识创造是知识管理的薄弱环节，很多知识资源仅仅是储存在城市的各种知识库中，没有被人们开发应用，发挥它们的价值，没有为智能城市的建设助一臂之力。其中部分原因是资金短缺，很多城市的知识创新项目就是由于资金的紧张而停滞，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不强，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资金短缺的影响，但更为突出的原因是各主体缺乏知识应用和知识创造的意识。整体而言，目前城市的知识应用和知识创造能力偏弱。






2.3.4 城市知识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6.67%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服务水平“非常好”；10.11%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服务水平“较好”；32.36%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服务水平“一般”；34.38%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服务水平“较差”；16.48%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城市的知识服务水平“非常差”(如图2-10所示)。




图2-10 知识服务方面的现状

由于政府机构及公共部门对社会知识资源的拥有量占极大比例，尤其是政府的信息部门有责任、有义务促进信息公开，为企业、公司的产业机构提供知识服务方面的政策支持。大学及科研机构也应该走出校园，为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更多的知识服务。公司、企业等产业机构作为创新的主体，也应该尽快发布知识研发成果，促进知识的转化。但调查发现，目前城市知识服务水平不高，知识服务的主动性不强，知识服务的方法、技术落后，知识服务人员的意识偏低，知识服务主体的知识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注　释






[1].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M].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 [M].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5-9.








[3].毕强，韩毅，刘昆.知识服务——现状、进展及挑战 [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06):41-45.








[4].Weddell S.Transforming reference into a proactive knowledge advisory service：a case study [J].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2008，36 (2)：147-155.








[5].Thornton S，McCracken C.Putting the human touch into knowledge management [J].Vine，2005，35 (3)：149-155.








[6].Thornton S.Further developments in the use of an impact survey [J].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Metrics，2005，6 (2)：108-114.








[7].姜永常，陶颖.论知识服务质量的全面控制 [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5，(01)：65-70.








[8].Maria Abreu，Vadim Grinevich，Alan Hughes，Michael Kitson and Philip Ternouth.Universities，Business and Knowledge Exchange [M].Council for Industry and Higher Education，and Centre for Business Research，2008：5-10.








[9].李文博.企业孵化器知识服务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基于扎根理论的一项探索性研究 [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2，(05)：22-33.








[10].Ruikar K，Anumba C J，Egbu C.Integrated use of technologies and techniques for construction knowledge management [J].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 Practice，2007，5 (4)：297-311.








[11].Melissa C.Thomas-Hunt，Tonya Y.Ogden，Margaret A.Neale.Who's Really Sharing? Effects of Social and Expert Status on Knowledge Exchange Within Groups [J].Management Science archive，2003，49 (4):464-477.








[12].S.J.Overbeek，P.van Bommel，H.A.( Erik) Proper.Embedding knowledge exchange and cognitive matchmaking in a dichotomy of markets [J].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2009，36 (10)：12236-12255.








[13].夏立新，韩永青，邓胜利.基于知识供应链的知识服务模型研究 [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02)：60-64.








[14].Storey C，Hull F M.Service development success：a contingent approach by knowledge strategy [J].Jou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2010，21 (2)：140-161.








[15].Thornton S.Further developments in the use of an impact survey [J].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Metrics，2005，6 (2)：108-114.








[16].Richard Herschel，Hamid Nemati，David Steiger.Knowledge Exchange Protocols：A Second Study [J].Journal of Information ＆ Knowledge Management，2003，2 (2)：153-163.








[17].Davenport T，Prusak L.Working knowledge——how organizations manage what they know [M].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8.








[18].Gartner Group.Justifying an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gram [R].Research Note，2000，11 (1).








[19].David J S.From Information to Knowledge Management：Are You Prepared [EB/OL].[2014-03-07].http://www.skyrme.com/pubs/on97full.htm.








[20].Quitas P，Lafrere P，Jones G.Knowledge management：a strategic agenda [J].Long Range Planning，1997，30 (3)：385-391.








[21].Bassi.Harnessing the power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J].Training＆Development，1997，51 (12)：25-30.








[22].Marianne B.The phenomen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what does it mean to the information profession [J].Information Outlook，1998 (5)：23-36.








[23].O' Leary D E.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 [J].IEEE Computer，1998，31 (3)：54-61.








[24].Marianne B.The phenomen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what does it mean to the information profession [J].Information Outlook，1998 (5)：23-36.








[25].Maize E.Knowledge management takes industry's center stage [J].Computer Reseller New，1998，(776).








[26].Sverby K E.The new organizational wealth：managing and measuring intangible assets [M].San Francisco：Barrett Koehler Publishers，1997.








[27].Allee V.刘民慧等译.知识的进化 (The Knowledge Evolution) [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28].Wiig K.Integrat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J].Long Range Planning，1997，30 (3)：399-405.








[29].Debra M A.金周英等译.知识经济的创新战略——智慧的觉醒 [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30].Frappuolo C.Defin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J].Computer World，1998，(3218).








[31].张雄林.基于知识管理的客户关系管理研究 [D].天津：天津大学，2003.








[32].左美云.国内外企业知识管理研究综述 [J].科学决策，2000 (3)：31-37.








[33].DRUCKER P.The post capitalist society [M].New York：Harper-Collins，1994.








[34].YICITCANI AR T.O'CONNOR K.WESTERMAN C.The making of knowledge cities：Melbourne's knowledge based urban development experience [J].Cities，2008.2；i (2)：63-72.








[35].高汝熹，张洁.知识服务业——都市经济第一支柱产业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36].王梦庆.谢海一行访问英国、德国、意大利考察电子政府建设情况 [J].阳泉日报，2007-7-11.









第3章 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管理研究








知识管理理论为智能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在宏观结构上,知识管理通过融合建筑学、人本管理理论、符号学、接受美学、知识管理学、生态学的原理，可以为智能城市建设提供创造性的理论图景，勾勒出一个独特的框架。在建筑学视野下，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变得形象而直观，知识单元好比是建筑用的砖头，按照知识用户的需求打造知识型城市，知识就是现代城市发展壮大的推动剂。在人本管理理论的视野下，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激发知识人进行技术改革、知识创造的能力，实现人的价值和追求。在符号学的视角下，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采用特定的符号形式表达展现智能城市的知识分布，提供可视化的知识导航，方便用户进行精确的知识定位。在接受美学的视角下，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上升到艺术的层面，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尽量打造城市创新的美学空间，将创新活动艺术化。在知识管理视角下，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通过引入知识采集、知识映射、知识表示、知识扩散、知识导航、认知检索等概念元素，形成完善的城市知识管理体系。在生态学的视角上，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致力于完善知识传播的通道、孕育知识创新的良好环境,致力于创造良好和谐的知识生态环境。

根据知识形成、加工、传播、转化、应用的基本流程，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可以从知识采集、知识组织、知识表示、知识扩散、知识应用和知识创造六项相互关联的活动入手，形成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 (如图3-1所示)。




图3-1 智能城市知识管理的主要活动

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的这六项活动存在内部相关性，比如知识采集主要是挖掘知识创造成果；知识扩散之前要对知识进行整理、加工，以条理化的形式组织，以可视化的方式表示，知识得到充分传播和推广以后，才能方便地被吸收、应用；而知识创造是对知识应用的升华。






3.1 智能城市的知识采集








知识不是自发形成的，要经过人们的探索和发掘。知识采集是智能城市知识管理的第一步。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倘若没有获取充足的知识资源，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就无法实习。智能城市的知识采集必须摸清城市中知识资源分布的情况，探索知识形成、演化的基本规律，发现有价值的知识资源。欧盟就很重视知识的发现与收集工作，定期检测知识创新活动的进展。例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就开始执行“欧盟创新监视系统”( the European Innovation Monitoring System，EIMS) 计划和2000年应用的“创新趋势图”( 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 计划，目的是通过创新调查、产业和企业创新研发资料收集、创新项目案例分析等方法，收集欧洲等国家的创新研发活动资料和政策，进行各国创新绩效和政策执行效率的分析和监视，每年定期公布，并找出创新最佳典范，作为各国政策标杆学习的对象。






3.1.1 知识采集的渠道





知识采集是指组织(包括企业、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从外部环境中寻求、采集、捕获、获得、收集知识的过程。知识采集是智能城市知识扩散和知识共享的一个方面，也是知识组织、知识表示、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基础，知识采集的最终目标是将知识吸收、消化、转化为本组织的知识，促进组织新旧知识的更迭和知识创新。

知识在智能城市呈现散布状态。知识采集既可以在本企业、本地区、本城市的知识系统中获得，也可以从外部企业、城市外部、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获得。例如从企业的顾客、供应商手中获得相关知识。也可以通过外部培训,建立知识联盟的形式获得知识。知识采集主要包括发现智能城市环境中蕴含的知识、捕获智能城市环境中有用的知识 (特别是隐性知识)、将适用的知识传递给适合的对象等一些子活动。表3-1列出了一些典型的知识采集活动。

表3-1 知识采集的渠道




〔1〕Bloodgood J M，Salisbury W D.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strategie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ies [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1，31 (1)：55-69.

(续表)




〔2〕Gaines B.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In Holsapple C W (ed.).Handbook on Knowledge Management：vol.1，Knowledge Matters [M].Berlin：Springer-Verlag，2003：317-348.

〔3〕余利明.企业知识管理能力问题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03：53-55.

〔4〕Holsapple C W，Singh，M.The knowledge chain model：activities for competitiveness [J].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2001，20 (1)：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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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mith H A，McKeen J D.Knowledge management in organizations：the state of current practice [M].In：Holsapple C W.Handbook on knowledge management：vol.2，knowledge directions.Berlin：Springer-Verlag，2003：395-410.

〔8〕Lai H，Chu T H.Knowledge management：a review of industrial cases [J].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2002，42 (5)：26-39.

(续表)




〔9〕Shaw M，Subramaniam C，Tan G W et al.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data miming for marketing [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1，31 (1)：127-137.

〔10〕Song J，et al.Learning-by-hiring：when is mobility more likely to facilitate interfirm knowledge transfer [J].Management Science，2003，49 (4)：351-365.

〔11〕Borgatti S P，Cross R.A relational view of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learning in social networks [J].Man-agement Science，2003，49 (4)：432-445.

〔12〕Whalen T，Samaddar S.Problem solving：a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cess [M].In：Holsapple C W.Handbook on knowledge management：vol.1，knowledge matters.Berlin：Springer-Verlag，2003：349-365.

〔13〕Bennet A，Neilson R.The leaders of knowledge initiatives：qualifications，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M].In Holsapple C W (ed.).Handbook on Knowledge Management：vol.1，Knowledge Matters.Berlin:Springer-Verlag，2003：523-538.

〔14〕Dalkir K.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M].Amsterdam：Oxford：Elsevier Butterworth-Heinemann，2005：83-94.

(续表)




〔15〕Gittelman M，Kogut B.Does good science lead to valuable knowledge? Biotechnology firms and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citation patterns [J].Management Science，2003，49 (4)：366-382.

〔16〕Gray P H.A problem-solving perspective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practices [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1，31 (1)：87-102.

〔17〕Inkpen A.Learning，knowledge acquisition，and strategic alliances [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1998，16 (2)：223-229.

〔18〕Uzzi B，Lancaster R.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learning：the case of bank loan managers and their clients [J].Management Science，2003，49 (4)：383-399.

〔19〕O’ Dell C，Grayson C J.Identifying and transferring internal best practices [M].In：Holsapple C W.Handbook on knowledge management：vol.1，knowledge matters.Berlin：Springer-Verlag，2003：601-622.

知识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有学者也将之分为明示性知识和默示性知识。显性知识的发现比较简单，可以通过图书、新闻报道、期刊、专利文献、采访、调查、召开会议中进行。隐性知识是潜藏在知识员工内部的知识，不容易被发现，需要深入探索、密切互动才能捕获，需要用到一些观察、辨识、学习、挖掘的技术或技巧才能获得，可以通过观察、结构式访谈、数据挖掘、培训、实践、咨询专家或专业人士等手段发现隐性知识。例如，英国石油公司采取由“同行帮助”“事后回顾”等方式传递隐性知识，挖掘知识资产。






3.1.2 智能城市知识采集活动的分类





知识采集是为智能城市建设积累更多的知识资源，如OECD曾经指出,城市中的知识积累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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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知识采集是智能城市内部各种组织 (包括企业、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 的一种基础性知识行为。按照动机的不同，知识采集活动可以分为直接发现与间接发现两大类(如表3-2所示)。

表3-2 知识采集活动的分类




(续表)




直接发现是以获得知识为直接行动目的的行为，包括如下几种主要活动。

1.从实地调查、考察、访问典型的智能城市中发现智能城市的建设经验。

2.从介绍智能城市建设的图书、智能城市建设的新闻报道中，摸索智能城市建设的规律，发现知识。

3.通过系统学习、培训发现智能城市建设的知识。

4.从观察、监控中摸索智能城市建设的知识，进行有组织的知识监控,定期监测城市中知识资源的运动规律和最新动态。

5.从城市的合作、交往中发现建设智能城市的知识。

6.购买智能城市建设案例库、信息库。

间接发现不是以知识采集为直接动机或者行动目的，但是在进行其他活动时会同时获得知识增加的附加好处。例如，北京市在举办奥运会活动期间,耳濡目染的当地居民会自然而然地获得一些体育知识。

直接发现知识是建设智能城市过程中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知识行动，是搭建城市知识体系的必要条件，为智能城市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资源，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而间接发现知识虽然不以捕获知识为直接目标，但多数时侯在不经意之间获得有价值的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往往可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3.1.3 智能城市知识采集的工具





知识采集是从数据中识别有效的、新颖的、可能是有价值的、可理解的模式的复杂过程，目的在于从数据中发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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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时代将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融入和嵌进知识采集的过程，智能城市是知识采集的领先者，可以灵活选择多种工具。这些众多的工具可以分为手工方式和自动方式两种类型。

手工方式的知识采集工具比较传统，历史悠久，使用范围较广。一方面可以通过人工查阅一些专业书籍、报纸、杂志、案例汇编、研究论文、统计资料、新闻访谈、词典、内刊、简报、广告、专利等纸质出版物来发现知识。也可以通过实地考察、调研的方式，拜访相关政府部门、图书馆、档案馆、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电视台、商业公司、媒体、展销会等来获得知识。为了更集中地发现高价值的知识，可以通过头脑风暴法、专家座谈法、开放式提问法、无领导小组讨论法、文本框法、德尔斐法等工具在集体讨论、商议互动中激发灵感。为了发现更深层次、更为隐蔽性的隐性知识，还可以利用人际网络、社会网络搜集知识。例如，企业可以从供货商、竞争对手、关键顾客、合作公司的职员、行业顾问等关键人物那里获得一手信息。为了从会议上收集知识和信息，可以采用“四分卫法”这个专门的工具，通过会场的人际互动系统而集中采集知识。“四分卫法”借用了橄榄球队中最重要的队员的名称，由此人选择会议名单、安排、监督知识采集工作的实施。团队成员们争取从会议论文演示、展览活动、小组讨论等正式活动和宴会、聚餐、舞会等非正式的活动发生人际互动，获得信息、发现知识。

自动方式的知识采集工具，可以节约知识采集的成本，极大地提高知识采集的效率，已经成为了信息时代的主流。自动方式的知识采集工具主要是自动化的知识采集工具。例如，由C-4-U、Spider借用搜索引擎原理的软件,可自动采集互联网上的知识。还有一些知识推动服务软件除了有自动采集知识的功能以外，还可以根据用户设定的主题，定期将特定主题的知识主动推送给相关用户。以 Informant.dartmouth.edu 网站为例，其借助于 Infosee、AltaVista、Lycos、Excite等搜索引擎可提供定题知识推送的服务。






3.1.4 智能城市知识采集的流程设计





智能城市的知识采集包括几个主要程序，分别为确定知识需求、安排知识采集人员和选择知识采集工具 (如图3-2所示)。




图3-2 智能城市知识采集的流程

1.智能城市知识需求的识别

这一环节是智能城市知识采集基本工作流程的第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分析所涉及的知识资源、具体领域、主题分布、时间跨度、具体组织和区域等基础上，确定、分析、预测知识采集的目的和主要任务。具体而言，智能城市知识需求识别是为了发现城市目前的知识需求、未来的知识需求，显性的知识需求、隐性的知识需求以及识别为了实现城市的知识需求所要开展的活动或事务。智能城市的知识需求识别的要求极高，需要有整体的考虑和前瞻性的思维以及准确的判断力，不能由政府管理部门直接制定，各部门的人员根据知识需求主题和所涉及的组织，经过具体调研而制定,不仅需要学术界的专家，还应包括各类企业不同层次的管理人员，以及知识中介机构的专家。在知识需求识别的过程中，同时结合智能城市建设的基本情况、城市发展目标，最终提出具体的知识需求。

在知识需求识别阶段，要时时关注科学、技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进展,紧跟知识实践应用的步伐，防止制定的知识需求文不对题、落伍滞后、形同虚设。智能城市的知识需求既包括当前的城市建设的知识需求，这是根据现阶段城市建设的目标、各组织的基本情况调研得出的，带有实践性和针对性;还包括城市未来的知识需求，这是根据城市的发展战略和知识演进方向情况确定的，带有前瞻性和预测性。

2.安排知识采集人员和选择知识采集工具

智能城市的知识采集人员涉及范围较广，涵盖了各种类型的组织和各种专业的人员，主要包括政府人员、专家、学者、咨询人员、调研访谈人员、分析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科技研发人员、管理决策人员等。知识采集的工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挑选手工方式或者自动方式。

(1) 来自学术界、政府界的专家学者

他们既可以提供智能城市的宏观信息，如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技等方面的信息，又提供具体组织或相关行业等“小环境”的信息。咨询人员可以对智能城市的知识建设工作做出整体的规划，制定知识管理宏观的方案和框架，也可以对知识采集的具体工作进行深入的指导。

(2) 调研访谈人员

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是发现知识的重要手段，往往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信息源获得一手的资料，调研访谈人员采用访谈和实地调研方式深入一线，采集和获取珍贵的实践知识。

(3) 分析人员

分析人员可以利用丰富的出版物和印刷资料以及网络上的在线数据库、信息门户、主题网关、门户网站等搜集二手资料，也可以利用调查访谈人员的一手资料再加工，进行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城市竞争力分析等。

(4) 信息技术人员

在信息时代的知识采集，还需要信息技术人员的配合。信息服务商为智能城市提供网站建设、域名管理、信息安全维护、数据存储与维护、知识服务等各项技术支持，为各种机构建设专业的知识管理系统，还可以设计各种知识产品。

(5) 管理决策人员

管理决策人员熟悉城市管理的技巧和决策的流程。可以对智能城市的知识采集工作进行具体的部署和安排，实现科学管理和有效决策。其他人员依据管理决策人员制定的方案采取行动。

(6) 科技研发人员

科学技术的步伐日新月异，这些科技知识一般专业性较强，知识门槛较高，普通人难以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最好由有专业背景的科技研发人员来采集。科技研发人员要时时紧跟科学技术的前沿，注意收集和补充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

上文提到的知识采集工具，都可以在根据智能城市建设的需要自由选择,在此就不重复论述。






3.2 智能城市建设的知识组织








海量的知识资源零散地分布在城市的各种部门、机构和组织中，杂乱无章的知识对于智能城市建设来说用途不大，知识组织是知识利用的基础，在采集知识后必须要经过深入的加工整理，系统地组织、分类、管理，才能进行有效的利用。这个知识的有序化、系统化的过程就是知识组织的过程。

IMB Louts把知识组织定义为系统性地利用信息、处理流程和专家技能,改进企业的创新能力、快速响应能力，提高企业效率和技能素质。王知津先生认为:“知识组织是对知识进行整序和提供，既能处理大量的现有知识，又能相对降低存贮知识的物理载体文献的盲目增长以免知识过于分散化。所以,提供文献、评价科学文献和系统表述以生产新的便于利用和获取的有序化知识单元的处理系统即是知识组织。”蒋永福先生则从哲学认识论角度认为:“知识组织是指为促进或实现主观知识客观化和客观知识主观化而对知识客体所进行的诸如整理、加工、引导、揭示、控制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及其方法。”

知识组织是对知识系统化的加工、整理、管理的过程。在知识采集阶段,已经对知识进行初步的整理和提炼，知识组织阶段要对知识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智能城市的知识组织主要包括知识分类、知识标引、知识提炼、知识存储四个部分。






3.2.1 智能城市的知识分类





智能城市的知识门类庞杂，知识组织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对整个城市的知识进行系统的分类。智能城市的知识分类首先要确定分类的依据和分类对象，分类依据是由需要被分类知识的属性或特征决定的，而若干个被分类的知识实体组成了分类对象。知识分类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方法，根据知识的内容的同质性与差异性，把相同、相似、相关的知识集合在一起并归为同一个类别，将差异性较大的知识归为其他类别，建立一个条理明晰的排列顺序和分类体系。智能城市的知识按照不同类别的划分，把大块的知识资源划分为小块的知识子集合，构成了各种不同的类，在知识分类体系中，类也可以被称作类目。

1.智能城市知识分类的原则

智能城市的知识分类有多种方法，采用不同的方法，出于不同的目的,知识分类的结果有所差异。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和方法，知识分类都是为了使得智能城市的知识更加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便于知识用户使用。所以知识分类必须科学、实用、系统。由于智能城市的知识在不断地扩充和更新,此分类系统必须弹性灵活、兼容性良好，要能有效地支持智能城市知识的扩展与延伸。智能城市知识分类需要遵循的原则有以下几条。

(1) 科学性

科学性即要保证知识分类的依据准确、科学。知识分类的依据不能任意制定或者随意变换，一般是根据分类对象的本质属性或特征而制定的，这样才能保证创新知识分类的严谨与科学。

(2) 逻辑性

智能城市的知识分类要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要按照概念间的层次关系和概念内部的逻辑关联将智能城市的知识组合成一个科学、系统的分类体系。

(3) 扩延性与兼容性

智能城市的知识分类体系设计好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经常修正、补充和更新。智能城市的知识类目的设置或层级的划分要灵活而有弹性，这样在增加和补充新知识的时候，不需要经常改变和打乱已有的分类体系。城市间的知识交流十分频繁，在知识分类时，尽量采用国际或者行业通用的知识分类方式，在分类方法和分类项的设置上与其他城市的标准相兼容，以此促进城市间的知识交流与知识共享。

(4) 实用性

实用性是指智能城市的知识分类要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针对于智能城市建设的实际需要。如果觉得知识分类的常用方法不适合本组织特点和需要，可以设计单独的知识分类标准或者体系，这样的知识分类更有针对性。例如，山东移动公司就专门制定了山东移动的知识分类体系，实现了不同架构的专业系统到知识管理系统的单点登录与统一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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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知识分类的常用方法

智能城市的知识分类可以选择知识分类的常用方法，如体系分类法 (又称线分类法、层次分类法)、分面组配法 (又称面分类法、组配分类法) 或混合分类法来操作。

(1) 体系分类法

体系分类法采用一种树形的层次结构，以科学分类为基础，根据概念的概括与划分的原理，按照所选定的若干个属性或特征将分类对象划分成不同层次的类目，形成一个层层隶属、详细列举、逐渐展开的体系结构。在体系分类法中，有上位类、同位类、下位类三个基本概念。一个类目相对于由它直接划分出来的下一级类目而言，被称为上位类，划分出来的类目被称为下位类，下位类与上位类存在隶属关系。由一个类目直接划分出来的下一级各类目，彼此称为同位类，同位类目之间存在着并列关系。根据智能城市知识的内容广度和复杂度的不同，知识分类的层次多少不一，涉及面较广。复杂概念类目的下位类层级较多，而简单的概念下位类较少，层次结构简单 (如图3-3所示)。




图3-3 体系分类法原理图

使用体系分类法对智能城市知识进行分类，在划分下位类时，应该遵循统一的标准，并且下位类概念的总范围应与该上位类类目的范围相等，一个下位类只能对应于一个上位类；同位类类目之间不能交叉或者重复。分类要循序操作，类目不能重复或遗漏。

例如,《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就采用体系分类法，用八位数字代码来表示，该标准把主要产品分成六个层级，第一层级用一位表示大部类、第二层级用一位表示部类，第三层级用一位表示大类，一直分到了细类 (如表3-3所示)。

表3-3 《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 示例




体系分类法层次性强、操作简单、结构清晰，能较好地体现类目的层次结构；但这种体系分类法是列举式的，在设计时无法涵盖所有的主题和概念,因而较为机械，弹性差，不易修改和扩充，不易改动。如果在智能城市的知识分类中对层次性和逻辑性的要求较高的时候可以选择使用体系分类法。

(2) 分面组配法

分面组配法也是一种常用的知识分类法，智能城市的知识分类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分面组配法和体系分类法可以互补。分面组配法根据概念的分析与综合原理将分类对象的若干属性或特征视为若干个“面”，组成“分面—亚面—类目”的结构体系，通过分面内容类目的组配来表达知识。每个“面”既可分成彼此独立的若干个类目，又可将这些“面”中的类目组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复合类目 (如图3-4 所示)。




图3-4 分面组配法原理图

在使用分面组配法对智能城市知识分类的时候，应该选择分类对象本质的属性或特征作为分类对象的各个“面”，不同“面”内的类目不能交叉或重复。可以根据智能城市知识分类的实际需要来选择“面”以及确定位置。

例如，文学图书分类表 (如表3-4所示)，将图书作者国籍、时代、体裁作为文学图书分类的三个“面”。

表3-4 文学图书分类表




分面组配法的类目可以相互组配，灵活方便、适用性较强。修改某一个面，不会影响其他的面，易于扩充和调整。但有时可组配的类目较多，但实际能使用的类目却较少。如果在智能城市的知识分类中对专指度和扩充性的要求较高的时候可以选择使用分面组配法。

(3) 混合分类法

体系分类法和分面组配法各有所长，刚好互为补充。混合分类法将体系分类法和分面组配法搭配起来运用，以其中一种分类法为主，另一种为辅,综合了两种方法的优点，只是操作起来较为复杂。






3.2.2 智能城市的知识标引





知识标引是知识检索的基础，是指在分析文档对象内容的基础上，从文档中提取一组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概括和识别其重要内容特征，作为用户检索入口的关键性信息，用一定的语言、符号标识记录下来。这样，知识用户就能根据这些信息，准确快速地检索到该文档。进行标引的目的是概括、识别文本对象的特征，以便于集中同类型的知识、区分不同类型的知识，为相关的知识建立联系，并且将其作为存储和检索知识的依据。智能城市知识标引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智能城市知识的存储、检索、开发和利用。智能城市的知识标引采用的方式可以选择统计标引法、概率标引法、句法分析标引法和语义分析标引法等方式。

1.统计标引法

统计标引法是一种较为成熟的、使用时间较长的一种标引方法。统计标引法以齐普夫的省力法则——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为基本原理，依据某词在文档中的出现频率与该词的文档区分功能有密联系的假设来确定标引词。其基本的假设逻辑为：一个词 (实词) 在某个文档中出现的频率越高，越有可能代表此文档的主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要排除一些虚词，这些虚词 (如“的”“了”等) 经常在文档中出现，属于高频词的范畴，但没有指示和代表实质性的意义，因而无法作为代表该文档的主题词。该方法包括词频统计标引法、加权统计标引法、N-Gram法等。

2.概率标引法

概率标引法以概率论为基础，涉及相关概率、决策概率和出现概率等。概率标引法一方面可以依据含有同一标引词的提问与文档之间的相关概率来标引文档；另一方面可以依据具有一定关联的文档之间的相关概率来标引特定的文档。

3.句法分析标引法

句法分析标引法在深入分析文本的句法结构的基础上来，确定句中每个词所起的语法作用和词间句法的相互联系。句法分析标引法一般都借助专门的词典工具来确定词的语法范畴，并将此作为句法分析的基础，最终抽取出可被当作标引词的词语。句法分析标引法分为深层句法分析标引法 (揭示语句的主题表达能力) 和浅层句法分析标引法 (将句子解析成短语但不揭示短语与句子间的关系) 两种基本类型。

4.语义分析标引法

语义分析标引法在深入分析文档或话语的语义结构基础上来识别文本中与主题密切关联的词，并通过词与文本的关系来描述对应文档。常用的语义分析法包括相信函数模型 ( Belief Funetion Model，BFM)、潜在语义分析标引法、语义矢量空间模型等。

统计标引法、概率标引法、句法分析标引法和语义分析标引法有各自的特点，可以根据智能城市的知识标引需要自由地选择。智能城市的知识标引操作流程如图3-5所示。




图3-5 智能城市的知识标引操作流程

(1) 首先导入需要标引的数据作为文本全文字符串S。

(2) 使用词典标引法，对文本进行抽词、分词时，利用基于机械匹配的逐字逐词遍历法，同时借助抽词词典的帮助对字符串S进行分词操作，根据需要从原文本中选取若干能够表达文本主题和内容的词语，组成候选关键词集。

(3) 采用基于概率统计的分词的词频词位非线性统计加权，对候选关键词集中的所有词进行加权处理，同时为每个词赋予对应的权值。

(4) 按照词的权值大小将词进行降序排列，设定一个阈值，当某个词的权值大于设定的阈值的时候，就能作为表达该文本主题的标引词。






3.2.3 智能城市的知识提炼





知识的交流、传递、收集、分析仅仅是基础性工作，知识的提炼是对采集到的知识进行深入加工，是实现知识发现和知识创新的关键环节。经过数据准备、数据挖掘以及结果的解释评估三个阶段之后，提炼得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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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的提炼是对知识精细化处理，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加工的过程。知识的提炼对采集的原始数据和信息，进行深度挖掘，从而获得有效的、新颖的、潜在的、有价值的、可理解的知识。

知识提炼的有力武器是数据挖掘。数据挖掘不单单可以应用于知识采集工作，也可以用于对知识的进一步提炼，同时是一个提取、展示和发现新知识的工具。数据挖掘技术建立在对大量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归纳、剖析和探索的基础上，从而揭示隐藏于海量的、粗糙的数据中的潜在规律，是对知识采集的升华。数据挖掘通过采集、分析大量的数据，发现隐含在数据背后的含义、规律、形式、规则、模型、态势等，而以往这些知识的价值通常被埋没在数据海洋中不为人知。数据挖掘为城市建设的良好运营和城市管理决策部门作出重要决策提供借鉴。

知识提炼的另一种强大工具为知识分析软件，如协作性过滤工具 (如Macromedia LikeMinds)、分析软件 (如 Personify )、自动生成范畴软件 (如Semio Taxonomy )、叙词表管理工具 (如 MultiTes )、内容管理工具 (如Interwoven Teamsite) 等。另外还有一些专业的模型软件、统计分析软件，如SPSS、SAS、STATA以及联机分析软件等。专家对这类自动方式的知识分析工具的评价是“软件不能替代人工，但软件的索引 ( Index) 功能较好用，在海量信息中用软件索引、搜索信息比人工更快”。例如，某电信企业利用Copernic 2000 Pro、DOORS、Netmap (链接分析软件)、Decide-Now 以及Inspiration这五种工具组成套件帮助知识采集与分析。这套软件的功能有:

1.规划和管理辅助决策的知识;

2.搜集知识;

3.分类并存储搜集到的知识、信息和数据;

4.知识可视化，加强理解和向他人传递;

5.分析知识进而推出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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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4 智能城市的知识存储





发现、采集、获取知识之后，经过分类、标引和提炼后，形成对智能城市建设有用的知识。要将这些知识保存下来，最后建构智能城市的知识库来进行统一的管理。智能城市的知识存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要管理海量、不断更新的数据、信息知识，需要大容量的存储设备，高效的网络和服务器的支持，可以采用的存储方案有如下三种类型。

1.直接连接存储方案

直接连接存储方案 ( Direct Attached Storage，DAS) 把存储设备通过SCSI接口或光纤直接连接到应用服务器上，把文件服务器作为中心，如果用户想获得存储设备上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可以访问文件服务器。直接连接存储方案由于没有建设自身独立的存储操作系统，因而系统开发的成本较低，前期需要投入的经费较少。但是其数据存储模式是分散的，缺乏专门的管理软件，各子系统下的文件被分散存储，需要凭借第三方软件才能实现数据管理的功能，无法跨平台共享文件，使用该系统的后续成本较大，而且当应用服务器增加的时候，该系统效能会受到严重制约。直接连接存储方案拓扑结构图如图3-6所示。




图3-6 直接连接存储方案拓扑结构图

2.网络连接存储方案

网络连接存储方案 (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NAS) 是一种独立性较高的直接存储方案，系统有独立的操作系统、中央处理器、主板和内存。网络连接存储方案利用专门的文件管理系统 (FS)，采用集中化的数据存储模式,大大降低了成本。网络连接存储方案可以在Windows NT、LINUX、UNIX等操作系统上应用，利用TCP/IP协议通信。网络连接存储方案的存储设备不承担应用服务，采用LAN的存储形式，利用文件的I/O格式进行数据传输。支持异构平台之间的数据级共享，能有效支持 FTP等文件共享服务。网络连接存储方案拓扑结构图如图3-7所示。




图3-7 网络连接存储方案拓扑结构图

网络连接存储方案的数据访问过程如图3-8所示。




图3-8 网络连接存储方案的数据访问过程

(1) 客户机向服务器发出连接请求。

(2) 服务器进行确认，通过确认后，将存储设备中的文件目录信息发送给客户机。

(3) 服务器监测客户机下一个数据请求。

(4) 客户机发出数据访问请求命令。

(5) 服务器返回文件的地址信息，并等待客户机的下一个命令请求或其他客户机的连接请求。

(6) 客户机向目标存储设备发出连接请求。

(7) 目标存储设备进行确认，并等待客户机的读写命令；等待接收数据。

(8) 目标存储设备向客户机发送数据，结束后等待下一个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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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虽然网络连接存储方案的优势很明显，但此方案无法支持数据库服务,仅仅针对文件格式的数据访问，如果要调用大数据块就会有诸多不便，而且由于系统的设备直接连接在互联网上，存在安全隐患，数据的保密性和安全性容易受到影响，当数据量增加时，网络连接存储方案的存储容量有限，无法无限扩容，数据备份的难度也很大。另外，在网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下，网络连接存储占用的网络带宽资源很多，可能会引起网络堵塞。

3.存储区域网络方案

存储区域网络方案(Storage Area Network，SAN) 以数据存储为中心，以传统SCSI协议传输数据，采用灵活的网络拓扑结构，在原有的局域网外，再建设一个专门用于存储的网络结构，不占用服务器的资源，提高了数据传输的效率。存储区域网络方案通过光纤相连，利用一个专用、高速的网络传输数据，这个存储网络能有效地分解主网的任务，缓解主网的压力，有效地解决网络带宽紧张的问题。图3-9是存储区域网络方案拓扑结构图。




图3-9 存储区域网络方案拓扑结构图

存储区域网络方案的数据访问过程如图3-10所示。

(1) 首先，在IP网络中，客户端通过TPC/IP协议向服务器发送数据访问请求。

(2) 服务器确认访问请求后，同时在SAN网络中，服务器通过FCP协议向目标存储设备发出数据读写命令。

(3) 服务器等待其他客户端的数据访问请求。

(4) 在SAN网络中，目标设备将封装在FCP协议中的数据帧传输到服务器。

(5) 服务器上的HBA卡将FC数据帧转换为IP数据包，再通过TCP/IP协议传送到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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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3-10 存储区域网络方案的数据访问过程

首先，存储区域网络方案以“块”的方式来进行数据传输，因而可以大规模批量地进行数据交换，数据处理的效率较高。其次，存储区域网络方案的存储设备都集中在同一网络，可利用专门的存储网实现数据的备份、恢复、迁移，不需要占用服务器的资源，能有效地分解主网的任务，缓解主网的压力，能有效解决网络带宽紧张的问题。最后，存储区域网络方案扩展性良好,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自由地在该网络上增加存储设备，以节省管理成本。但存储区域网络方案的互操作性不是很好，文件共享不是很方便。另外，此方案需要耗费的经费较多，建设的成本较大，建网的难度系数相对于其他方案来说也较高。







3.3 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








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是知识管理理论的直接应用和集中体现，汇集了知识管理理论的思想精华。它是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中的最关键和最有特色的一个环节，知识表示的效果通常直接反映了知识管理的成败。

知识表示是关于如何描述客观世界知识所作的一组约定。知识表示帮助人们寻找恰当的形式来描述知识，展示知识之间的关联和知识的体系结构,是知识的符号化和形式化的过程。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的目的是向城市的知识用户明晰地展示城市知识资源的存储与分布情况、城市知识体系的构成情况、城市知识的结构以及运动规律，便于用户方便地查询、检索、开发、利用。






3.3.1 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的基本要求





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可视化、可理解性、系统性、智能化四个方面。

1.可视化

可视化是知识管理的一个显著特色。可视化是以图形图表界面的方式组织信息资源，通过与可视化表现工具之间的交互，利用人类自身的视觉系统帮助人们形成一定的思维模型，其目的是提高研究人员与资源间交互的“深度”与“幅度”，启发用户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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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视化比单纯的文字描述更为形象化,这也加深了对事物理解的层次。Gary Baker通过研究发现，利用纯文本型和纯声音型技术的团队决策质量并无太大差异，而在增加了视频手段后，团队的决策质量却有了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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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城市的知识体系异常庞大，门类繁多,难以表示。视觉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渠道，从视觉获得的信息也最容易被人理解和消化。可视化从视觉的角度，通过点、线、面等空间坐标体系以及数字、色彩、符号、形态等多维的信息展示方式，从立体的视角激发人们的创造性思维，有利于人们迅速捕捉智能城市的知识，方便地获取和理解知识。

2.可理解性

通俗易懂的知识才能有效普及和传播，晦涩深奥的知识难以被人们理解、运用，所以不能成为智能城市的主流。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要求将城市的复杂的知识体系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表示出来，突出了对知识流程处理过程的显现化，把复杂的知识生产、传播、共享、整理、加工过程分解成容易理解的部分，因而提供了一种完整过程和逻辑顺序的形式。知识表示是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基础。明晰的知识表示将无数知识碎片前后关联并有机整合起来,展示在统一的框架内，帮助人们清晰地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从而能快速地聚焦智能城市知识管理的关键问题，从而为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提供了条件。

3.系统性

智能城市的知识体系是一个结构完整的架构，在知识表示的时候必须具有全局的观念，在宏观层面上统筹城市的知识资源。尽管知识散布在城市的各行各业中，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和类别。但智能城市的知识内部存在关联,不能将知识打乱得支离破碎，最好能将整个城市的知识有效联结，进行体系化的展示，这样用户在检索知识的时候通过统一的界面就可以获得系统性的知识，大大提高了知识利用的效率。因此，在开发城市知识管理系统的时候,都主张打破知识的条块分割，强调知识的无缝隙链接。

4.智能化

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不是机械、僵化的，要根据知识用户的具体要求智能地适应用户偏好。智能型的知识表示方式可以提供不同的模板，让用户自主定制和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界面。例如，很多知识检索平台如知网、万方数据库就为不同的用户类型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用户可以选择简单检索界面、高级检索界面、专业检索界面等多种形式。以后，智能化的知识表示将会越来越人性化和个性化，这将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3.3.2 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的技术支持





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是一项技术程度较高的工作，需要众多技术的支持,这些技术综合了声音、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体，可视化的程度都很高。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应用到的技术种类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只介绍几种有代表性和有特色的技术，分别为可视化技术、虚拟现实技术、鱼眼视图技术。这三种技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实现可视化的效果，而鱼眼视图技术以可视化技术为基础。这三种技术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特色，都能很好地支持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

1.可视化技术

可视化(Visualization) 原本指代视觉的、形象的意思。可视化是将数据、信息和知识转化为一种视觉表达形式的过程。事实上，可视化并不是一项新技术，所有将任何抽象的概念、事物、知识用图形化的形式来表示都可以称为可视化。所以古代人绘制图形表示猎物的多少也属于一种可视化的表达。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视化得到充分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项专门技术。

可视化技术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知识表示过程。M.J.Eppler 和R.A.Burkard认为，知识可视化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是在科学计算可视化、数据可视化、信息可视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研究领域，应用视觉表征手段，促进群体知识的传播和创新。知识可视化的目标在于传输见解( Insights)、经验(Experiences)、态度(Attitudes)、价值观 (Values)、期望(Expectations)、观点(Perspectives)、意见 (Opinions) 和预测(Predictions)等，并以这种方式帮助他人正确地重构、记忆和应用这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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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的可视化表示的形式有很多，比如工程领域的知识可以采用几何线条表示法，表示地理学中的气压可以画等压线，表示网络知识资源的分布可以绘制站点地图，表示实用新型设计知识可以画草图，表示信息系统开发设计的知识可以绘制算法流程图，另外还可以采用多媒体表示法,用动画表示程序的执行流程等，这些形式都丰富了智能城市的知识交流形式。

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的可视化开发工具可以采用Open GL、Open Inventor、IDL 和 VTK 等来实现，可以采用的可视化技术有5种类型。第一类为标准二维/三维显示技术，如Polaris使用的棒图和X-Y轴系图。第二类为几何变换显示技术，侧重于发现多维数据集中有趣的变换，如ScalableFramework使用的平行坐标。第三类为图标显示技术，主要是把多维数据项的属性值映射到具有一定特征的图标上，如MGV的指针型图标和星型图标。第四类为密集像素显示技术，主要将每一维数据值映射到一种颜色像素，并将属于每一维上的像素聚集到邻近的区域，如MGV的递归模式、圆环段技术和图表Scetches。第五类为堆叠显示技术，适合于表示层次分布数据，在多维数情况下，必须仔细选择合适的数据维以及构造的层次，如树影射或者维数堆叠。采用堆叠技术显示的石油开采数据图形如图3-11所示。




图3-11 采用堆叠技术显示的石油开采数据图形

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的可视化活动可通过四个步骤来实现。第一步为过滤,即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通过转变数据形式、过滤噪声数据、选取感兴趣的数据等实现。第二步为映射，即运用各种各样的可视化方法对过滤后的数据进行处理，挖掘数据中蕴含的规律和知识，将这些抽象的、深奥的、潜藏的规律映射为几何元素，用一些可见的物体点、线、面、三维图等描绘出来的。第三步为绘制，即将映射的点、线、面等几何元素生成结果图像。第四步为反馈，即显示图象，并接受用户的反馈输入信息。

可视化技术在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中的应用已经比较广泛。例如，马里兰大学开发的Life Lines系统就是具有时间线功能的系统。在医疗领域应用该技术，只要将病历输入数据库，软件就可以按时间线绘制一个病人病史的全局性的视图，疾病的严重程度、关键的就诊记录都以图形的方式体现。Life Lines提高了医院的诊断效率。

又如Websphinx系统、TouchGraph系统、IBM的CoBrowse等网络检索系统中都应用了可视化技术，帮助城市知识用户查询网络上的知识资源。例如，TouchGraph设计了TG Google Browser程序，可根据网站的链接关系绘出网站的关联图。T.Bray根据Open Text Index所收录的网页将1995年网站及其链接情况可视化显示，用不同颜色表示网站的域名类型，用顶部配有圆球的金字形神塔 ( Ziggurat) 来表示网站，底座的直径表示网站中的网页数，高度代表网站的可见度 ( Visibility)，顶部的球的大小表示网站的发光度 ( Luminosity)。

Antarctic System公司开发的Visual Net已被广泛运用于政府部门、信息服务部门及搜索引擎。它用不同的颜色及连线宽度的变化来代表网站的相似度,这个关联图是动态的，可以与用户互动。例如，用户双击某一站点，过几秒后就能实时绘制出此站点派生出来的新的关联图，实现动态浏览 (如图3-12所示)。




图3-12 URL 链接管理可视化实例

2.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 又被称为人造现实(Artificial Reality)、灵境空间、虚拟环境 (Virtual Environment，VE)、仿真技术、电脑空间 (Cy-berspace)，与多媒体、网络一起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三大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如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将其用于虚拟战场环境、单兵模拟训练、诸军兵种联合演习、训练指挥员等方面。虚拟现实技术综合了计算机图形技术、多媒体技术、传感器技术、立体显示技术、人机交互技术以及仿真技术等多种技术，创建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在视觉、听觉、触觉层面模拟现实场景，让使用者感觉如同身临其境。在智能城市建设中很早就运用了虚拟现实技术。例如，建筑学高级研究中心 (CASA) 多年前已经开始着手三维计算机建模的研究，并于1991年获准建立巴斯古城的三维计算机模型。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建筑设计学院的城市虚拟小组将虚拟现实技术用于城市模拟和各种数据形式的三维互动，完成了“虚拟世界数据服务项目”的子项目——洛杉矶盆地的建模工作，虚拟洛杉矶覆盖了超过2.5万平方公里。

虚拟现实技术为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的人机交互界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知识的可视化展示提供了新的表现手法。在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中可以运用四种形式的虚拟现实技术。一是桌面虚拟现实系统，它的实现成本较低，功能交往简单。二是增强现实性虚拟现实系统，可以把真实环境和虚拟环境结合起来。三是沉浸虚拟现实系统，如使用各种交互设备如眼球跟踪器、头盔、手套等，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进行各种知识培训、知识演示时可以采用此方式。四是网络分布式虚拟现实系统 ( Distributed Virtual Reality，DVR)。智能城市的知识资源散布于各区域，此系统能将分散的组织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协同的虚拟环境，方便智能城市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分享。

美国科学家柏迪在1993年世界电子学年会上发表的《虚拟现实系统及其运用》一文中指出了虚拟现实的的三个基本特征，即沉浸( Immersion)、交互( Interaction)、想象 ( Imagination)。舍曼和犹金斯将虚拟现实的特征归纳为五个“I”。基于虚拟现实技术支持的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的特征有如下一些。

(1) 密集性 ( Intensive)。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向知识用户提供海量的、多方位的知识。

(2) 交互性 ( Interactive)。在虚拟现实中，用户可以通过人机界面进行知识的交流和互动，而系统可以智能地反馈知识用户的需求。

(3) 沉浸感 ( Immersive )。在虚拟现实中，对智能城市的知识环境进行三维的模拟和仿真，知识用户可用使用交互设备，感觉好似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并且获取新的知识，更加形象和逼真。虚拟环境可以提高知识用户感性和理性认识，加深对知识的领悟和理解，促进智能城市的知识创造。

(4) 清晰性 ( Illutrative)。虚拟现实能清晰地展示智能城市的知识。

(5) 直观性 ( Intuitive )。在虚拟现实中，能直观地展示智能城市的知识，使知识的表达更加人性化。

3.鱼眼视图技术

智能城市的知识资源异常丰富，知识体系十分庞杂，在知识表示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难题是知识表示界面所显示的知识总是一鳞片爪，知识表示停留在局部知识或者细节知识的层面，无法显示所有的知识和全局的知识。这样,城市知识的用户应接不暇地浏览局部的细节知识，难以将知识关联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认知和全局性的判断，容易对知识产生过眼烟云的感觉，到了最后容易迷失在智能城市的知识海洋中，不知道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在何方。针对此类问题，Furnas提出了鱼眼视图 ( Fish-eye-view ) 技术。它是依据兴趣程度，兼顾距离测量与重要性偏好发展起来的一种信息可视化技术，既展示了全局知识，又同时展示了局部知识。鱼眼视图技术会改变原本的知识结构的值或结构方式，但其同时使用了物理信息和语义信息来测算当前对象与知识用户所处的知识环境中的位置之间的可视距离，或对象在模拟的鱼眼中的变形程度。相对而言，智能城市的细节知识容易得到较好的表示,而智能城市的宏观知识结构层次较多、涉及面较宽，难以被很好地表示。而鱼眼视图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表示智能城市宏观知识结构，既可以显示树状结构的知识，也可以显示列表、图形以及空间类型的知识结构。经过可用性实验研究，鱼眼视图技术在显示多层等级知识结构方面的能力十分突出。

Furnas鱼眼视图最早用于组织结构透视，视图中节点在其原有的位置上要么可见，要么不可见，缺乏对整个图形布局的缩放变形控制。图形化鱼眼视图变形则是对Furnas工作的进一步扩展，对每个节点引入扩展DOI函数的视觉重要度函，VW (q) 确定节点是否可见，同时考虑到了节点的位置漂移、尺寸变形和节点间连接的伸缩。靠近焦点的节点将放大，远离焦点的节点将缩小。为保证在同样显示窗口内挪出更多的空间用于绘制放大的节点,避免因变形引起的节点绘制重叠覆盖，每个节点将从原来位置被焦点节点向外推斥性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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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眼视图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利用仿生物学模拟鱼眼睛的知觉结构，在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过程中既能精确地显示细节知识，帮助用户深入挖掘、追踪知识，同时也可展示知识的全貌，帮助知识用户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和整体关联性，在脑海中构建一个连续性的全局性的认知地图，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知识用户在查询信息时遇到的迷航现象。






3.3.3 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的形式





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深入到知识单元，将知识的结构、组成要素、相互的关联表示出来。知识表示的基本形式有七种，分别为谓词逻辑表示法、语义网络表示法、框架表示法、产生式规则表示法、状态空间表示法、剧本表示法、脚本表示法。其中前面五种方法的用途较广，后面两种方法的适用范围有限。

1.谓词逻辑表示法

采用谓词逻辑表示法所建立的知识库可以视为逻辑公式的集合，可以描述一些现实生活中的特定事件或规则。其基本原理为把特定的事件、事实或规则表示为一阶逻辑、高阶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多值逻辑等逻辑形式中的某一种逻辑公式。谓词逻辑中的基本组成元素有常数、变量、函数、量词、谓词、逻辑联结词等。命题一般用谓词来表示，将原子命题分解为谓词与个体两部分。谓词是对个体所具性质或个体之间关系的陈述，其词义都按照使用者的定义来确定，因而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增加、修改或者删除逻辑公式。一般采用P(x

1


 ，x

2


 ,…，x

n


 ) 的格式来表示。符号P (通常用大写形式) 代表谓词，x

i


 是第i个个体。例如，用谓词逻辑表示法表示“李蕾是老师”这个事实,“李蕾”是个体，而“是老师”则为谓词。用Iilei表示个体“李蕾”，用Teacher表示谓词“是老师”，则得到谓词Teacher( Iilei)，该谓词描述了李蕾是老师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用谓词表示客观事实时，谓词的变量指定为具体的个体，于是谓词就被赋予了一个确定的逻辑值T或F。具体而言，用谓词表示知识，分为两个操作步骤：第一步定义谓词，第二步用连接符号连接相应的谓词。例如，需要表示“李明是英语系的学生，但他没有选修计算机学这门课程”。倘若使用谓词逻辑法来表示这个事件，可以先根据语义定义谓词：English ( x)：x是英语系的学生；Study ( x，y)：x选修y。如果用谓词公式表示可以采用如下形式：English ( Iiming) ∧＆not Study ( Iiming，Computer)。

从上述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谓词逻辑表示法符号简单、便于操作、易于理解，有严格的推理规则和逻辑演算的方法 (如三段论法)，可以精确地表示事物的概念、状态、属性等事实性知识，其演绎推理的结果也比较准确。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或者删除逻辑公式，这样便于智能城市知识库中知识的完善和更新。

当然，谓词逻辑表示法也有缺陷。由于谓词逻辑表示法主要依据形式逻辑进行推理，将推理过程与语义信息分离，无法充分表达智能城市知识资源中蕴含的所有语义信息，尤其当求解问题比较复杂，语义信息涉及较多的时候，采用此法的过程中的每一步都需要使用规则，可能使得推理过程冗长，甚至引起语义上的混乱，影响了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的效果。因而谓词逻辑表示法的适用范围有限，难以表示过程性知识、启发式知识和不精确的知识。

2.产生式规则表示法

产生式规则表示法也称为产生式规则，它是一种较为常用的知识表示方法，在智能城市的专家系统 (如MYC1 N、CLIPS ) 中就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产生式规则表示法采用前因后果式的表达模型，适合于表示智能城市中的经验性知识。模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条件，如原因、状态、前提等;第二部分为结果，如结果、结论、后果等，内部规则为IF (条件)，…THEN (结果)。一个产生式系统一般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1) 事实库。用状态来表示现实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事实。

(2) 产生式规则集。产生式是现实世界中执行状态1到状态2的操作。

(3) 规则解释。规则解释又被称为控制系统、控制器，即从初始状态到目标状态的所有推导过程。

产生式规则的基本表示形式是：IF 条件1 AND 条件2…AND 条件 n，THEN C

1


 ，C

2


 ，…，C

m


 。其中规则左部 ( IF) 被称作规则的前提条件，或称规则前件，规则右部 ( THEN ) 被称作规则的行为部分，或称规则后件。例如，有以下两个规则:

Rule 1:　　if　Y is true

and　Z is true

and　O is true

then　P is true

Rule 2:　　if　X is true

then　Y is true

假设条件X、Z、O皆为“真”，则通过Rule 1与Rule 2可以推出结论P为“真”。

又如，假如X能被15整除，那么X能被5整除；假如X能被9整除，那么X能被3整除等。

产生式规则表示法形式较为统一，一般采用if-then的形式表示知识，易于存储，善于表达经验性知识和启发性知识。产生式规则表示法形式灵活,易于增加、缩减和替换，所以有很强的扩展性和可维护性。目前，产生式规则表示法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被引入到智能城市的专家系统，如 MYCIN、PROSPECTOR等。产生式规则表示法也有不足之如，例如规则间的关系不透明，在表达结构性知识方面效果欠佳，知识之间的层次关系显示不是很清晰,只依据知识的语法结构，在表示语义方面能力不足，搜索效率较低，因为进行知识推理时只能局限在产生式规则集中搜索匹配。在智能城市知识表示中,如果打算使用该法，要注意扬长避短。

3.框架表示法

框架 ( Frame) 表示法采用一种结构化的形式来表示智能城市知识的数据结构，擅长描述结构化的事件和知识，能详细描述智能城市相关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关于现实世界知识和经验的详细汇总。框架表示法将框架作为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的最基本单元，是由框架名和表示框架各个方面具体属性的一组槽 ( Slot) 组成，用来描述知识的多重属性及知识之间相互关联的结构。每个槽代表描述对象的一个属性，被赋予一个槽名，称为槽值或填充值。槽由多个侧面构成，而每个侧面被赋予各自的取值，用于表示对应属性的某一个方面，可以对槽进行更详细的补充说明。众多框架通过属性间的内部联系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框架网络，用来说明各种知识内部或知识之间联系的具体属性。框架表示法的基本结构如下。

FRAME<框架名>

槽名1：侧面名11 值11

…　…

侧面名1m 值1m

槽名 n：侧面名 n1 值 n1

…　…

侧面名 nm 值 nm

例如，图3-13为一个“大学生”的框架。




图3-13 一个“大学生”的框架

对比图3-13 ( A) 和 ( B) 可发现，图A是对某个概念的描述，图B是对某个具体事物的描述，说明了大学生张三的具体情况，图B是图A的一个例子，图B通常被称为图A的实例框架。

当使用某一个框架不能完整地表示知识的时候，可用若干框架从不同侧面进行描述，接着再将这些框架整合成为一个框架系统。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灵活使用这些框架，如某个框架结构可作为其他框架的槽值，同一个框架可当作几个不同框架的槽值。例如，图3-14 是一个“学生宿舍”的框架描述。




图3-14 一个“学生宿舍”的框架描述

框架表示法的突出特点为结构化程度较高，适合描述固定的事件和知识,具有良好的继承性。框架之间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建立起复杂的关联，整合成为统一的框架网，减少了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的冗余。框架表示法以结构化的形式描述整块的知识结构，良好地保证智能城市知识的整体性和一致性,能描述复杂度较高的知识和事件。但该方法的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不适合表示过程性知识，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制约了在智能城市知识表示中的使用范围。

4.语义网络表示法

1968年，奎林 ( J.R.Quilian) 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最早提出了语义网络知识表示法。语义网络表示法也是一种知识的结构化表示方法，主要利用概念及概念背后的语义关联来将智能城市中的知识整合建立起一体化的语义网络。语义网络的基本要素包括节点和弧线 (链)，将这些节点和弧线组成有向图用来表示特定的概念、实体、知识、事件、经验、场景、对象、情况、行为以及操作等。图中的节点通常用来代表知识的基本概念 (知识因子)、属性与事件的动作、状态等，图中的弧线通常表示它所关联的节点之间的某种语义关系。在语义网络中，节点和弧纵横交错，因此都必须设置标识,以此区分对象之间不同的语义关系。语义网络是一个一体化的系统，可从语义网络中的任何位置的节点进入，沿着与此节点关联的弧到达相邻的节点，还可以继续沿着与相连节点关联的弧线到达语义网络的更深层面。语义网络中语义关系可按照使用者的指定进行设定。图3-15为一个语义网络的实例，它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李四是行政管理系的一位大学生，她今年20岁。




图3-15 一个语义网络的实例

语义网络表示法从语义入手表示智能城市的知识，将知识的结构和知识所蕴含的含义有机结合，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具有自然、灵活、富有弹性、适应性强等方面的优点。语义网络易于实现和善于表示多元关系的知识，可以拓展人们的联想能力，知识表示的效率较高，可以不断扩展后，表示比较复杂的知识。但语义网络中语义是由使用者定义的，没有统一的术语或词汇来定义语义，缺乏统一的标准，语义网络的推导过程不能像逻辑推断那样保证推理的严格性和有效性，处理复杂知识的难度较大，容易出现语义模糊的现象，造成理解上的歧义。因此，构造语义网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语义网络专家的支持。

5.状态空间表示法

状态空间表示法是基于解空间的问题表示和求解方法。有些问题求解需要在某个可能的解空间内找到一个最优化的解。状态空间可定义为一个四元组 ( S，O，S

0


 ，G)。S代表状态集合，其中它所包含的每一个元素代表一种状态；O为操作符集合，使用操作符可实现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S

0


 代表问题的初始状态，为S的非空子集；G代表问题的目的状态，为S的非空子集。

以8数码为例，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将目标棋局状态表示为一个一维数组S= [1，2，3，4，5，6，7，8，0]；操作符集合O= {空格上移，空格下移，空格左移，空格右移}。若初始状态 S

0


 = [1，2，3，4，5，0，7，8，6]，对它使用操作符改变状态后可得:

空格上移：状态S

0


 变换为S

1


 = [1，2，0，4，5，3，7，8，6]

空格左移：状态S

0


 变换为S

2


 = [1，2，3，4，0，5，7，8，6]

空格下移：状态S

0


 变换为S

3


 =[1，2，3，4，5，6，7，8，0]

状态S

3


 ：为目标状态G，问题得解。所以，解题路径是将初始状态的空格下移。

6.剧本表示法

剧本表示法与框架表示法相似，可以被称为框架表示法的特殊形式，也是通过采用一组槽来描述事件、知识的发生序列，但此法比框架表示法的适用范围要窄得多，知识表示的形式也较为呆板，不像框架表示法那样灵活、通用，因此在智能城市知识表示中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于描述一些顺序性动作或者说明一些固定的事件序列、重复性的事件和场景 (如学生上课) 或者表达一些预先构思好的特定知识，如理解故事情节等，还是比较管用的。

7.脚本表示法

著名学者Roger C.Schank设计了脚本 ( Script) 表示法，用于描述固定的事件序列，如学生上课、看电影、洗衣、吃饭等。脚本表示法的结构也与框架表示法的框架相似，只是脚本形式在智能城市知识表示中的适用范围也比框表示法要窄得多，框架表示法更为普遍和通用；脚本表示法也只是针对某些固定的事件序列和一些专门知识 (如叙述一个解题过程等)。

以上这些方法可以根据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的实际需要，灵活选择，也可以同时选择某几种方法，搭配起来使用。






3.3.4 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的界面设计





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界面综合利用多种信息技术手段，侧重于将城市中蕴藏的知识资源以可视化、可理解的方式展示出来，方便人们开发、利用,通常将知识经采集和组织后储备在知识库、专家库、思想库中，并且以此为基础创建知识标引、知识导航系统来引导人们检索查询知识。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界面 (如图3-16所示)。




图3-16 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界面

知识经组织后形成的思想库、专家库和知识库是智能城市知识表示的基础。首先，将智能城市的知识以知识空间的形式表示，一方面将知识标引好,为知识用户的知识检索作前期准备；另一方面建构知识地图，为知识用户提供知识导航服务，为知识利用提供接口。

智能城市的知识表示界面是用户利用知识的平台。如果知识表示界面主要提供的是指引性知识，则通常被称为知识导航；如果知识表示界面主要提供的是实质性知识，则通常称为知识检索。

1.智能城市知识空间表示

智能城市的知识空间表示在于结构化地展示城市的知识资源的空间分布状态，展示知识扩散移动情况，建立不同组织之间知识的链接关系，挖掘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转化的规律，精准地标引知识的类别，便于知识用户检索知识，防止知识资源被忽视、闲置或无意识地损耗。

智能城市的知识空间表示可以借鉴马克斯 博伊索特的理论框架，尽管当时马克斯·博伊索特将此空间命名为“信息空间”，但在汉森和哈瓦利(Hasan and Hawari) 看来这实质上就是一种“知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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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将“抽象(具体的—抽象的)、扩散 (扩散的—未扩散的)、编码 (编码的—未编码的)”作为知识空间的三个维度 (如图3-17所示)。编码是对知识组织加工的过程，经过编码后知识的内在逻辑性更强，形式更简练，层次更分明，形成系统化的结构。编码维度是依据完成某一特定的数据处理任务所需要的信息的比特数来标度的。抽象是形成知识概念的过程，此过程是在人脑中加工、提炼实现的，完成此过程后知识更加凝练，更具有含金量。抽象是在人们对知识的理解上进行的，需要认识与概念上的分类。对一些现象的分类可以导致更高层次的抽象。如果描述知识所需类别数越小，知识的抽象程度就会越高。因此，抽象维度是依据必须利用的类别数来标度的。扩散是描述知识在智能城市中流动和转化的状态。扩散维度可参照在不同编码和抽象程度上运作的信息可以达到的特定数据处理主体比例来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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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3-17 智能城市知识空间表示框架

资料来源：Hasan H，AI-hawari M.Management styles and performance：a knowledge space framework [J].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3，7 (4)：16.

智能城市的全部知识资源可以通过这三个维度定位并展示出来。智能城市常见的知识类别有：常识 (C)、经验 (E)、新闻 (N)、个人知识 (P)、专有知识 (S)、课本知识 (T)。这些知识散布在智能城市的各种组织中，表现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两种形式。隐性知识一般为未经编码，显性知识经过编码，已经明晰化。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转化有四个过程，分别为社会化 (S)、外部化 (E)、组合化 (C)、内部化 (I)。社会化是通过直接的人际互动或者经验分享，实现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传播的过程，外部化是通过对话、演讲、创作将个体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组合化是显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进行传播、组合的过程，内部化是将显性知识吸收进来变成个体的隐性知识的过程，一般通过学习、研读实现。在这四个过程中知识不断地被概括、抽象和表达。扩散反映了智能城市知识资源的运动状态，这个维度使得此模型富有张力和弹性，不是以固定僵化的静止状态来表示智能城市的知识。

2.智能城市知识视图表示

知识视图以可视化技术(Collaborative Technology ) 为基础，可以直观地展示智能城市的知识资源的主要内容以及构成情况，可以用概念图、认知地图、知识地图作为主要的工具。概念图、认知地图从微观层面入手，侧重于表示智能城市中知识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而知识地图从宏观方面入手,既擅长描述显性知识，又擅长描述隐性知识。这些图都借助于可视化技术,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知识的构成、运动进行模拟和演示，生成一个逼真虚拟图像，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展示的形成，极大地增强了知识的表达和理解力。

(1) 概念图

美国科学家John F.Sowa 于1984 在图和谓词逻辑基础上提出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概念结构又称概念图 (Conceptual Graphs)，是一种功能强大的知识表示方法，它能和自然语言对接，从语义层面出发描述知识,直观、通俗、易懂，不但能表示一阶逻辑和高阶逻辑，还可以表示更为复杂的模态逻辑等。概念图将知识以图示化的形式表示，以可视化的表征丰富了传统的知识表示方法，推动了低级阶段信息表示向高级阶段知识表示的跨越。B.J.Garnet与E.Tsui等人从理论上证明了概念图的优越性。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可以广泛采用这种工具。

概念图由概念节点和关系节点两种节点组成，概念通过关系节点连接形成有限、连通、有向对偶图。概念节点与一个具体的概念 (如课程、教师、教室等) 或抽象的概念 (如颜色、讨厌、学习等) 相对应，表示实体、属性、状态和事件，而关系节点表示概念之间的连接关系或者概念的作用，如主角 (Agent)、对象 (Object)、部分 (PART)、状态 (Status) 等。

概念图既可以表示成线性形式(Linear Form)，也可以表示为图示形式(Display Form)。前者用方括号表示概念节点，用圆括号表示关系节点；后者是一个有向连通图，它用方框表示概念节点，用圆圈表示关系节点，用有向弧标出了关系节点所连接的概念节点。例如，句子“学生张三、李四、王五都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同时选修了英语课程”的两种概念图表示分别如下。

线性表示形式为:

[行政管理] ← (PART ) ← [Student：{张三，李四，王五}] →(AGNT) → [选修] → (OBJ) (PART) → [英语]

其对应的图示表示形式如图3-18所示。




图3-18 概念图示例

原有的概念图中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要加入新的概念以及概念关系，这样增强了概念图的扩展性。例如，可以在图3-18原有语义的基础上增加“英语课程是由马教授讲授的”(如图3-19所示)。




图3-19 概念图示例

智能城市的概念图的构建流程分为如下几个步骤。第一步为选取概念,罗列出特定主题的所有关键概念。第二步为概念分类，将关联度较高的概念聚合在同一类别，形成概念簇。第三步为定位中心概念，作为整个概念图的根节点，按层级关系联结其他概念。

概念图能清楚地表示知识的语法结构和语义背景，从自然语言出发，表现能力丰富、推理能力强，便于用户理解和掌握，是一种功能强大的知识表示工具，值得在智能城市的知识管理中推广和应用。

(2) 认知地图

认知地图 (Cognitive Map) 又被称为认知映射、因果地图 (Causal Map)、心像图 (Mind Map)、心智图 (Mental Map) 等。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心理学家东尼· 博赞在训练“学习障碍者”的实践及分析人脑思维习惯的基础上，发明了“认知地图”。认知地图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把各知识点用颜色线条建立起记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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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地图是一种认知映射工具，是一种使领域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同时显示的可视化表达，它将各种想法 ( Ideas) 作为节点，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形成图形，是一个有节点组织的有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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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地图包含路径搜寻联想网络 (Pathfinder Associative Networks)、交互提取认知地图 (Interactively Elicited Causal Map)、多维标度(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和文本提取认知地图 (Text Based Causal Map) 等多种形式。

托尔曼(Tolman) 指出，认知地图反映了人脑思考问题或任务的映射过程。“认知”指的是一种思维模式或信仰体系，人们用它来感知、语义化、简化和明晰复杂问题
 


[16]




 。认知地图是在深入剖析智能城市知识资源的特点的基础上，表示知识之间的联系，发现人脑进行知识创造活动的基本规律,形象而直观地展示智能城市中蕴含的隐性知识的结构。与文字形式相比，认知地图以一个基本概念为中心，将与这个基本概念相关的所有其他词或者图像都联系起来，从而建立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层级化的形式来确定概念的重要和相关程度，从而建立起一个有序的图。

人脑的思维是发射状的，最终形成一个网络状的结构，认知地图从认知的过程出发，基于网状的结构，捕捉思维的脉络，促进联想和学习，有利于挖掘智能城市中的隐性知识。认知地图是一种获取隐性知识的可行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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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一般的知识表达方法如规则和框架更加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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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地图依托于人脑解决问题的思维，适用性较强，能够把影响知识生成、知识创造的各种因素都涵盖进来。因此，认知地图可以被用于有效地使隐性知识显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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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德汉 ( Rodhain) 认为，认知地图是用来把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移的有效工具。

智能城市的认知地图的分析流程分宏观分析 (基于概念网络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 及微观分析 (基于ANP法和仿真方法) 两个层面。智能城市的认知地图的构建过程可以分为六个操作步骤：步骤一，通过使用访问调查，确定节点的来源，一般来说，每张图包含的节点数量不超过100 个；步骤二,分解节点为概念；步骤三，连接两个相关的概念；步骤四，量化相关概念的关系；步骤五，对概念及概念间关系进行描述；步骤六，在协商的基础上,对认知地图进行分解、合并与优化，将智能城市个体的认知地图整合为一个复合地图 ( Composite Map)。

信息技术为绘制认知地图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辅助工具有 Inspiration、Personal Brain、Decision Explorer、Mind Manager、Mind Meister等，较为常用的是Decision Explorer。这些工具功能都很齐全，可以提供图形化的界面提示使用者绘制各种形式的认知地图，并储存为不同格式的文件。

认知地图有广泛的应用。例如，Chaomei Chen的虚拟环境可视导航就展示了用户头脑中认知地图和可视的语义结构之间的关系，便于知识用户使用和操作 (如图3-20所示)。




图3-20 Chaomei Chen的虚拟环境可视导航

(3) 知识地图

知识地图(Knowledge Map)是由地理地图衍生而来的概念，是一种反映智能城市知识资源基本情况的导航图。第一张知识地图是美国捷运公司绘制的标满了知识资源的美国地理地图。知识地图用于反映智能城市系统内部、外部的特定范围内的知识分布、知识关联以及知识流动情况，它将整个智能城市的知识资源以可视化的目录的形式加以组织，并且清晰地反映了各类知识款目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中各行各业的专家网络。Davenport T.H.和Prusak L.提出，知识地图作为知识的一张黄页或者是智能数据库，它能够指向知识资源的存储位置
 


[20]




 。Gartner Group认为，知识地图是一组概念及其关联关系的表述，并能帮助用户快速找到其需要的概念，进而提供通向相关知识源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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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ck认为，知识地图是知识资源的一个分布的指南，能够有效地衡量组织内部存在哪些知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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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知识地图使得智能城市的知识资源有序化，为知识导航奠定了基础，辅助知识用户查询智能城市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资源，告诉用户自己需要的知识在哪个位置或者拥有该知识的专家是谁，该如何获得，是用户的知识向导。

Gartner Group将知识地图划分为概念型知识地图 ( Conceptual Knowledge Map)、流程知识地图 (Process Knowledge Map) 和能力知识地图 (Competency Knowledg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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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类型。构成知识地图的基本要素有知识单元、知识关联、知识线索、知识流量、知识流向等内容。知识单元对知识内容进行最小类别的区分后，构成知识地图最基础的元素；知识关联反映了知识单元内部以及知识单元与知识事件之间的等级关系、因果关系等各种逻辑关系。知识线索将单个的知识单元相连，将相关的知识事件和知识人员相连，连通起整个知识网络，实现知识的查询与共享。知识流量与流向反映了智能城市各组织的知识存量、知识交流的频率、知识来源与位置、知识环境和知识利用情况以及存在的知识缺口，帮助发现知识孤岛。

在国外，很多公司都运用了知识地图。例如，微软信息系统小组于1995年10月开展了一项“技能规划与开发”的活动，设计一个以人为导向的知识地图，把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完成某项特定工作所需的知识制作成地图，具体分如下五个步骤来操作。

(1) 构造知识能力的类型与结构。

(2) 明确特定工作所需要的知识。

(3) 评估员工在特定工作中的知识能力表现。

(4) 在线进行知识能力的搜寻。

(5) 将知识模型和培训计划结合起来。

在知识能力评估方面，先由员工与其上司互动进行，最后整个信息系统小组都参与评估。设计了基础水准能力、地区性或独特性的知识能力、全球水准能力和普遍性能力四种能力评估指标，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形态，包含137项隐性能力、200项显性能力；每一种能力又分为基本、工作、领导、专家四个能力水准，并用3～4个要点加以说明，加强了评估的可操作性。

又如，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公司(Chevron) 于1994年利用“最佳专门技能和信息资源分布图”作为企业新知识表示的工具，来促进知识分享。公司绘制了最佳实践资源分布图以方便对此感兴趣的人知晓已经启动实践计划的小组，并找到所需要的知识资源。它依据鲍德里奇奖(Baldrige Award) 的七条标准设置大类，按照不同颜色进行标注以示区分，并按照国际基准交流中心 International Benchmarking Clearinghouse) 过程分类方案设置次级类目。将每一个过程类别都标注出了对应的知识资源，其中包括对知识资源的简要描述、本企业内部的相关组织以及获取知识的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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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国石油公司搭建了以Lotus Domino/Notes为基础的工程项目管理系统，能对专门知识进行详细的分类和编目。当发生紧急事件时，能借助于此系统的“专门技术人员查询图”，迅速地指派技术人员处理该事件，同时与参与项目的分包商合作，各方都可以通过该系统迅速提交工程项目的进度报告，及时了解施工进度，确定问题的来龙去脉，并利用系统协调解决该问题。

3.智能城市知识导航表示

智能城市的知识导航是在概念图、认知地图、思维导图、知识地图等工具的辅助实现的，分为智能城市知识结构导航、智能城市知识资源导航以及智能城市知识推荐导航三种基本形式。

(1) 智能城市知识结构导航

智能城市知识结构导航是在综合利用思维导图、知识地图、知识分类表、领域本体、专业叙词表等知识结构导航工具基础上，对智能城市中特定领域、特定主题或者特定组织的知识结构体系提供导航，从宏观层面上反映智能城市的整体知识结构，并将智能城市的知识结构的节点和对应的知识资源相联系，方便知识用户通过知识结构定位智能城市的知识资源。

知识结构导航有领域知识结构导航和个人知识结构导航两种类型。领域知识结构导航由智能城市中的领域专家集体设计，相互配合，按照具体的知识领域的分类描述知识结构，为城市的知识用户提供特定领域的知识蓝图,勾勒智能城市的知识总体概貌和详细结构。个人知识结构导航是凭借知识用户对特定知识领域的理解所构建的知识结构体系，如在LEO平台中，知识用户在制作概念图时，可以利用链接功能导航知识资源
 


[25]




 。

(2) 智能城市知识资源导航

智能城市知识资源导航依托于文献地图、文献时间分布图、文献内容直方图、文献聚类图、教材隐喻、书架隐喻、报纸隐喻等工具，将智能城市所蕴含的知识资源以可视化方式表示出来，将这些资源集中起来，并建立知识之间的关联，方便城市的知识用户检索、利用。

知识资源导航有知识资源集合导航和知识资源个体导航两种形式。知识资源集合导航选择智能城市中某些知识资源集合，以可视化的形式描述智能城市知识资源集合中元素之间的关系，如在文献地图中，关联度强的文献聚集在一起，每个矩形代表一篇文献，单击矩形则显示相应文献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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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资源个体导航描述的是单一的知识资源内部的结构，以可视化的形式反映智能城市的某一具体的知识资源，如教材隐喻。

(3) 智能城市知识推荐导航

智能城市知识推荐导航将智能城市中蕴含的各种知识资源整合起来，利用专业化的方法加工整理这些知识，然后有针对性地根据城市知识用户的知识需求、职业、专业、学习兴趣、知识水平、年龄、性别等信息将用户分成不同的小组，然后主动地将知识供应给对应的知识用户。常用的知识推荐方法有相关资源推荐、知识点推荐、相关词汇推荐等。相关资源推荐利用城市知识用户查询知识的机会提供相关的知识资源列表，例如知网平台就是在用户检索的时候推荐与检索主题相关的文章。知识点推荐是根据城市知识用户的知识水平和学习兴趣，推荐进一步学习的资料。相关词汇推荐是根据用户输入的检索词进行同义词或者近义词的扩展检索，给出同义词和近义词的词汇列表，帮助用户扩大检索范围，提高检全率。例如，百度等搜索引擎就会为用户主动推荐一些相关的检索词。

NaxEx ADVISE平台也为程序实例学习提供推荐机制，平台中每个矩形代表一个程序实例，实例之间的距离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似度，距离越近越相似,距离由实例中的程序概念集合计算得到。“×”表示缺少预备知识难以进行学习;“〇”表示可以学习相应程序实例，其饱和度表示用户的进度，为空时表示该实例是全新的但可以开始学习；图标和饱和度由用户学习历史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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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能城市知识检索

智能城市的知识检索能在挖掘知识管理和深层次理解自然语言和语义内容的基础上，将知识组织和知识处理的成果实现人机交互的智能化知识查询,按照需要将知识集中提供给知识用户使用。如果用户没有找到适合知识内容,可以利用反馈机制供用户调整检索策略，主动提供同义词扩展检索和关联检索。智能城市的知识检索并不是将所有的知识推荐或者展示给用户，也不是单单进行一种简单的字面形式的匹配，而是依托于概念网络的多维认知结构,能进行多维语义推理和动态连接学习，深入挖掘用户的最关键的知识需求,选择推荐最有价值的知识，可实现概念推理和学习功能。

智能城市的知识检索可选择的模型有语义模型、超链接模型和多维模型等;智能城市的知识检索可选择的方法有基于概念的检索方法、基于专家经验知识的检索方法、基于学习的检索方法、基于推理的检索方法、分布式多维检索方法和智能导航浏览方法等。

智能城市的知识检索可采用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s)、个性化信息滤波系统(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s) 和浏览式检索系统(Assisted Browsing Systems) 三种模式。

(1) 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是智能城市知识检索最常用的模式。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为知识用户一般通过输入关键词的检索方式，向搜索引擎提出知识检索请求。搜索引擎的数据采集机制对网络的知识资源如 WWW 站点、新闻组站点、Gopher站点、FTP站点全面搜索，并将这些网页建立网页镜像，存入自己的数据库中。搜索引擎的数据组织机制对这些网页进行加工整理，生成规范的页面索引，并生成索引数据库。搜索引擎相应知识用户检索需求的流程如图3-21所示。




图3-21 搜索引擎相应知识用户检索需求的流程

搜索引擎可分为全文搜索引擎(Full Text Search Engine) 和元搜索引擎(Meta Search Engine) 两种形式。全文搜索引擎是对互联网上网页的全文进行标引，然后检索与用户查询条件匹配度高、关联性大的记录，将检索的结果按照一定的顺序呈现给用户。常见的全文搜索引擎有百度、谷歌、AltaVista、Fast/AllTheWeb等。元搜索引擎是关于搜索引擎的搜索引擎，没有自己独立的检索系统，而是整合了其他搜索引擎，是搜索引擎的集合。常用的元搜索引擎包括InfoSpace、Dogpile、Vivisimo等。

不过目前的搜索引擎的用户界面还不人性化，不能根据用户需求自由设置，收集到的知识还不全面，理解知识和知识处理能力还不强，不能智能地调整检索策略，检索的结果返回时间较长，要进一步将检索提高到基于知识(或概念) 层面，才能更好地满足智能城市知识用户的需求。

(2) 个性化信息滤波系统

个性化信息滤波系统利用简档体现知识用户关心的知识内容，是将与知识用户需求关联性不大的知识过滤掉，并且将相关文档列表分为新的文档和已经查阅过的文档。当用户浏览结果时，可以为系统提供反馈信息并进一步更新、完善简档。依据过滤方式的差别，个性化信息滤波系统可以分为认识系统 (Cognitive systems) 和社会系统 (Social systems) 两种形式。认识系统利用知识的内容特征来过滤知识，而社会系统 (如Syskill ＆ Webert.Lira) 根据用户建议和注解来过滤知识。

个性化信息滤波系统利用智能过滤Agent过滤知识，具体采用如下三种方式。

①Agent严格根据用户指定的兴趣内容进行过滤。

②由Agent智能化地跟踪用户的热链或浏览历史确定用户的兴趣和偏好,并自动生成个性知识库，由个性知识库的规则指导过滤。

③参照相似用户的过滤Agent行为实现过滤。

(3) 浏览式检索系统

浏览式检索系统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搜索引擎，仅提供分类整理好的网站链接列表，给用户展示的是全局性的知识视图，用户不用自己输入关键词( Keywords) 查询，仅仅凭借一个层次化的目录树结构的界面也可以顺利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用户通过流览这些全局性的知识视图，点击网络链接列表，层层深入，最终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浏览式检索系统可以对知识用户选择“链路”或站点跟踪，通过统计用户访问次数或者点击次数，来发现最受用户欢迎的知识，从而优化知识展示的形式，将用户最感兴趣的知识放在最佳位置，以此改善系统的性能。如Open Directory Project (DMOZ)、Web Watcher Letiziaa、LookSmart、雅虎、About、搜狐等都属于这一类。浏览式检索系统层次分明、结构清晰、操作便捷，但设计、组织、更新、维护的成本较高，需要耗费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系统的智能化程度也不高，需要用户自己流览查询，系统的检索效率比较低。






3.4 智能城市的知识扩散








赛德马兰卡 (Pentti Säydnmaanlakka) 指出:“只有共享的知识才是对组织有意义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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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巴克曼 (Buckman) 的观点，任何组织90%的知识都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释放这些隐性知识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知识扩散就是一种主要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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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扩散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蕴含了知识传播、知识流动、知识转移、知识共享的思想。

智能城市的建设必须建立畅通无阻的知识扩散渠道，促使知识在区域与区域内外、城市与城市内外、产 (行) 业与产 (行) 业内外、组织与组织内外、部门与部门内外频繁流动，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扩散系统。早在2004年11月，欧委会的16个成员国在荷兰的鹿特丹发起成立了“欧洲城市知识网络”(European Urban Knowledge Network，EUKN)，以充分利用各国知识基础设施，来加强城市间的知识扩散和共享，激活欧洲城市之间的活力，为决策者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为此，EUKN还制定了 2005-2006 年的目标，主要包括：开发知识扩散网络，并与现有的知识网络相连接；为地方的、地区的、国家的和全欧洲的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有目的性的、实用的和要求驱动的知识；通过知识扩散和实践，加强城市经济和社会资本，使之成为城市政策新创新方法开发的激励源；促进欧洲城市知识基础设施的发展；提交2007年可工作的知识扩散系统，使其成为更加广域的可持续的知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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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1 智能城市知识扩散的作用与特征





1.智能城市知识扩散的作用

城市是知识的集中区域，知识从城市区域外溢出来扩散到更广阔的区域。知识扩散有助于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Chen等认为，智能城市的规划目标应着重于促进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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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扩散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扩散对于智能城市建设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知识的聚集、扩散是创新型经济圈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高、知识基础设施完善、知识型人才储备丰富的核心城市首先产生知识聚集效应。当核心城市的知识的聚集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经济活动、对外交流、贸易往来、人才输送的拉动，知识资源不断外溢，向周围区域不断辐射，形成创新网络，从而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创新型经济圈得以形成。

(2) 知识的扩散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的来源

交流、传播知识产生智慧的火花，吸取他人的经验能有效避免科技创新时的弯路，避免重复劳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最短的时间攻克技术难关。例如，西门子医疗解决方案公司 ( MED) 积极推动知识分享，组建“知识广场”，按照主题组织技术知识，并向公司员工推广；确定“MED人物”，遇到问题时可通过网络咨询专家；建立“实践社区”，了解其他公司的相似项目,可以在实践社区中讨论难题、交流意见、分享技术创新的成果。

(3) 知识的扩散打造了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链条

知识的扩散使知识迅速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和中介机构之间传播，加强了这些创新主体的互动，密切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大学、科研机构中的知识扩散到企业中就是知识资本化、产业化和知识增值的过程。以同济大学周边的企业就依托同济大学的城市规划、土木工程、环境设计等专业学科的优势，打造了设计产业创新集群，形成了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至2008年，环同济知识经济圈覆盖面积约达12.6平方公里，总产出达到10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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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机构的服务和政府部门的推动使得知识交流的渠道更加畅通和便捷。企业的知识反馈到大学又推动了科学研究和理论的完善。知识在这些创新主体间的扩散推动产学研合作。

2.智能城市知识扩散的特点

智能城市的知识扩散不同于物质资源或者人才的流动与扩散，有其如下的自身特点。

(1) 非间断性

智能城市的知识系统是个开放的系统，无时无刻不与外界交换着信息和知识。知识扩散可以在任意的时间、空间中进行。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城市中的知识无时无刻不在扩散、传递、转化和循环。

(2) 非线性

智能城市的知识扩散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不是直线传播的,知识扩散的速度和效能受知识接受者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的影响，呈现非线性、非均匀的不规律状态。

(3) 复杂性

智能城市的知识系统异常庞大、十分复杂。知识扩散跨越时空，涉及复杂的环境、多元化的主体、多种传播介质、多样的扩散形式。智能城市的知识扩散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中，将多层次的多元性的主体组合起来，涉及不同的组织、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主体成分复杂。知识扩散可利用纸张、音频、视频等多种传播介质，形成多样的传播方式。

(4) 扩散源的可变性

智能城市的知识扩散没有固定的扩散源，因为智能城市的知识扩散的主体和对象没有严格的界线，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知识提供者和知识接受者，只要存在知识差，任何组织或机构都可以提供知识，成为知识扩散源；而任何组织或机构都需要知识，成为知识接受者。

(5) 重构性

知识扩散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知识并不是一成不变地传递到知识接受者的头脑中，知识接收者具有主观能动性，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感受和意识对知识进行判断、鉴别、选择、评价、消化、吸收、加工、创作。获取知识不是目的，知识扩散是一个学习和创新过程。在知识接受者的脑海中将有一个知识重构与再创造的过程，使得知识有可能在扩散过程中增值。






3.4.2 智能城市知识扩散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1.智能城市知识扩散的过程

智能城市知识扩散的一般过程是知识扩散源将不同的知识类型，通过不同的知识传播媒介，达到知识接受者 (如图3-22所示)。知识的类型最通用的是按照波兰尼的分类，他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可以借助于口语、文献资料、数据库、软件、视听媒体等传播，值得一提的是网络媒介这种新型媒体改变了知识交流和共享的方式，提高了知识传播速度,对知识扩散影响深远。门户网站成为知识扩散知识的平台，网络的论坛成为人们交换意见、发表观点的天堂，电子邮件、实时通信工具如QQ、MSN、视频会议、远程访问等方便异地的人实时互动，电子工作日志、网络微博、TAG标签、RSS阅读、维基百科、社会书签、社交网络给知识扩散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隐性知识蕴含在口语、文献资料、数据库、软件、网络等媒介之中，不那么显而易见，可以通过运用类比、隐喻和假设、倾听和深度会谈等技巧来深度挖掘。这些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传递到知识接受者手中，知识接受者都会根据自己的意见、兴趣、爱好对这些知识进行选择和过滤。选择自己有用的和感兴趣的知识，过滤掉对自己无用的和不感兴趣的知识。每个知识接受者选择、判断的标准不一，因而即使对同一个知识扩散源来说，最终接收到的知识也不尽相同。




图3-22 智能城市知识扩散的过程

2.影响智能城市知识扩散的因素

智能城市的知识扩散主要受到三类因素的制约，分别为知识的类型、参与主体、城市的知识环境。

(1) 知识的类型

1991年Zander最早发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会显著影响知识扩散
 


[33]




 。Cohen与Levinthal 也认为，知识扩散的速度更多的受知识类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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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nard提出，知识转移的深度受知识的隐性或结构化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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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C.W.Hdsapple认为，知识的隐性特征是阻碍知识扩散的重要因素。知识的类型影响到交流知识的难易程度。显性知识可以被方便地录入电子文档、存入数据库，容易被拷贝、复制、传播。显性知识由于被编码化了，含义清楚、结构明晰，也容易被知识接受者吸收和理解，因而知识扩散的速度较快,范围较广。隐性知识潜藏于人脑内部，有时难于表达，只能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言传身教，在“干中学”。这些隐性知识传播的速度慢，影响范围也有限。但是隐性知识蕴含着更真实、更丰富、更深层次的信息，有时比唾手可得的显性知识来说更有价值。

(2) 参与主体

知识扩散的参与主体涉及知识扩散源和知识接受者。制约知识扩散的因素有知识的传递方和接受方知识交流的意愿、信任和认同程度的高低，交流主体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交往互动的频繁程度以及利益关系的密切程度。1973年Kellcy提出归因理论，对知识主体之间的信任度和传递的知识的有效程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知识接受方会非常重视知识扩散源的发送知识的准确度和对对方的信任程度。当双方相互的信任度高时，参与主体的各种顾忌、心理障碍就会减少，传播知识的积极性就会得到加强；反之参与主体会相互猜疑，担心知识会被泄密，这就削弱了知识传递的欲望，制约了知识扩散的效果，甚至中止知识传播。2003年，VI Ctor BK通过研究发现知识的扩散与知识发送与接受主体间的利益也密切相关，且双方的利益比较关系可以决定知识扩散的结果。在知识社会，知识的拥有量通常决定了竞争的态势，如果参与主体之间处于利益的对立面，首先对知识扩散风险会进行预期和判断,任何一方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避免风险，都不会主动传播知识，相反都会采取知识保护措施，限制知识的扩散，防止秘密被竞争对手知晓。2009 年，Jason J.Jung建立了基于风险探测的知识扩散模型，证明影响知识扩散的速度和效率的三个重要因素，即知识发送者与知识接受者间的知识差距、信任度和利益关系。

(3) 城市的知识环境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城市的地理环境不再起决定作用。例如，城市之间地理范围的临近程度对知识扩散而言显得不是那么关键了。而城市的知识环境时时影响着知识扩散。知识环境主要是指城市知识形成和发展的环境。城市的知识环境与城市的知识政策、城市的知识设施的完备程度、城市间知识背景的差异等相关。城市的知识政策包括科技政策、产业政策、技术引进政策等方面。良好的政策能够鼓励产业的升级转型、给予技术研发、科技进步优惠和支持、促进技术引进，促进人才的流动，为城市的知识扩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若城市的知识设施的完备，知识传播的技术比较先进，有知识库、知识导航、知识搜索、开放交互式的知识平台等技术的支持，城市知识交流的渠道就比较通畅，因而知识扩散成本也比较低。另外，不同城市间的知识扩散与城市间知识背景的差异相关。S.Zulanski在1996年从知识扩散双方关系的角度通过实证发现，知识扩散的成功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主体双方是否拥有相同的知识结构、文化和各种战略性因素。在知识扩散过程中个体如果存在相似的经验、感受和体会，容易理解知识、引起共鸣，对于组织而言如果存在相似的行业背景和知识结构，知识也容易吸收和消化，因而知识扩散的效率和效果比较高。反之，如果知识背景相差很大，知识传播的障碍较多，要花大量的时间说明、解释，知识扩散的人力、物力消耗过大,成本也会升高。如果解释的效果不理想，也会减低知识扩散的动力。






3.4.3 促进智能城市知识扩散的技巧





知识扩散能在城市更大区域内产生知识的溢出效应，增加智能城市的活力。促进智能城市的知识扩散的技巧 (如表3-5所示)。促进智能城市的知识扩散的方法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从完善智能城市的知识传播、交流的渠道入手；另一方面，知识扩散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从健全智能城市知识共享的激励机制入手。

表3-5 促进智能城市的知识扩散的技巧




〔55〕Chiem P X.Trust matters [J].Knowledge Management，2001，4 (5)：50-55.

〔56〕Delio M.Keys to collaboration：7 bottom-line strategies to promote knowledge sharing [J].Knowledge Management，1998，1 (1)：33-38.

〔57〕Liebowitz J，Chen Y.Knowledge sharing proficiencies [M].In：Holsapple C W.Handbook on knowledge management：vol.1，knowledge matters.Berlin：Springer-Verlag，2003：409-424.

(续表)




〔58〕O' Dell C，Elliott S，and Hubert C.Achiev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outcomes [M].In：Holsapple C W.Handbook on knowledge management：vol.2，knowledge directions.Berlin：Springer-Verlag，2003：253-288.

〔59〕Barth S.Knowledge as a Function of X [J].Knowledge Management，2000，3 (2)：31-38.

(续表)




〔60〕 牛昕，覃剑.知识流动与深圳创新型城市建设 [J].城市观察，2010 (1)：94-102.

1.渠道完善

完善知识共享、交流的渠道，它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 建立智能城市的知识交流方式，健全智能城市知识扩散的方式。智能城市的知识扩散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既可以采用口头的、直接的(如面对面)、实时的 (如电话) 的方式进行交流，又可以采用书面的、间接的 (如书信)、延时的 (如留言) 方式。为了增强交流效率，可以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 (网络、录音、摄像、可视对话、视频会议) 和一些专门的交流工具或软件 (如留言板、网络论坛、即时通信工具、专家咨询软件) 来促进知识扩散。为了促进隐性知识交流，可以使用“干中学”、类推、暗喻和讲故事的方式来分享个体的隐性经验。智能城市建设中可以选择合适的知识扩散形式。

(2) 完善智能城市的知识基础设施，完善知识交流的通用语言、词汇;提供技术支持知识共享的能力，增强知识交流、合作、信息访问和自动推理的信息技术，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来在城市各组织中共享知识；搭建智能城市知识共享平台，完善智能城市的知识库、思想库。

(3) 分享智能城市知识管理事件及其知识活动经验，鼓励交流和参与实践。

(4) 分配知识工作者，了解智能城市中何处拥有所需要的知识、提供知识团队合作的途径。

(5) 形成智能城市知识共享的文化，营造知识共享空间。例如，西门子医疗解决方案公司 ( MED) 十分重视知识共享，努力建设“利用网络分享知识”的企业文化。

2.激励机制

增强智能城市知识共享的激励方式，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1) 加强宣传、解释工作，阐明知识扩散对智能城市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促进知识扩散，如交流智能城市建设的心得体会、示范智能城市建设的结果、分享智能城市建设最佳实践案例。

(2) 建立激励机制与激励知识扩散，积极开展城市知识共享工程示范性项目，树立典型的知识共享的标杆，反对任何单位或个人囤积知识，奖励知识创新，鼓励并奖赏组织或个人参与知识社区。在组织层面，激励组织员工自发实施知识共享活动的动机，奖励员工向其他部门学习与共享，展现个人和团体共享知识的价值。例如，山东移动制定了知识管理奖励制度、考核评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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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DNMC) 也建立和完善知识员工的激励机制，以促进企业的知识共享。

(3) 获得城市的高层管理者的支持，使他们了解知识共享并支持城市内的知识共享工作，使高层管理理解和乐于促进智能城市知识共享，通过这些知识扩散活动可以更好地推进智能城市知识管理，达到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3.4.4 智能城市知识扩散的模式





知识扩散的模式说明了知识扩散的主要路径和基本形态，描绘了知识扩散活动的参与者的知识互动方式，以及各自扮演的角色。

按照知识在智能城市的传播范围大小的差别和空间距离的远近分为两种模式：局部扩散和大范围扩散。

在城市创新系统中知识扩散一般由知识密度较高的组织、行业、地区扩散到知识密度较低的组织、行业、地区，只要存在知识差，知识扩散就不会终止。局部扩散是指知识最先在同质性较高、交往频繁的组织、行业或者地理上毗邻的地区转移、传播。局部的知识扩散发生的频率比较高，有利于形成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园区、产业集群。局部扩散的知识一般相似度较高，容易被本区域的组织或同行业的组织所接受。大范围扩散是指知识超越了本系统、本行业、本区域的限制，蛙跳式地向广大地区扩散。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得到大范围的扩散，大范围扩散的知识要么是广泛认同的知识，要么是比较主流的知识，要么是众多组织所急需的知识。能大范围扩散的知识的用途比较广、含金量比较高，用户的接受率比较高。大范围的知识扩散能在城市之间打造出共同的知识背景，奠定了合作交流的良好基础，有利于打造协同式的城市创新群落。

根据知识在智能城市各组织中的传播形态，智能城市知识扩散可以划分为直线型、发散型和网络型三个基本模式。

1.直线型

直线型知识扩散是最简单、最常见的知识扩散模式，它将知识依次传递下去。有可能是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再由另一人传递给第三个人，然后由第三个人传递给第四个人，在不断传递下达到其他知识接受者。有可能是由一个组织传递给另一个组织，再由另一个组织传递给第三个组织，然后不断传递。不过当知识传递到了N个人或者N个组织的时候，知识的内容往往有可能跟原来的知识不同。原因一方面是在知识的扩散过程中，知识传递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可能对知识的内容进行了加工或者转化。如果传递的人员或者组织太庞杂，传递的路径太多，即使想传递最初的知识内容，保持知识的原样的难度也很大，因为在知识传播通道中存在许多干扰因素，知识传播的环节越多，知识内容失真、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在经典的“传悄悄话游戏”中，将一句同样的话传递给100个人后，可能就变成了另一句话。直线型知识扩散简单明了，便于操作，但是知识传播的效率不是很高。

2.发散型

发散型知识扩散从一个知识源向多个知识接受者传递知识。发散型知识扩散的知识传播范围比较广泛，影响力大，不过知识传递活动有时候缺乏针对性，有时候带有随机性和任意性的色彩。很多时候能发散式传播的知识往往是比较有价值的知识或者是知识创新的成果。如果知识创新的成果在本组织内部传播，由大型的跨国公司研发后分享给自己的分公司、子公司等分支机构，这种类型的知识扩散没有伴随着知识产权的转移。倘若知识创新成果跨出了组织的边界在不同的公司、单位传播，这就涉及知识产权转移方面的问题。在知识传递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合法获取、合理利用，杜绝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法行为，才能保证智能城市的知识扩散健康、有序地进行。

3.网络型

网络型知识扩散是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中进行传播。很多时候是多个知识源向多个知识接受者传递知识，将一种知识或一项新技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同时扩散。网络型知识扩散传播路径没有发散型的那么分散，有特定的规律。知识通常沿着一定的网络区域进行传播，也许是通过组织的人际网络传播知识，也许是通过原料提供商、生产商、经销商等组成的产供销一体化网络传播知识，也许是通过兼并联合形成的联盟网络传播知识。总之，知识的扩散源和知识接受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网络型知识扩散传递的知识内容有可能存在重复和交叉，同一个知识可能经过不同的知识传播者演绎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传播，知识呈现多角度、多侧面的状态。例如，一些高新技术、工艺和专利知识可以在知识扩散网络中多次演绎、补充，也可以在应用知识的基础上对原来的新技术、工艺和专利进行改造和创新，这极大地丰富了知识扩散的效果。网络型知识扩散容易产生知识协同效应。






3.4.5 智能城市知识扩散的渠道设计





智能城市知识扩散的渠道设计能为城市中的知识扩散的实现路径指明方向。智能城市知识扩散的渠道设计可以选择以下形式：政策引导式扩散、协同合作式扩散、知识交易式扩散和交叉联合式扩散。

政策引导式扩散是政府部门给予智能城市良好的政策环境、新型产业优惠、成立创业基金、提供科研服务与指南等方面的各种支持，培养科技创新的重点行业、企业，组织兴建高新区、科技园区等孵化器。

协同合作式扩散是在产业集群或者企业联盟中的知识扩散。产业集群或者企业联盟的参与成员具有分工合作的关系，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产业集群或者企业联盟的核心成员或领导者会对知识扩散活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组织技术研发或者推广应用新知识和新技术。产业集群或者企业联盟的参与成员可以对重大的技术难关和问题共同进行研发投入，这样既能降低研发成本，又能分担研发风险，还能集中各组织的优势知识突破技术瓶颈，增加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协同合作的过程中各企业内部的知识得到迅速传播,在密切交流的过程中组合的隐性知识也在共同研发中得到推广。在取得创新知识成果后，会吸引更多的组织模仿利用，成果在产业集群或者企业联盟推广应用，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甚至当地经济的发展。

知识交易式扩散方式适合研发能力不强的小微企业或者组织。这类组织自身的技术力量薄弱，无力进行独立的科技研究，但是也不乏知识的需求,可以到知识交易市场上购买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技术。知识交易市场的市场机制对知识扩散起着确定作用。主流的、先进的、投资回报率高的技术受到购买者的追捧，这类知识传播速度较快、范围较广；反之，陈旧的、落后的技术无人问津，这类知识自然被淘汰。知识交易式扩散方式中市场机制起到选择和调配作用，扮演了知识扩散的把关人的角色。

交叉联合式扩散将不同性质的组织如政府、企业、知识中介机构、大学、研发机构联接起来，形成知识共享机制平台，组成产学研一体化的知识传播网络。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促进智能城市的知识共享，为知识扩散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大学和研发机构将最新的知识研究成果的信息发布出来供企业使用。芬兰国家技术局TEKES、科学院、政府部门的项目以及联合实施的国家科技计划十分强调官、产、学、研之间的合作，根据第二次欧洲共同体创新的调查，1994-1999年，53%的芬兰创新性公司与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知识中介机构是智能城市中知识传播的桥梁，它能收集、整理城市中分布的零散知识，将知识有针对性地、系统性地推送到所需要的企业，供企业使用。






3.5 智能城市的知识应用








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曾经说过:“知识最终的可贵之处，并非知识本身，而是行动。”这个行动就是知识应用的过程。知识应用是知识采集、知识组织和知识扩散的目的。潘蒂·西丹曼拉卡提出知识来源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知识能够容易地被获取并能够被应用 
 


[37]




 。March (1991) 认为，知识利用的实质就是通过完善和拓展组织现有的竞争力、技术与范式来更好地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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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gut 和 zander (1992) 指出，知识应用是一个社会过程，企业中较好的员工关系、良好的组织文化以及组织结构等方面都可能对知识的有效利用产生影响
 


[39]




 。

知识应用将知识作用于智能城市建设实践的过程，利用知识为城市创造财富、实现价值。尽管知识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城市中很多知识资源处于闲置的状态。例如，一家跨国石油企业投资几百万美元开发了基于网络的知识库，这个知识库包含最好的实践方案、最重要的学习课程以及许多规则、技术、流程。但这个知识储备库很难被应用，企业认为在知识管理系统上的投资是失败的 ( Watts Sussman 1998)。Alavi曾指出:“当将知识应用于提高组织绩效时，它便为组织创造了价值。如果只是生产知识、编辑知识、存储知识而不加以应用，就不会对组织绩效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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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ose (1959) 认为，知识的价值在于应用而非拥有。显然组织只有正确使用知识，知识资本才会产生价值。智能城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知识应用的效率非常高。提高知识应用能力是智能城市知识管理的重要方面。






3.5.1 知识应用活动的内容





知识应用是知识价值的生成和转化过程，它能将知识融合到智能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知识应用活动的内容如表3-6所示。智能城市在知识应用活动中将知识资本化，将知识融入产品、服务与流程中，参与知识实践，将知识作为产品进行生产，提供知识密集型服务，扩展知识转换能力，实现知识资产增值。对于组织而言，应用知识可以改变决策的制定方式，将知识与决策相结合，利用知识提供技术支持，扩大市场份额，改善顾客关系，开发知识产品，提高服务的知识含量。总之，应当将知识内化于组织理念、组织文化、业务流程、经营管理和技术开发之中，挖掘知识的价值，获得更大的利润。

表3-6 知识应用活动的内容




〔66〕Barth S.Knowledge as a Function of X [J].Knowledge Management，2000，3 (2)：31-38.

〔67〕Dyer G，McDonough B.The State of KM [J].Knowledge Management，2001，4 (5)：31-36.

(续表)




〔68〕[美] 保罗·S.麦耶斯.知识管理与组织设计 [M].蒋惠工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197-209.

〔69〕Skymre D.Commercialization：the next phas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J].In：Holsapple C W.Handbook on knowledge management：vol.2，knowledge directions.Berlin：Springer-Verlag，2003：639-656.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中不同行业企业知识应用的重点是不同的，一些服务业企业，如银行业，往往将知识应用的重点放在如何更好地服务客户;资本密集型企业将知识应用的重点放在改进经营上；高科技企业往往将知识应用的重点放在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上。例如，3M企业为了实现新产品每年的利税率达到10%的目标，十分重视知识应用，并为此投入大量资源来购买技术设备和基础设施。如整个企业内部实现了技术专家在线数据库；每年都召开为期3天的知识会议；研究者不仅可以利用时间来学习技术知识，还可以实践、吸收和应用知识 ( Davenport ＆ Prusak，Prusak，1997)。






3.5.2 智能城市知识应用的阶段





智能城市的知识应用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引入期、采纳期、适应期、吸收和融入期、推广期。

1.引入期

引入期是智能城市将新的知识通过技术引进、人才交流等方式引入进来。这时候，人们对这些技术、知识的感觉还很陌生，对它们的价值还持争议态度，有人大力宣扬，也有人心存疑虑，双方展开激烈的交锋和辩论。支持者对这些技术大唱赞歌，鼓励马上进行技术推广，投入生产实践工作。反对者恐惧于这些技术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损失，可能会拒绝使用。还有一些组织或员工出于成本或者既得利益的保护等方面的考虑，处于观望状态，等待新技术的成效出现才考虑应用。

2.采纳期

在采纳期，智能城市的各类组织逐渐对这些新技术、新知识了解和熟悉起来，能理性地看待新技术的价值与风险。通常，决策者从有用性的认知(Perceived Usefulness) 与易于使用性的认知 (Perceived Ease of Use) 两个方面，来决定是否使用某项新技术。首先，决策者要感觉这项技术对组织而言是有用的，认为它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或者能降低生产成本，或者能优化组织的工作流程，或者能提升品牌的影响力，或者能扩大市场份额，或能提高客户满意度，或者能带来组织竞争力的拓展。决策者根据这些用途的多少来决定是否采纳这项技术。用途越多，采纳技术的意图就越明显。其次,决策者还要衡量新技术的难度，如果对于本组织来说，这项技术的要求超过了组织的能力范围，实施的难度太大，即使这项技术的用途很广泛，也无法在组织推广。决策者可能放弃这项技术，或者采取等待策略，等待组织发展到适当的时期再应用这些知识和技术。

3.适应期

在适应期，新知识的价值和效应已经得到体现，已经被广泛接受。新知识已经成为智能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知识在城市中迅速传播，要加速知识的应用和普及。Grant (1996) 认为，组织通常使用如下四种机制来加速个人知识的应用。

一是规则和指示。通过制定一系列能为其他人所理解的，把隐性知识转换成外在的显性知识的政策和标准。

二是排序的方法。通过对个人交互顺序的控制，指导知识的合并。

三是程序或常规。创造和执行一系列针对特别事件或任务重复的活动和响应的模式。

四是群体决策。通过共同的、同时发生的交互作用，实现活动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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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吸收和融入期

在吸收和融入期，智能城市将这些知识尽量整合到城市建设中来，加以消化、吸收。吸收和融入期要发挥各组织的主观能动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消化知识要建立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如果不切实际地把生搬硬套来的知识应用在本组织，知识不能与组织的工作程序、管理方式、运行机制有效对接，反而会影响知识价值的发挥。要想知识能顺利地融入智能城市中，首先要加大对知识的宣传和阐释力度，提高人们对知识的认识能力，帮助人们融会贯通。在微观层面上，要把知识融入到组织的业务工作中，例如与组织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管理、生产销售、品牌影响等工作相结合。在宏观层面上要把知识融入到城市和组织的文化建设中来，形成一种创新型文化的氛围。有了这种文化，知识才能和智能城市、创新型组织的建设水乳交融。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DNMC ) 不断完善知识管理环境，利用企业内部网建设知识交流平台推广技术知识，增强技术攻关的能力，试图打造学习型组织文化。

5.推广期

当知识与城市建设很好地整合后，就形成了智能城市知识应用的经典范例，可以把知识应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向其他城市进行推广，其他城市依此为标杆，采用定标比超的方式，对比自己知识应用的薄弱环节，努力修正和完善。争取在学习标杆城市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在推广的过程中,也许会发现标杆城市知识应用方面的不足与欠缺，可以完善和补充，使得智能城市知识应用的经验更丰富、更成熟。当然，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基础各不相同，推广知识的时候不能盲目跟风或者好大喜功，要结合本城市的具体情况，循序渐进地推动本城市的知识普及和应用。






3.5.3 智能城市知识应用的选择程序





智能城市在应用知识的时候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在应用知识之前首先要进行选择和判断，其选择的程序如图3-23所示。




图3-23 智能城市知识应用的选择程序

1.获取知识

智能城市知识存量决定了其知识应用效率，应用知识之前要进行知识采集和知识积累工作，扩大知识的存量，这是知识应用的先决条件。知识采集的方法和程序前文已经论述过，在此不再重复。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便于知识应用，要尽量全面而准确地收集到智能城市所需要的知识，保证获取的知识有较高的查全率与查准率。获取海量的知识后要及时将知识储备和保存下来，可以将之存入由数据库、知识库、专家库组成的城市知识管理系统中，供以后方便地查询、检索和调用。

2.知识价值测评

知识价值测评是在应用知识之前进行的第一道选择程序。知识价值测评要清晰地定义判断知识是否有用的标准，不光需要评估知识应用对城市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还要评估知识应用对城市社会生活的改善、对城市文化的提升、对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等软实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将有形价值与无形价值结合起来。知识价值测评也要将知识应用所要取得的目标，达到目标的原则与达到目标的期限进行规划，为了对知识应用行为进行监督，可以指定详细的知识应用的考评方案和奖惩制度。在知识价值测评完成后，就要做出判断，放弃无价值或者价值含量不高的知识应用活动，重新获取更有应用价值的知识。

3.理解知识

理解知识是个体层面的思维活动，他人都不可能代替或者帮助。获取的知识不经过充分的消化、理解和领悟是无法直接利用的。理解知识需要一定量的相同背景的知识或者相同的经验，一般感同身受的经历容易引起共鸣。但是有很多时候，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的普遍存在，外行业、外单位的知识接受者没有具备相应的专业基础，可能对一些知识无法理解。这时也不要轻易放弃，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向有经验的专家求助，也可以向专业的知识服务机构咨询。组织也要定期组织员工知识培训，鼓励员工对新知识、方法以及经验进行学习和总结，加深对知识的领悟力和理解力，形成一种学习型组织的文化氛围。例如，山东移动组建了专门的知识库存储知识，支持各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通过自己的工作平台就能自由地访问到整个知识库中的知识。公司同时利用内部网进行电子培训，利用视频、音频、幻灯演示和白板等工具展示知识，促进员工对知识的理解、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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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些知识应用能力差的组织，如果多种努力仍然不能达到效果，就选择放弃，再寻找更适合本组织知识基础的知识。

4.应用知识

知识应用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依，是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需要知识应用主体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结合本组织的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应用什么知识和如何应用知识以及何时运用知识对于智能城市来说相当关键。应用什么知识一般在知识价值测评的时候做出选择。如何应用知识需要一些技能，例如鉴别知识实用性的技巧、将知识融入业务流程的技巧、将知识转化为新技术或技产品的技巧等。这些技巧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获得的，需要日积月累地探索。掌握知识应用的时机，需要敏锐的观察能力、准确的判断能力和及时行动的能力。应用知识的时机要恰当，不能太早，太早的话，智能城市的知识基础还不夯实，无法驾驭知识；也不能太晚，太晚的话就延误了智能城市知识建设的进程，失去了发展的先机。

5.推广知识

为了使知识的效益在智能城市得到更大的体现，要进一步推广知识应用的成果。毋庸置疑，知识运用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知识的价值远不止这些有形的价值。在知识应用过程中，将伴随着学习效益，会进一步地进行知识创造，积累许多新经验，产生很多新知识、新工艺和新方法。这些对智能城市的建设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是知识应用的无形价值。这些由知识创新产生的新知识急需在城市更大范围中传播、推广。例如，施乐公司建立了内部网络，将之称为“知识地平线”，它通过组建工作空间、报道知识管理新闻、存储历史事件、发布研究资料、宣传产品及技术与服务六个方面进行知识推广。在智能城市知识推广的过程中，可以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修正存在的错误，知识被演绎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如果发现有些知识应用的案例比较有针对性，只适合某些具体的组织，没有推广的价值，这时可以放弃知识推广工作。






3.5.4 智能城市知识应用的平台搭建





智能城市的知识应用平台，整合了政府部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知识中介结构，连接了知识生产者、知识协调者、知识服务者、知识应用者,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的知识价值链。如图3-24所示。




图3-24 智能城市知识应用平台

政府部门为智能城市的知识应用提供政策指导，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督促企业应用新知识和新技术。例如，芬兰制定政策时非常重视产学研一体化。如果想获得芬兰国家技术局TEKES的资助，都必须进行产、学、研合作研究。政府也可以为科研机构和大学提供引导与支持，促进它们生产更有实用性的知识，避免知识研发过程中的弯路。政府部门也可以为知识中介机构提供税收优惠、资金投入等鼓励和扶植措施，促进知识中介机构发展壮大。

企业通过委托课题、技术转让或者联合项目等多种形式向大学机构、科研机构提出相关的知识需求，大学机构、科研机构积极响应这些知识需求,将最新研发的技术、专利、知识等向企业输送。企业将知识应用的效果信息反馈给大学和科研机构，帮助它们继续补充、完善这些知识。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也可以进行密切互动，经常交流促进知识应用，提高知识实用价值方面的经验。

知识中介机构是专门提供知识服务的机构。倘若企业、大学机构、科研机构遇到知识应用方面的难题，可以向专业的知识中介机构进行咨询。知识中介机构可以撰写详细的报告为企业的知识应用提供完整的方案，也可以帮助企业进行知识价值测评，或者向企业提供应用知识的技能培训。






3.6 智能城市的知识创造








知识创造是在已有知识资源的基础上挖掘、推导、孕育新知识的过程。Knapper 和 Cropley (2000) 认为，组织和个人处于某种特定的情景中来解决问题才能产生知识创造，即解决问题是过程，知识创造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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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aka (1995) 指出，组织知识创造是指组织或个人创造、分享新的显性、隐性知识的过程，衡量知识创造的水平即为组织或个人创造分享新的显性、隐性知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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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创造能力是智能城市的生命之水、活力之源，是培育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基础之一。知识创造能力对智能城市来说相当重要，缺乏创造力的城市根本够不上智能城市的标准。

目前，世界上公认比较成功的知识创新区有中东的迪拜知识村 (the Dubai Knowledge Village)、荷兰的莱顿知识群(the Leiden Knowledge Clusters)、波罗的海知识地区(the Baltic Sea Knowledge Region)、巴塞罗那知识区 (the Barcelona Knowledge District)、印度的海德拉巴德知识城市(Hyderabad Knowledge City) 和连接瑞典玛尔墨 (Malmo) 及丹麦的哥本哈根跨边界的奥里桑德地区 ( Oresund)。这些知识创新区在所处的城市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拥有13个国家和1.03亿人口的波罗的海知识地区，早在20世纪末就创造出跨越单一地区界限，发挥各自潜在优势，最具科技、资本和创新优势区域的模型。为此，该地区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统一的措施。

一是制定政策支持跨区域群(Cross-region Clusters) 知识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包括吸取各国政府业已制定的政策，鼓励商业联合、公共行政和研究社区的形成。

二是鼓励区域内大学快速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引擎，为重要的研究开发资源提供资助，使其成果成为知识资本的磁体和知识型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三是明确项目的特定目标，如通过加速与其他地区个体的接触和个人联系，获取成果，促进本区域内知识群的发展；建立起个人与资助机构的联系,从而获得商业天使资本，加快初级阶段的进程；建立政策决策者与创新机构的对话机制；扩大波罗的海以外地区的成员，以实现该地区与全球创新网络的联系，等等。






3.6.1 智能城市知识创造的影响因素





第一个因素受到城市的知识存储的影响，知识的占有量和存储量丰富就占领了知识创新的制高点。第二个因素是受到智能城市的知识交流网络的影响，知识交流网络健全促进了城市间的知识共享，为知识创新提供了契机。第三个因素就是受到智能城市的创新文化的影响，创新文化为知识创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第四个因素就是受到创新型人才能力结构的影响，创新型人才是智能城市知识创造的直接推动力。第五个因素就是受到知识研发投入的影响，知识研发往往就是知识创造的过程。

1.智能城市的知识存储

城市中的知识存储越充足，知识资产就越丰富，创新的基础就越坚实。智能城市的知识资本的储备量直接影响城市各组织的知识创造与创新。智能城市的知识资产分为系统性知识资产、经验性知识资产、概念性知识资产和惯例性知识资产。系统性的知识资产是经过加工、组织、整理后的结构化的知识，这种知识资产在智能城市中较为丰富、知识体系较为完整。城市中的信息中心、知识中介机构经常挖掘、存储这种系统性的知识资产，也带来了可观的收益。经验性的知识资产，一般隐藏在个体之中，是个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日积月累地保存下来的，是个体经验的总结。此类资产一般比较分散、难于广泛利用。概念性知识资产比较抽象，在知识推导和知识演绎的过程中要经常运用，是引导知识创新的关键。大多数时候人脑都要对原始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提炼，建立知识的基本概念后，再将自己大脑中的知识储备以具体化的形式体现出来。惯例性知识资产是人们成功经验的总结,一些成功而经典的案例时时带来知识创新的机会。如果一个城市这四种知识资产都很充足的话，知识创新就如虎添翼。对于创新组织来说，丰富的知识储备能有效提升员工知识水平，增强知识创新的能力。对于个体而言，知识创新活动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大多数时候都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升华、突破，所以知识创新之前要储备大量的知识。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来也会吟”，在深入理解、吸收所储备的知识后，才能灵活地运用知识、创新知识。

2.智能城市的知识交流网络

知识创造往往形成于不同组织、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人群交流，单一来源的知识容易僵化，无法形成灵感。智能城市的知识交流网络利用了先进的信息技术，汇集了各种来源的知识，知识可以发散式地传播、扩散，知识的覆盖范围更加广泛，知识的流动速度和更新速度大大提高。在这个知识交换平台上，各部门、各组织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可以在这个知识交流网络上，交换新技术的需求情况和应用情况的信息,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知识价值链。各种机构及时交换技术创新进展情况信息也避免了重复劳动，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也防止出现闭门造车式的知识创新，防止研发出来的新技术已经被国际标准所淘汰，或者发明出来的新产品已经被申请专利，造成劳而无功的局面。

智能城市的知识交流网络也蕴藏着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联系。Hansen (2002) 认为，关系网络对于知识创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网络可以提供网络中知识存在、存放和意义等信息，并且提供了知识流动的渠道。例如，张鹏程和彭菡 ( 2011 ) 通过考察科研合作网络结构特征来研究高校科研团队的知识创造绩效。隐性知识通常难以捕捉和传播，但很多时候是知识创新的源头。社会网络可以直接进行人际互动，增加了个体独特知识的接触机会，也方便获得一手的资讯，这样的信息往往真实、可靠，为隐性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增加了知识创造的几率。

3.智能城市的创新文化

创新文化为智能城市的知识创造提供了一种氛围，长期沐浴在这种氛围中，容易激发出创新的火花。创新文化鼓励破旧立新、容忍标新立异，反对故步自封、墨守成规，是一种对新事物、新思想的宽容的态度和不怕失败的冒险主义精神。在组织层面上，宽松的管理环境、对创新的激励措施、知识贡献的氛围浓厚、团队凝聚力高等有利于创新文化的形成，有利于创新思想的出现。很多时候知识创新是在无数次失败后坚持的结果，如果鼠目寸光,害怕失败，很有可能将创新活动扼杀在摇篮中，很难取得创新突破。如果封闭保守、心胸狭隘，害怕组织的知识向外传播，也很难形成知识创新的文化环境。智能城市应该建立一种开放、包容、积极、上进、和谐、健康的创新文化来鼓励组织成员交流思想、革新技术、创造知识。Lee 和 Choi (2003)研究了多个文化要素对知识创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文化的各个要素对知识创造有显著影响。DeLong 和 Fahey (2000) 认为，组织文化会影响组织对新知识的创造和使用。鼓励员工进行持续学习、勤于思考的文化会让组织内部充满知识创新的动力。在惩罚犯错的组织文化里很难进行知识创新,因为员工都忌讳错误，规避创新所带来的风险。

4.创新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

知识创造是智能城市知识管理中最艰难的环节，因而对能力的要求更高。显而易见，智能城市的建设当然离不创新型人才的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对于组织而言，创新型人才的受教育程度，及团队成员的学历、职称等都影响组织的创新能力，不过这种经历还比较好获得，可以通过正式教育和培训,或者长期的工作经验的积累来获得。而人才的智力水平、创造天赋却是有点可遇而不可求的感觉。在员工的选拔和招聘过程中要注意挑选一些思维敏捷、头脑灵活的创新型人才。这些人才也许不擅长缜密地逻辑推理、按部就班地做事，但是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发散型的思维方式，经常会提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方案，带来知识创新的机会。在创新型人才的选拔和招聘过程中也要注意人员知识结构的多样性，多元化的知识背景的磨合、碰撞有利于激发灵感、创新知识，所以组织经常招募不同知识背景和职业经历的人才，丰富组织的知识种类与层次。Cohen和 Levinthal (1990) 认为，个体知识独特性越高，通过交换产生新知识的可能性越大。为了提高创新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可以采用职务轮换的办法，这样有助于丰富员工的工作经验，扩充员工的知识面，优化员工的知识结构，从而为知识创新奠定基础。

5.智能城市的知识研发投入

知识创新是一个高投入、高回报的活动，为了保证研发工作顺利进行,需要有充分的研发预算和长期经费的支持。很多的经验研究 (如Kamien ＆Schwarz，1982) 证实了研发支出和创新成功之间的相关关系。很多城市的知识创新项目就是由于资金的紧张而停滞，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不强，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资金短缺的影响。除了政府部门要成立知识创新专项资金之外，也可以吸引商业资本对知识研发活动进行投资。例如,美国硅谷的研发活动就长期受到风投资本的青睐。对于组织而言为了激励知识创新，可以设立专门的研发奖励经费，对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给予物质方面的嘉奖。






3.6.2 知识创造的途径





野中郁次郎认为，知识创造是一个组织与组织内部的个体和组织周围环境产生相互作用从而对不断涌现的矛盾进行超越的综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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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瑞敏曾指出:“创新是海尔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表3-7 列出了一些专门的知识创造活动。知识创造是利用知识产生新知识的过程，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子活动:发表创造性的观点、见解或者意见；产生新构思；利用现有知识推演新知识;从知识利用中创新。

表3-7 知识创造活动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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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智能城市知识创造的实现方式





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创造可以通过知识激发、知识推导及知识转化三种方式来实现 (如表3-8所示)。知识激发行为是指受到好奇心和探索欲的驱使，利用半结构化或者非结构化的思维方式和创造力、想象力、展现力等技能，发现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发表创造性意见、生产新知识的过程。在知识发现中也可能伴随知识创造行为，知识发现也需要敏锐的洞察力、有准备的头脑。爱因斯坦也认为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知识发现过程中的一些思索为知识创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进行数据挖掘、文本挖掘的过程中也可能是知识创造的前奏。知识推导行为是在分析、判断、综合等逻辑思维的帮助下，根据已有的经验性知识 (如案例、规律) 和程序性知识(如流程、规则) 推导出新的经验性知识或程序性知识的过程。例如，利用巴黎打造文化之都的经验探索长沙打造湖湘文化之城的方法。知识转化行为是知识形态的相互转化的过程，包括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显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隐性知识转化为新的隐性知识、显性知识转化为新的显性知识四个方面。

表3-8 知识创造活动的实现方式




(续表)




对前两类活动进行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知识激发主要包括如下六种方式:

1.制定或设计智能城市建设战略;

2.开发智能城市建设新流程;

3.挖掘智能城市新知识资源;

4.创建智能城市建设的新方法;

5.利用合作建设积累智能城市建设的新经验;

6.通过学习与其他城市之间交流智能城市建设新观点。

知识推导可分为分析性推导和推论性推导两大类，分析性推导是利用预见、评价或流程等特定程序的改进来获得知识；推论性推导是利用建议、预言、诊断和指示等逻辑和推理原则来获取知识。而吸取智能城市建设的教训与意会、进行智能城市建设决策是智能城市知识发现和知识推导共同使用的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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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研究








知识管理是对知识进行组织、加工和再创造的过程，知识管理工序完成后就要把这些知识提供给用户，这就是知识服务。知识服务对智能城市建设来说相当关键。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吴建中先生曾指出，上海要真正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新的跨越和新的突破，要进一步解决好两大课题，一是要建立开放的知识基础设施，二是需要建立开放的知识服务体系。






4.1 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实例








知识推动社会和城市发展的理念已经逐步得到共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科技政策委员会部长级会议2004年的主题为“21世纪的科学、技术与创新”。与会者认为，知识传播与服务对国家创新、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欧盟2007-2013技术发展与实验第七框架计划旨在强化知识服务对欧洲创新的作用。国外一些国家纷纷确立知识服务与创新发展的互动机制，为智能城市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例如，芬兰赫尔辛基市政府与赫尔辛基技术大学于2001 年共同开展实施了一项“创新型城市计划”,目标是通过在市政、交通、住房、环保及信息技术等领域开展合作，激发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伦敦市政府在2002年发布“伦敦创新与行动方案”，目标是“使伦敦领导世界知识经济”。为了推动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研究，不少专家也成立了专门的指导性机构，如查尔斯·兰德瑞成立了著名的机构——Comedia，为很多城市提供了建设创新型服务的系列方案。

国内外有许多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案例，本书从知识空间、协同空间和创新空间三个方面进行归纳。






4.1.1 智能城市的知识空间





知识空间意味着在区域范围内，大学与科研机构进行知识的生产与开发,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临界值时，知识可以溢出进行对外服务，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知识的资本化，知识空间为区域发展提供了知识源泉
 


[1]




 。

英国社区知识服务项目的领导机构是布莱顿大学
 


[2]




 ，合作伙伴是苏塞克斯大学，其知识服务的目标之一是促进跨部门的知识服务与增长。

默西塞德郡及西北部知识服务中心的领导机构是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
 


[3]




 ，合作伙伴是利物浦大学、利物浦霍普大学，其知识服务中心的工作涉及利用学生的智力资本进行以需求为主导的业务发展项目，集中布置学生和毕业生进行业务拓展活动，促进区域经济中的知识服务，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劳动技能，使知识服务扩展到中小企业之外，提高毕业生的商业意识、就业经验和技能。

英国提兹塞德大学数字知识服务的合作伙伴是英国桑德兰大学 
 


[4]




 ，该知识服务中心关注于知识服务，聚焦于数字媒体领域，旨在为数字媒体的中小企业提供专家支持；通过增加共同工作的机会，建立区域数字知识服务库;通过设计和实施新规定，提高技术水平。

赫特福德大学电影及数码媒体交流的合作伙伴是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东英吉利大学、诺里奇艺术与设计学院、西赫茨继续教育学院 
 


[5]




 ，该知识服务中心是英国唯一致力于电影、电视和数字媒体行业的知识服务平台，用于提高业内人士及相关人员的技能、知识和沟通。英格兰东部的这些大学擅长电影，电视和数字媒体，这些资源有助于业内人士和业内公司拓展工作,反过来，企业的实践经验可以与大学共享，服务于教学科研。

英国桑德兰大学全球汽车技术服务的合作伙伴是英国提兹塞德大学 
 


[6]




 ,其知识服务中心设在桑德兰大学的汽车制造高级学院 (AMAP)，支持汽车学术科研领域的战略，其活动包括：确定区域知识和能力的差距；开展中小企业的培训教育计划；打造技术转让的国际网络。

英国剑桥大学的合作伙伴是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贝德福德大学、克兰菲尔德大学、东英吉利大学、埃塞克斯大学、赫特福德大学、诺里奇艺术与设计学院、开放大学、皇家兽医学院大学学院、萨福克大学、瑞特尔学院 
 


[7]




 ,其知识服务需要英格兰东部12 所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区域合作，在跨10个行业部门的学术和商业机构之间提供协调服务，并聚焦于知识转移、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支持等方面。

西英格兰大学的合作伙伴有巴斯大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格洛斯特大学、英国皇家农学院 
 


[8]




 ，其知识服务中心作为企业的访问咨询中心，以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及统计分析高校、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率为主要目的。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赛车知识服务的合作伙伴是布鲁内尔大学、克兰菲尔德大学、赫特福德大学、布鲁克兰兹学院 
 


[9]




 ，其知识服务涉及建立聚集在牛津郡、北安普敦郡的赛车运动网络，用于资助工作人员、Web开发和课程拓展，建立在线门户，提供生产运营的远程学习资料。

谢菲尔德哈雷姆大学软件工厂的合作伙伴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谢菲尔德大学有限公司 
 


[10]




 ，其知识服务中心提供产品链、在线学习、技能和劳动力发展、专业软件开发和科研中的创新等支持。该项目正在开发用于科研和学术环境的计算机技术和软件，服务商业和工业应用，提供交流机会、新的在线学习和资源以满足行业技能需求。

普茨茅斯大学面向产品开发的东南知识服务的合作伙伴是布莱顿大学、白金汉郡奇尔特恩斯大学学院 
 


[11]




 ，其知识服务内容关注于为东南地区的产品设计和制造行业提供服务，提高产品设计制造的能力以响应潜在的客户需求，提供咨询指导与咨询，包括提高问题识别的能力，设定最佳实践标杆管理，获取原型设备，等等。

萨尔福德大学建筑知识服务平台的合作伙伴是中央兰开夏大学、利兹城市大学、伦敦南岸大学、西英格兰大学、伍尔弗汉普顿大学 
 


[12]




 ，其知识服务目的是促进高等教育与建筑业间的联系与协作，其使命是成为知识共享的最佳实践典范，并对公司绩效形成高质量的影响。CKE试图推动和加强知识服务活动的参与度，其活动包括确定行业需求、获取和分享知识，通过延伸或链接到所有层次的商业和高等教育网络形成知识容量和资源。






4.1.2 智能城市的协同空间





协同空间意味着相关参与者在知识服务过程中进行协同工作的过程，包括焦点团队、问题识别和解决方案的确定等交流活动。当大学及科研机构、产业机构、政府机构、公共部门等反复交流、持续沟通，直至形成共识，并付诸产业机构的运营实践，协同空间需要在上述三方之间形成战略性共识。

目前，很多协会或者基金会在相关领域进行知识服务。加拿大癌症协会的知识服务网络目标之一是在社区、卫生保健、教育、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之间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成果的用户之间搭建知识服务桥梁
 


[13]




 ；加拿大瘾癖及精神健康中心设计的知识服务网站用于发现、共享、应用新知识
 


[14]




 ，为专业人员之间协作交流提供虚拟空间，如博客、论坛、维基等，以便于瘾癖及精神健康专家交流思想和经验。加拿大卫生服务研究基金会的知识服务内容包括为研究者和决策者通过联系交流服务，合作性地进行问题解决
 


[15]




 。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加拿大人口健康计划的目标是在人口健康领域，通过把研究人员、政策和决策制定者、健康学家联系在一起，建立协作战略与网络,以便可以把目前最先进的人口研究成果及相关知识应用到政策与实务中
 


[16]




 。

英国科学与技术设施理事会把知识服务作为理事会关键使命之一
 


[17]




 。为实现这一目标，理事会确保其研究或者技术项目形成的知识，以及与大学或者学术机构进行合作的知识应用到更广泛的商业领域，以便实现经济增长,从而在科学、技术、创新、教育以及商业之间建立关联。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认为知识服务这一术语涵盖知识、技术以及技能人员之间的交流过程
 


[18]




 。苏格兰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知识服务优先考虑的是大学以及学院的知识、思想、经验如何运用以便促进商业、企业、公共服务创新，并提供新的思想、产品和服务
 


[19]




 。该委员会指出，知识服务涉及的内容包括
 


[20]




 ：为了更广泛的经济与社会效益，通过高等教育与商业、公共部门、社区合作伙伴相互交流，将高等教育机构的知识、专业技术、智力资本建设性地服务于高等教育之外领域的过程。

犯罪解决方案的领导机构是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 
 


[21]




 ，其合作伙伴是普茨茅斯大学，其作用是协调性的反犯罪网络，提供发现、减少、预防犯罪的知识和专门技术，提供代理和网络服务，包括培训、研究、咨询，并汇集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其目标是提供制定反犯罪措施的知识服务平台。

金斯敦大学的合作伙伴包括布鲁内尔大学、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伦敦大学圣乔治学院、罗汉普顿大学、泰晤士河谷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
 


[22]




 ,其目的是联合伦敦东南和泰晤士流域的七个合作伙伴，以发挥其知识库的最大潜能，提供创新支持的综合包，其支持范围从高新技术到技能培训。该中心集成了七个实务社区中的金斯敦大学知识服务中心、创业中心、大学人才、知识和业务发展网络 (创意产业、实践中的可持续性、信息通信技术、保健、生命科学、材料和制造、社会包容性)，从而帮助客户创建企业、改善业务、获取资金、招聘毕业生、发现就业岗位、获得新的技能等。通过分享经验技能等，使客户对于商业、本土问题、可用技术了如指掌，可以获取相关的实践性研究成果。知识服务项目的领导机构是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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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合作伙伴是BBC未来媒体与科技部门、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卡迪夫大学、伦敦城市大学，其知识服务的内容包括利用成员渊博的学术、科研和专业技能，构建项目知识库，以便于知识服务，知识库包括在线音乐公司、区域音乐经济、先进的广播技术、为广播与音乐机构提供的知识转移基金、音乐公共政策等方面。






4.1.3 智能城市的创新空间





创新空间是指产业机构利用协同空间中的战略性共识，开展符合自身的创新，其目的是填补大学、科研机构、产业机构、政府机构及公共部门在协同空间中确认的发展缺口或者空白，实现协同空间达成的战略性共识。创新空间是进行创新活动的空间，高度依赖大学及科研机构、产业机构、政府机构及公共部门的协同互动。

东伦敦大学创新泰晤士门户的合作伙伴有金史密斯学院、伦敦大学、格林威治大学、伦敦城市大学、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雷文斯本设计与传播学院、圣三一音乐学院、罗斯布鲁福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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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知识服务内容是为公司和组织提供独特的机会访问东伦敦八所大学和学院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指导、支持员工改善技能和专门知识，以便及时掌握最新技术，了解商业发展以及技术检测设施。该知识服务中心集中重点发展行业中处于卓越地位的大学科研中心，每个中心由一个合作伙伴领导，该合作伙伴具有该中心所处行业的科研和商业实践的公认显著优势 (生命科学—玛丽皇后学院，生产与制造—伦敦城市大学，环境技术—东伦敦大学，信息与通信技术—格林威治大学,艺术与设计—金史密斯学院，专业舞蹈与音乐—圣三一音乐学院，创意产业、媒体和通信—雷文斯本设计与传播学院)，与该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合作，以支持引进投资、业务技能改进和业务流程的改进等活动，并与该地区的其他业务支持团体合作，以提供共享服务。

英国德蒙特福德大学东米德兰新技术知识服务的合作伙伴是德比大学、林肯大学、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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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知识服务中心建设在现有的东米德兰新技术倡议“网络中的网络”之上，以加强高等教育与商业之间的联系，旨在探索商业之间进行合作的创新方式，预期活动包括雇主论坛、借调工作人员、学生实习项目。

伦敦艺术大学交易所中的伦敦创意知识服务的合作伙伴是金史密斯学院、伦敦大学、伦敦城市大学、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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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知识服务的内容汇集了工艺、设计和通信方面卓越的五个领导中心，为伦敦所有部门的创意产业和商业提供专业支持。通过知识服务合作，伦敦的创意产业和商业能获得全面的专业技能、知识和尖端科技，并且可以提供设计和生产技术以及解决企业现实问题的经验，促进伦敦商业在产品设计、加工和服务方面的创新，以便更好地理解可持续性和生态设计。

商业与社区知识服务的领导机构是英国赫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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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知识服务的目的是将赫尔大学及其所在区域的商业与社区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关联，优先考虑的是与健康有关的科学与技术、再生能源和物流。该知识服务中心是有关专业知识、技术和设施的平台，并确保访问者快速、有效地与其所在领域的专家进行沟通，从而有利于开发知识，提高盈利能力和促进组织内的创新。

中东部地区生物科学知识服务中心的领导机构是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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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合作伙伴为诺丁汉大学、莱斯特大学，其知识服务的内容是为生物科学的相关人员进行协调提供平台，开发研究资源知识库，并和其在线门户网站配合，提供可供访问的大量知识和信息，目的是促进地区的卓越创新、科研以及基于地区、国家、国际的商业资源。

英国贝德福特大学的合作伙伴是克兰菲尔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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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德福特大学通过应用先进知识，推动创新、商业发展和提升企业竞争力，其目标受众是把知识和技术作为发展的主要依据或关键因素的中小企业和企业家，其关注重点是管理思维、工业和制造科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研究、开发和商业可持续性。

赫德斯菲尔德大学西约克郡知识服务的合作伙伴是布拉德福德大学、利兹大学、利兹城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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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约克郡知识服务中心汇集了郡内四所大学的专业知识、技能和资源的知识中心，目的是：提高新兴创意与数码技术的提前使用；鼓励创新与创造；开发和应用新知识；为区域商业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该中心提供世界一流研究知识库、咨询及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可以帮助识别和利用机会来提高竞争绩效。

图4-1是对以上内容进行分析后所得，分别从知识空间、协同空间与创新空间三个空间进行归类，并从每个空间的参与机构、服务依托、服务形式、服务内容和服务目的五个维度对三个空间进行描述。




图4-1 知识空间、协同空间和创新空间内容及其维度

知识空间、协同空间及创新空间中参与机构除大学、企业、知识中介机构相同外，各个空间参与机构存在不同，尤其是协同空间的参与机构包括各种知识协会、知识理事会及知识基金会等。知识服务依托的形式除了知识库、大学及科研机构、知识中介机构相同外，还存在各自的差异。三个空间的服务形式除了包括知识服务中心和知识服务平台外，协同空间还包括知识服务项目、知识服务社区、知识服务网络以及知识服务形式，而创新空间服务形式包括交易所、创新门户以及在线门户网站。三个空间的服务内容除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外，知识空间还包括实践经验，协同空间服务内容包括思想、经验、研究成果、智力等，创新空间服务内容包括设计和生产技术、新型创意、创新思维及创新方式。三个空间的服务目的除了进行知识服务外，知识空间的服务的目的还包括知识资本化、知识生产力化及技术转让，协同空间知识服务的目的还包括搭建知识服务桥梁、提供虚拟服务空间、挖掘知识潜能、促进协作与联系及开放式获取知识，创新空间的服务目的还包括填补创新缺口或空白，提供创新服务及探索创新方式。






4.2 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方案








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方案建立在知识需求调查的基础上。知识服务方案针对于智能城市建设中的企业、政府、非营利性机构等一切需要知识的组织和部门。通过实施知识服务方案，对创新主体开展个性化的知识推送服务。






4.2.1 智能城市知识服务中的角色定位





查尔斯·兰德瑞指出，智能城市不仅需要城市学专家的介入，还应积极要求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参与。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涉及的主要行为主体有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组织 (如信息服务机构、知识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机构) 及政府部门，它们参与智能城市建设活动，共同组成了创新服务网络。

1.大学和科研机构

大学和科研机构是知识的生产者和创新人才的输送者，相对来说其是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汇聚了大量的高端人才，许多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知识最早都是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孕育而出的。例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对硅谷的研发工作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目前，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建立了先进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一大批由专家、教授、博导、博士形成的科研团队都在埋头苦干、攻艰克难，强占科技的前沿，有很多专利、科技发明都是在大学中诞生的。例如，在过去20年中，加拿大卡尔顿高科技区中的数十家从事计算机和电子的高技术公司中很多都是直接从大学衍生出来的。大学中储备的知识成为城市创新的动力。如荷兰的格朗宁根 (Groningen ) 市之所以400年来一直是欧洲的“知识城市”及荷兰的知识中心，是由于该书拥有著名的格朗宁根大学 (Groningen University)。在格朗宁根大学的推动下，泽尼克 (Zemike)科技园区成了城市创新的发源地。很多企业都纷纷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横向课题，聘请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担任技术顾问，高校也日益重视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经常为公司、企业开展对接的知识服务。这些举措都推动了知识的应用，加快了产学研一体化的进程。

另外，大学作为教育机构的一项重要智能就是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伦敦市政府就十分重视发挥青年人才在智能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开展“教学公司项目”和“青年展望项目”，建起学校—产业—研究所之间有效的创新平台和运行机制，大大提高了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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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负责教育、培育各行各业的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并源源不断地输送给社会相关部门，这些高端人才都为智能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新西兰的北帕墨斯顿市 (Palmerston North) 为了打造“知识城市”，就从教育立市入手。

2.中介服务机构

中介服务机构包括信息服务机构、创业服务中心、技术开发交流中心、技术评估机构、知识服务机构、生产力促进中心、咨询公司、创新服务机构、培训中心等多种形式，也是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之一。例如，伦敦建立了名为“知识天使”的网站，专门组织具有中小企业经营经验，同时又具有创新经验的人，将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和创新服务的理念提供给中小企业，并协助中小企业申请创新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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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服务机构是城市创新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除了知识服务的职能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职能，而中介服务机构以知识服务作为其主要职能。中介服务机构欣欣向荣，形成了知识社会中的一种新兴产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计算机服务、商业服务、知识服务、技术服务、广告服务、信息服务都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重要职能。2001年，英国约有159万人从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2000年，德国有164万人从事该行业。中介服务机构为各类组织特别是企业提供专业化的知识服务。许多中介服务机构都定期开展知识收集活动，然后对知识分门别类地组织整理，搭建统一的知识服务平台，开展个性化的知识推动活动，促进知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配置。

3.公司、企业

公司、企业是智能城市最活跃的单元，相对来说，是知识服务的主要对象。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积极寻求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知识，以此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虽然每个企业都有技术创新的需求，但并不是每个企业都具备技术创新能力，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知识获取障碍。许多企业的知识储备不足、科技人才短缺，急需知识服务来提高企业的知识水平，改善企业的创新能力。高校、中介机构在为企业进行知识服务的同时，理论知识得到检验，知识的价值得以彰显。当然，公司、企业也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知识服务。在吸收、应用知识的过程中，企业也会进行技术攻关、科技研发活动，积极申请专利，促进知识创造，提高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2005 年，英国实施的共同体创新调查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CIS) 数据显示，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特别是计算机服务、研发服务以及金融服务类企业，平均每年在每名员工创新方面的投入是5244英镑，而制造业企业为3532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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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创新研发的知识又反过来推动大学的知识研究，于是公司、企业从知识服务的主要对象转化为知识的生产者，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4.政府部门

政府在智能城市知识服务中扮演支持者、协调者、监督者的角色，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例如，巴塞罗那市为了打造智能城市，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的战略，市政府进行了如下一系列活动。

(1) 强化巴塞罗那作为一个文化内容生产“工厂”的能力。

(2) 使文化成为社会凝聚力形成的关键因素。

(3) 使巴塞罗那融人数字化文化潮流。

(4) 动态保存文化遗产。

(5) 充实非凡的大都市的文化空间。

(6) 充分发挥巴塞罗那作为一个国际文化交流与推广平台的作用。另外,巴塞罗那市政府还提出了要实行全新的文化管理模式，即合同、自治和评价;充分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文化管理的法治化、社会化和科学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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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制定报告、政策与法规，促进知识传播、交流、共享和知识服务的顺利开展。例如，欧盟发布了《创造一个创新型的欧洲，独立出口小组关于研发和创新的报告》 (Creating an Innovative Europe，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Expert Group on R＆D and Innovation，2006，1)，对欧盟成员国的创新领域、资源共享、科技人员的流动、资金投入、激励机制、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论述，建议各成员国政府要以“为创新产品和服务营造市场,为研发和创新提供充足的资源，改善欧洲结构流动性和适应性”为目标，建立起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政府为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并提供较好的创新基础设施。贾荣言等认为，创新基础设施是一个地区技术创新的各种要素流动的载体，是技术创新的支持系统，主要包括信息和知识的载体以及硬件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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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政府部门还为企业搭建专门的服务平台。政府可以协调知识服务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平衡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政府也起着规范和监督的作用，制定知识产权、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法规，防止知识服务过程中的侵权行为和违法行为，保证知识服务活动健康有序地开展。






4.2.2 智能城市建设中知识服务的原则、技术与方法





1.智能城市建设中知识服务要遵循的原则

(1) 多盈互惠原则

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服务要充分考虑政府机构、科研机构、产业机构各服务主体的特点，遵循多赢互惠的指导方针，让服务对象和服务主体都获得好处，使得知识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才能保障智能城市建设健康运作。

(2) 知识结构最优原则

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服务要使城市里的知识资源得到合理布局，各行业、各机构的知识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城市现有知识的水平、存量与结构都是知识服务人员要考虑的关键问题，然后在考虑自己进行知识服务时提供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将异质性的知识资源和互补性的知识资源进行合理搭配,使得城市整体范围内的知识结构达到最优水平。

(3) 公平兼顾效率原则

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服务以公平为基础。切忌为了维护某一服务对象的利益，而损害其他服务对象的利益分配。公平是为了缩小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知识鸿沟以及城市内部各群体之间的知识鸿沟。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服务为了实现公平并不是要将知识无偿提供给服务对象，而是要合理地确定知识服务的费用，为了激励知识成果的研究需要收取一定费用，但是对于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可以免费提供。效率原则是为了保障知识服务的效果，使得知识资源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2.智能城市建设中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技术与方法

智能城市建设中可以灵活地选择知识管理技术与工具，如内部网(Internet) 和外联网 (Extranet)、电子邮件、网络会议、电视会议、电子式论坛、电子课堂、电子研讨会、讨论会技术、数据库管理系统 (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DBMS)、推拉技术 (Push ＆ Pull Technologies)、存储结构技术 (Storage Architectures)、元数据技术 (Metadata)、群件技术 (Group ware)、文档管理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 (知识) 仓库、数据 (知识)挖掘技术、数据 (知识) 发现、信息查询与检索引擎技术 (Information Search and Retrieval Engines)、工作流技术 (Work Flow)、联机分析处理技术(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OLAP)、中间件技术 (Iddleware)、多维度分析技术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文档管理技术 (Document Management)、过程建模与思想地图 (Process Modeling ＆ Mind Mapping)、评估和报告(Measurement ＆ Reporting)、检索信息技术、搜索技术、检索引擎、合作技术、工作流技术、决策支持系统、业务支持系统、协作的电子工作平台、群体工作系统、技能知识分布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可视化技术、在线分析处理引擎等技术、KDD、Grape VTNE、知识综合的工具如 IdeaFishe 和Inspiration、知识创造的工具如 Idea Generator Mindlink、数据导航 (知识地图)、模拟器、关系地图、学习地图、商业智能、协作技术、基于计算机的培训技术 ( CBT)、分布式学习技术、内容分类技术以及专家定位技术等。






4.2.3 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方案





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方案基于知识管理的结果，在知识采集、知识组织、知识表示工序完成后再进行知识服务。创新城市知识服务过程中，大学及科研机构、商业及产业机构以及政府建立平等、协作和互动的关系。大学及科研、中介机构将知识转移到产业机构的生产运营中，形成知识资本。商业及产业机构在知识的实践运用中，将知识的应用情况和实际效果反馈到大学及科研机构，促进知识的完善和提升。创新城市知识服务过程中，政府及公共部门提供政策指导、搭建知识服务平台，促进知识的传播、转移和融合。政府机构侧重于制定知识服务的政策，为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提供资金，组织知识服务的项目，营造知识共享的氛围；产业机构为知识服务提供技术支持,设计和开发知识产品，推动产学研一体化；中介机构与科研结构科研也可以为知识服务提供人力、资源、技术的支持，评估智能城市建设中知识服务的效果，提供改进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咨询建议，促进知识服务的质量的提高。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方案包括知识空间建构方案、协同空间建构方案、创新空间建构方案 (如图4-2所示)。




图4-2 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服务方案

1.智能城市的知识空间构建方案

构建智能城市的知识空间是进行知识服务的第一步，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

(1) 城市内部的知识库，其内容包括：城市中的各个领域专家情况介绍；城市存储的图书、报纸、杂志等文献资料；网络采集到的有用信息；公司、企业的研究文献和研究报告等。城市内部的知识库是以显性知识的形态展现的。显性知识是可以用语言和文字进行表达的知识。知识库中的知识是固化的、看得到的或者实物性质的知识，它以数据、科学公式、规范、手册、专利、发明创造、文件、规章制度、设计图、报告等形式存在于书本、计算机数据库、CD-ROM等媒体中。利用知识库将显性知识系统、正规的方式保存下来有利于城市的知识共享和知识传播。

(2) 知识管理活动资料库，包括有关城市建设中知识管理方面的新闻、事件、报告、演讲和各种知识交流、知识发布活动的资料。

(3) 历史事件库，它存储有关知识管理的会议、研讨、演讲等信息。

(4) 经典案例库，它收集知识管理研究资料、发展趋势和最佳实践案例，其中也包括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成功案例。

(5) 知识产品、技术与服务库，它存储城市的知识产品、技术与服务信息。

(6) 经验空间，它是智能城市分享经验和交流思想的虚拟空间，有利于城市中隐性知识的保存和利用。经验通常以隐性知识的形式存在，分散于城市知识工作者的脑海中，与个人的技术、技巧和处世方法相关，并且只有经验得到交流和共享时，其价值利用度才能达到最佳状态。经验是依靠长期积累形成的，与技术、结构、文化、价值观的异质性相联系，在特定的个人情景中、沿着特定的方向产生并演化着，呈现出隐藏性、独特性、价值性、异质性、学习积累性、路径依赖性、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等特征。将经验作为一种资源看，其价值性和异质性是毋庸置疑的。

构建好最初的知识空间后要对知识空间中的知识进行扩充和完善，做好知识空间的维护工作，以帮助用户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快捷、方便地寻找到有用的知识，并不断提高其知识服务的质量。智能城市中的知识库需要不断更新，需要及时筛去错误或无用的知识，结合城市知识运行机理，从知识获取、审计、创造、吸收、保护、应用等主要阶段优化知识质量。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步骤一，确定 (Define)，包括所要收集的城市中的知识的范围。这是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起点。

步骤二，测量 (Measure)，测量收集知识的价值，以从纷繁复杂的知识体系里确认出针对具体问题所需的知识，然后通过测量找出解决该问题的已有知识，并发现所缺知识，不断完善城市的知识库。智能城市的知识空间存储的较为精华的知识，对照用户知识需求测量知识的价值，筛选出必要的知识，不断地提取真正可利用的知识，将具有较高价值的知识收集进来。

步骤三，剔除 (Exclude)，剔除错误的、残缺的或者过时的知识，不断地改进智能城市知识空间的质量。

步骤四，优化 (Improve)，为了真正发挥知识的价值，需在实践中不断地对知识进行重组，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在应用知识来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激发新的知识的诞生，并通过实践的反馈不断提高知识空间的质量,通过分析和改进不断提升知识空间的适应能力，使知识空间得到不断的发展。

智能城市的知识空间建设依赖于现有知识存量、知识结构及经验交流等因素，知识空间建设好以后知识服务人员可以依托该空间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对于某一具体知识，应当从问题界定开始，分析问题并且找出原因，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检查解决效果，根据效果把有效解决问题的知识制度化,最后检查成效，制定其他问题解决方案，并把有效知识存储到城市的知识空间中。

2.智能城市的协同空间构建方案

智能城市的协同空间打造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城市中隐性知识的共享和传播。隐性知识是个人或组织经过长期积累而拥有的不易用言语表达、也不可能传播给别人或传播起来非常困难的知识。它是高度个人化的、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知识，与人们的行动、经历、理想、价值、情感密切相关，由于隐性知识不能编码或不易编码，存在于人们的潜在意识中，只有通过一起体验和协同行动才能获得，通过互动的对话、互动以及共同的经历才能传播。隐性知识常常表现为工作诀窍、经验、技巧、能力、视点、形象、价值体系等。智能城市的知识空间虽然有经验的交流，但是主要侧重于显性知识的收集,协同空间更侧重于只能“意会”的技能的传播。成立协作团队后团队成员进行密切互动，使一些技能、诀窍、经验在不经意间得以共享和传播，智能城市各群体协作能力以及心智能力都得到发展，并且只能在实践中获得和积累。

智能城市协同空间的建设需要从以下方面开展。

一是成立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联盟，把政府机构、中介机构、科研机构、产业机构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平台；各种机构之间建立联盟或合作关系。

二是建立统一的知识服务团队 (如项目小组、团队组织等)。

三是实施多团队、多机构参与的协同型知识服务项目的合作，分权和授权将最合适的人安排在最合适的岗位。

四是控制协作型知识服务项目的质量、规模。

五是测评协同型知识服务项目的绩效。

六是推广知识交流与实施知识共享。

七是在城市内部和外部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

智能城市协同空间的建设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在智能城市协同空间建设中要加强知识服务人员的交流和互助,多种组织和单位一起展开合作，共同完成知识服务任务。遇到困难时就要群策群力，共同讨论解决方案，正如俗话所说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遇到困难，具有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知识服务人员一起共商对策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协作项目的管理者和执行人实际上并不存在等级关系，而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按照他们擅长的领域确定工作岗位。

其次，在智能城市协同空间建设中要对知识服务项目共同攻关。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很多时候都以项目制来组织和实施的。共同项目攻关可以有效地解决知识服务的技术难题，各成员单位都积极参与这些项目，争取互惠互利，强化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尽量减少互相的竞争与摩擦。参与的各家单位投入大量时间交流经验、探讨新的方法，通力合作，解决问题。共同攻关项目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提供知识传播与知识共享的渠道，共同攻关项目过程中鼓励人们把可以与人共享的兴趣、专长、经验甚至问题列出来，从而分享和利用这些知识，开发知识服务人员的技能，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最后，建立长久的合作机制。很多时候知识服务中面临的问题非一朝一夕所产生，也不可能一朝一夕解决，这就需要有长久的合作机制作为保障。不能等到问题真正出现时，手忙脚乱地召集知识服务人员一起磋商解决问题。临时抱佛脚式的合作是一种误区，只有建设长久的合作机制才能保证创新城市知识服务顺利进行。

3.智能城市的创新空间构建方案

智能城市的创造空间的构建通过前面提到的知识激发、知识推导与知识转化三种方式来实现。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知识创造综合了知识激发、知识推导与知识转化三种方式，是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和跨组织之间的知识创造的综合过程，具体过程分为几个步骤 (如图4-3所示)。一般的知识创造遵循着这个过程循序渐进，但在实际的知识创造过程中，突然涌现的灵感和跳跃式思维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智能城市的知识创造并不是按部就班地依此步骤进行的，有时候会跳跃式突破，有时候会后退返工，有时候会循环演化。




图4-3 智能城市的创新空间构建方案

(1) 扩大智能城市的知识存量

知识存量是智能城市知识资产的一种静态表征，是由城市劳动者在常年累月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不断学习、探索，累积下来的，是指城市区域内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全部系统、组织、人员所拥有的知识资源的总和，它反映了智能城市知识创造的能力和潜力，体现了城市的竞争能力。智能城市的知识创造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有当城市知识的储备量达到一定水平,才能保证知识创造活动的顺利开展。Grant指出，知识创造过程需要合作者之间有一定水平的共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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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城市的知识可以是以人为载体的知识,以物为载体的知识，以组织结构为载体的知识，以组织关系为载体的知识。这几种形式的知识在城市中汇集、扩散、转化，共同组成了智能城市的知识。

城市中知识储备量不足的话，可能会造成知识的利用效率降低，知识创新的动力不足，只有不断扩充智能城市的知识存量，才能更好地促进知识创造。大学是生成知识、科学研究的主要场所。在智能城市建设中尤其要重视对研究型大学的培育。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大学的财政投入，完善大学的实验室、研究室、校园网络、教学软件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大学的全体师生要树立创新意识，推动科学研究，积极发表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出版学术著作、探索科研课题，扩大知识的生产量。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各级信息中心是城市储存信息的主要场所。政府也要加大对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各级信息中心的经费支持力度，帮助它们购买书籍资料、建设数据库。在个人层面上智能城市中各组织的成员也要加强知识的积累。扩大个人知识储备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多研读书籍、多查阅文献，也可以利用互联网上的丰富资源收集知识，例如网络论坛中经常有各种专题的讨论，经常可以获得比较实用的知识。继续教育机构可以对在职员工进行职业培训，如电脑培训、人力资源培训、财务管理培训等，传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学习知识也可以从实践中入手，尤其要积累经验知识即需要身体力行、实地参与的经验。比如日本公司制定了现场学习与实习制度，鼓励员工参与实际工作，扩展自己的技能。

(2) 推动城市知识共享

知识资源是可以在智能城市不同的组织与系统间转移和流动的，一般总是从知识存量高的组织或人员流向知识存量低的组织或人员。静止的知识是一潭死水，不能给智能城市带来活力，知识创造是在不同的思想的融合、碰撞中激发产生的。知识共享实际上是有知识不同需求双方的知识交互过程。Kogut和Zander (2003) 认为，知识创造依赖于组织成员交换、整合已有的信息、资源和想法。在知识团队中，经常的活动就是建立一个知识共享的场所,供团队人员交流、讨论，畅所欲言地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激发团队成员的创新灵感。不同组织、不同性质、不同学科的知识，提供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多面化视角，将问题解决思路以多维的角度呈现出来，为新方法、新工艺、新手段、新技术的诞生提供了契机。

知识共享受到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接受者的素质、已有的知识背景，知识交流的环境、设备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知识共享过程中要分析、梳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流动与流向，改进和优化城市传播知识的流程，寻求知识转移的方法与路径，清除知识共享的障碍，促进知识创造。在城市知识共享过程中，有时候经常出现观点的冲突或者对立思想的交锋，为了赢得优势地位,双方都会不断补充、修正自己的论点，推动了知识的更新与完善。如果城市的知识共享渠道不通畅，知识被禁锢在特定的组织或区域，反而会逐渐萎缩、衰减，最终因为变得陈旧、落伍而被社会所淘汰。

(3) 概念化与具体化

很多时候人脑对事物的判断只是存有一些抽象的概念和模糊的感觉。传播的知识被接受后，要经过人脑的消化和吸收，知识首先被概念化。人脑中吸收的知识大多数呈现出抽象的形态特征，表现为一些特定的概念，混沌、空泛而且不易存储和流动。如果这些知识概念不是那么正确和合理，当人脑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后，就会放弃错误概念，自觉吸取、补充新的知识，对原有概念进行修正和补充，或者重新定义直到树立正确的概念为止。人脑时时刻刻都在对知识进行分析、综合、演绎和推导，这个过程体现了知识接受者对知识创造的主观能动性。一旦人们觉得自己创造了有价值的知识，就可以将创造出来的知识明晰化，将模糊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形态，经过系统的说明、解释后，向其他人表达、展示或推广。创新知识具体化的表现形式有可能蕴含在新理论、新产品、新工艺、新专利、新技术之中。

(4) 创新知识的验证

人脑创造新知识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对创新知识进行验证。在进行测试、评估其现实性和可用性的过程中，如果新创造出来的知识的现实性和可用性存在问题，就要对知识进行重新加工，思考其中关键环节的疏忽或者纰漏。知识创造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很多时候要经历无数次失败。需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决心和敢于直面失败的勇气。例如，爱迪生在发明电灯的时候就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即使当知识被证明是准确无误时，最后也要对知识的价值进行验证，评定哪些创造出来的新知识对组织或智能城市来说是有价值的。在商业领域，测评的标准通常是从经济方面入手，具体指标通常包括成本、利润及新技术、新工艺对产能或者企业经济效益的贡献程度等。然而判断新知识对智能城市的价值不能用投入成本、生产效率或投资收益率等这些简单且可量化的标准，而是包含了许多隐性的、不可定量化的一些复杂的因素。有时创新知识虽然没有立竿见影地促进城市的经济腾飞，但是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塑造了智能城市的软实力，所以创新知识的价值不能单单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也应该综合社会效益来评判；不单单依据短期效益评估，也应该综合长期效益来评判。

(5) 创新知识的拓展

完成了以上几个步骤后，新的知识就被创造出来，被验证有用且融入到智能城市的内部知识网络体系中来了。创新知识在城市各种组织和部门推广应用的过程中伴随着创新知识的拓展。例如，微软公司用流程化的模式来管理组织的知识资产，使得运作每一次流程后本组织的知识管理体系都能得到补充与改进。微软能够以知识管理为武器，抓住战略关键点，创建行业标准,从而获得了长期的竞争优势。知识应用也可以激发知识创造，应用知识的过程可以对创新知识反复验证，发现知识的制约条件或明显欠缺，在应用中对新产品进行完善。形形色色的顾客对新产品提出各种各样的需求，当企业的产品研发部门收集到这些反馈信息时，就会对此款产品进行改进和升级，这样新一轮的知识创造过程就又开始了。同理，本田公司就是以这种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方式推动发动机的研发，不断对发动机技术更新完善，以此提高发动机的效率，降低它的耗油和污染。

智能城市创新空间的打造需要培养创新的人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①开发与提高知识服务人员技能与知识。

②加强知识服务人员职业培训。

③鼓励知识服务人员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与讨论。

④规范知识服务人员职业生涯。

⑤引进高级人才。

⑥鼓励知识服务人员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共享。

⑦奖励知识服务人员的创新思维与活动。

⑧科学评估知识服务人员业绩。

⑨奖励对智能城市建设有突出贡献的知识服务人员。

智能城市创新空间的打造需要形成开放的城市文化，这样才能与城市外部的环境交换信息与资源，既需要吸收城市外部的新知识，又需要将新知识转化为本城市的知识结构。如果城市内部过于封闭，则对外部新知识的吸收必然有负面影响。即使知识服务人员将新知识引进城市内，也不代表用户能有效率地进行扩散与学习吸收。知识引入后需要将新知识嵌入城市原有的知识体系能实现知识创新。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①对于知识和最佳业务经验的共享。

②利用知识资产。

③积累和利用过去的经验。

④将知识融入产品、服务和生产过程。

⑤将知识作为产品进行生产。

⑥驱动以创新为目的的知识生产。

在知识创造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知识产权保护，这样才能保障知识创新的成果免被非授权用户非法使用。例如，同仁堂的秘方、可口可乐的配方、英特尔的CPU都是知识创新的成果，虽然不一定申请专利，但是都要受到特别的保护。






4.3 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模型研究








智能城市具有创新的体系是创意的孵化器，因为有来自不同区域、不同知识背景和社会阶层的人在这里进行交互，这为创意和发明提供了空间，为知识服务提供了契机。知识服务为智能城市的形成与进步提供了驱动力，而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过程恰恰是知识资本化过程。知识资本化表明知识转为资本，这是由于生产机构本身的内在动力形成的。知识资本化过程从偶然事件转变为系统的必然事件，这一过程意味着知识资本化需要有实现转化的途径及其方法。大学及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企业、政府及公共部门正在通过知识服务实现知识资本的转移、积累、融合与创新，进而促使智能城市日益完善。






4.3.1 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模型的构成要素分析





1.社会结构

从社会结构要素层面看，在智能城市知识服务过程中采用社会网络作为知识服务的形式，利用社会网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知识需求者、知识提供者以及服务平台搭建者 (政府) 三者关联起来。在智能城市知识服务过程中，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提供者通过服务平台自由选择服务方式，即知识服务的媒介，包括会议、视频、信息通信技术等。在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社会网络中，由于新的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提供者会不断加入到知识服务中，这扩宽了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网络的宽度。

在智能城市知识服务过程中，由于服务的深入以及所需知识的深入与交叉，会形成知识需求者通过知识提供者产生直接关系，又会通过知识提供者推荐的其他知识提供者发生间接关系，这就拓展了知识服务的深度。在智能城市知识服务过程中的应用使得知识服务网络变为具有活力的有机体，服务网络中的每个节点 (大学及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公司、企业等商业机构以及政府及公共部门) 具有不同的关联性，而且可以和网络中的节点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拓展了网络的宽度和深度。在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网络中,各个节点通过发挥自身价值，获取、吸收更多知识并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提升其在知识服务网络中的价值和重要性，从而为实现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网络的目标而做出贡献。

2.运行机制

查尔斯·兰德瑞提出智能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需要构造智能城市的一套完整战略框架实施机制。从运行机制要素层面，在智能城市知识服务过程中，需要大学及科研机构、产业机构以及政府积极参与、构建网络、交流知识，共同制定完善的管理措施，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需要大学及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公司、企业等商业机构以及政府之间协同合作，而协同合作的基础是知识的交流与融合。有效的知识服务是确保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公司、企业等商业机构以及政府之间协同互助、持续创新的核心点。应用于智能城市知识服务过程中，强调的服务形式是采用网络形式，这就明确了大学及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企业以及政府四方之间都不是中心，彼此都是服务网络中的节点，这就突出了四方在服务过程中是平等、开放、协作、互动的关系，这四方的重要性取决于它们为了实现知识服务的目标而做出的贡献。彼此之间通过知识需求、知识应用等建立关联，四方作为服务网络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并履行各自的职责和使命。大学、科研机构及中介机构通过知识服务网络将知识及科研成果转移到公司、企业等商业机构的生产运营中，促进相应机构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公司、企业等商业机构在知识及科研成果的实践运用中，将其具体运用情况通过知识服务网络及时有效地反馈到大学及科研机构，从而促进知识及科研的完善和提升。智能城市知识服务过程中，政府及公共部门搭建知识服务平台，提供公共支持和服务，以便技术、知识及经验的有效转移和融合，进而实现大学及科研机构，公司、企业等商业机构，中介机构以及政府的不同价值，从而促进知识创新和服务。

应用于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运行机制具有三个主要优势：可扩充性，在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网络中可以随着实际需求自发地扩大或者缩小节点规模,而且不会中断知识服务；灵活性，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网络可以根据服务环境的需求进行重新配置与部署，在改变组成节点的同时仍然可以实现既定目标,在智能城市知识服务过程中，可以跨越障碍节点发现新的关联和节点；自适应性，由于在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网络中没有中心，而且可以进行广泛配置和灵活部署，因此可以抵抗来自节点的影响、障碍和破坏，并重新获取新的路径进行原有的知识服务。

3.文化特征

从文化特征要素层面看，首先，以网络化、复杂性、自组织和突发性为特征的智能城市知识服务范式中的大学及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企业、政府四方之间存在一种理论上的趋同，即自我扩展的处理能力，能够通过服务网络重新结合，并进行灵活的分布授权，这是由智能城市知识服务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时间和空间中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因素引起的，这些因素导致了服务组织形式的出现，空间和时间反映了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网络的文化。智能城市知识服务隐含的文化目的就是消除技术及知识服务障碍，通过交流,数据、思想、知识及技术等才能够实时地在交互式网络中联系起来。服务进程中的重新配置能力保证参与者从任何地方搜索有价值的知识并对其进行集成及整合，同时忽略并排除那些对知识服务任务执行有较少价值或没有价值的节点、领域、行为和人群。其次，在不同的环境中，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网络的发展也依赖于社会参与者的能力，并根据他们的兴趣执行和调整来拓展服务网络。

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网络是一个动态结构，对于社会力量、文化、政治以及经济政策来说它都具有高度的可延展性。为了智能城市知识服务而进行互动，参与者愿意从其他人那里学到知识，也将自己拥有的知识与其他人一起分享，这就是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网络的文化，其特征如下。

(1) 网络化建立在大学及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公司、企业等商业机构以及政府及公共部门之间共同的价值观念基础上。

(2) 在多种多样的自治结构之间建立纵向、横向联系。

(3) 信息及知识自由及开放式流通。

(4) 以分散协调与直接民主决策的形式合作。

(5) 建立自我定义、自我管理、自我产生、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网络空间，自我定义、自我管理、自我产生、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服务网络成为一种知识服务的文化思想，这不仅提供了有效的服务组织模式，而且从整体上还提供一种服务网络重组模式。

总之，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网络形成开放式接入、信息知识的自由流通、自我管理以及基于多样化和自治、合作的文化特征。






4.3.2 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模型的构建





前面分析了智能城市知识服务关注焦点的耦合、主要要素，为了明晰地剖析智能城市知识服务中的运行机理，在此构建了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模型(如图4-4所示)。




图4-4 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模型

在图4-4中，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模型有三个空间和三个网络组织。三个空间是指智能城市的知识空间 (Space-K)、协同空间 (Space-C) 和创新空间 (Space-I)；三个网络是指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组成的网络 (Net-U)，企业组成的网络 (Net-E) 和政府机构及公共部门组成的网络 (Net-G)。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组成的网络 (Net-U) 由不同的智能城市知识服务中心构成 (Ⅰ知识服务中心、Ⅱ知识服务中心、Ⅲ知识服务中心……N知识服务中心)，而各个知识服务中心又由不同的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构成。例如Ⅰ知识服务中心由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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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该网络提供知识的发现、生产、创新等，形成知识的源泉。公司、企业组成的网络 (Net-E) 由不同的公司及组织构成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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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城市协同空间为了实现知识服务的目标，协调各方关系，在动态过程中实现整体和谐。创新空间由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组成的网络 (Net-U )、公司企业等商业机构组成的网络 (Net-E) 和政府及公共部门组成的网络 (Net-G) 组成 (Space-C={Net-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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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空间可以识别产业发展的缺口或空白，发现相应的知识及技术，依靠智能城市知识服务平台及中心，形成知识及技术的产业化。






4.3.3 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模型的运行机理





为了上述模型的顺利实施，本书将深入探讨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模型运行机理。第一，该模型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行自我重新配置的网络体系结构，它不断地被参与者进行优化和重组；第二，该模型是由参与者自由构成的网络机构，是参与者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各种布局和排列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包含的核心行为塑造了智能城市知识服务行为和文化；第三，该模型是基于网络社会的多元社会结构，即不同种类的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网络具有不同的价值塑造逻辑。对价值塑造的定义依赖于服务网络的参与者的具体性以及具体的服务途径，因此，智能城市知识服务具有个性化定制特性,任何将所有知识服务价值转化为通用标准的努力会在服务方法上和知识服务现实中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上文所述，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模型具有三个空间 [知识空间 ( Space-K)、协同空间 (Space-C) 和创新空间 (Space-I)] 和三个网络组织 [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组成的网络 (Net-U)，公司、企业等商业机构组成的网络 (Net-E) 和政府及公共部门组成的网络 (Net-G)]，三个网络组织分别实现智能城市知识服务过程中分配给它的目标、发现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并将其重新结合成新的知识。随着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次数的增加，参与者的规模会逐渐扩大，参与者进行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范围和深度会不断增加，这就使得智能城市知识服务参与者形成的三个网络组织不断扩充，三个网络组织的扩充会拓展三个空间，因此，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模型存在三个维度，即服务次数、服务时间和服务空间 (如图4-5所示)。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模型中的基本元素是三个网络组织，随着时间演化，为了实现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目的,发挥参与者的价值，进而拓展知识空间、协同空间和创新空间，三个网络组织会不断优化、重组及扩充，且伴随着每次不同的知识服务，三个网络组织不断成长和发展。




图4-5 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模型运行机理

如图4-5所示，在知识服务1中，服务时间处于t1阶段。在这一阶段，参与者包括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组成的网络 (Ne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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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企业等商业机构组成的网络 (N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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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政府及公共部门组成的网络 (Net-G

1


 )，为了实现智能城市知识服务的战略性共识，参与者进行协同互动，在协同互动过程中，会形成知识空间1、协同空间1和创新空间1，该阶段处于知识服务空间的s1阶段。当这次服务实现了预期的知识服务目标后，参与者也发挥了各自的价值，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可以实现知识的转移和增值，公司、企业等商业机构会实现知识的产业化及资本化，并且会将知识产业化和资本化的实施情况反馈给大学及科研机构，这又反过来推动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进一步进行知识的创新与发现，而政府机关及公共部门在提供知识服务支持的同时，实现了自身价值，推动了区域发展，又提升了公众形象。

以上原因又会推动参与者进行新一次的知识服务，而由于前次知识服务过程中的经验及知识的积累和推广以及知识需求的增加，新一次的参与者在规模和性质上会发生改变，原有的三个参与网络会形成新的参与网络 ( Net-U

2


 、Net-E

2


 和Net-G

2


 )，知识服务参与三方的复杂性演化遵循着协同关联的规模演化 (量的增多) 和由协同关联到新的组织实体的出现 (质的突变)，两种演化途径交叉进行，即随着知识服务次数的增加，知识需求越多，对参与者呈正向积极作用，在图4-5中用“+”表示。而参与者组成网络的优化和扩充会使得知识服务2过程中形成新的空间，即知识空间2、协同空间2和创新空间2。而在这次知识服务过程中，由于前次知识服务中的知识积累和知识实践情况的反馈会形成新的知识创新，这使得这次的知识服务三个空间 ( s

2


 )在规模和性质上大于上一次的知识服务中的三个空间，而且这种逐步的空间扩大又会使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模型实施顺利且稳定发展。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次数的增加以及知识服务参与者网络的扩充，对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空间起到正向积极作用 (图4-5中用“+”表示)，又会形成知识服务的良性循环；而新的循环又会形成知识服务参与者网络的新的优化和重组，会形成新的知识服务空间；而新的知识服务空间会在规模和性质上较前一次有新的突破，这样持续服务下去，就会形成图4-5中绘制的螺旋上升的曲线，这就形成了新的知识服务过程中，知识服务在性质、内容、深度和规模方面会超出前一次的知识服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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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智能城市的知识保障措施








智能城市的知识保障是一个综合体，在微观方面可以采取一系列知识保障的措施。例如，做好智能城市知识审计、知识测评工作，针对于建设智能城市的现实问题，对城市的知识资源做科学、系统的评估；同时做好智能城市的知识保护工作，在政策层面，思考建设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与保障政策、法律和业务规范问题。在实际操作层面，可以设计智能城市的知识保障平台;在体制层面，思考建设智能城市的知识服务体制变革的途径，构建面向自主创新的知识保障体系。

智能城市的知识保障措施基于本研究的调查成果，可以重点从知识审计、知识测评、知识保护三个方面入手。做好了知识审计、知识测评、知识保护工作能保障智能城市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的顺利实施。






5.1 智能城市的知识审计








知识审计是智能城市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的基础性工作。有时侯智能城市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的工作成效不大，可能是由于智能城市知识审计工作的准备不充分，知识审计能对智能城市的知识资源进行全面摸底，后续工作才能有的放矢。






5.1.1 智能城市知识审计的定义与目的





知识审计是对组织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进行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考察与评估，调查与分析当今组织的知识环境与状况，提出反映组织现有“知识财富”的诊断性与预测性的审计报告
 


[1]




 。

知识审计的目的是：提高城市的高层管理者对城市知识资源的关注程度；全面分析智能城市知识环境、知识基础；深入洞察城市知识资源的储备量、丰富度、充足度以及城市知识资源的结构特征与运行规律，为智能城市知识战略计划、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提供决策依据；识别智能城市知识库、专家库、资源库，科学评估特定知识库、专家库、资源库内知识的质量与数量情况；揭示智能城市的知识环境、知识基础的优势与劣势，评估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的障碍因素和促进因素，设计提高智能城市知识能力的方案或路线图。






5.1.2 智能城市知识审计的内容





知识审计需要对智能城市人、财、物、知识进行评估，主要解决以下的问题。

1.智能城市的理念，如如何认识创新、智能城市的任务或目标是什么。

2.智能城市知识资源，如城市的知识是如何被创建的、城市的知识资源如何分布、哪些组织或个人拥有这些知识、知识如何传递并扩散辐射周边区域、是否产生溢出效益、如何利用专业知识进行智能城市建设、知识是否为城市带来了竞争优势以及城市的知识如何被编码、存储与加工。

3.城市知识工作者的技能，如城市是否提供了充足的知识岗位、领域专家能否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特长、如何依据知识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水平支付相应的报酬、其他岗位对知识员工的依赖程度如何、知识员工对其他工作的支持度如何、是否定期对知识员工进行培训来改进其技能以及知识员工的知识发现、应用、创新能力如何。

4.知识技术的应用水平，如智能城市的知识网络基础设施是否健全以及知识的采集、挖掘、编码、存储、加工、传递技术是否成熟。

表5-1列出了一些主要的知识审计活动。

表5-1 知识审计活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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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Iazzolino G，Pietrantonio R.An Innovative Knowledge Audit Methodology：Some First Results from an Ongoing Research in Southern Italy [EB/OL].[2015-2-2].http://www.knowledgeboard.com/download/2639/-iazz-pietr-Innovative-KA-Meth.pdf.

〔5〕Liebowitz J，Montano B R，and McCaw D.et al.The knowledge audit [J].Knowledge and Process Management，2000，7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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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erez-Soltero A，Barcelo-Valenzuela M，and Sanchez-Schmitz G et al.Knowledge audit methodology with emphasis on core processes [EB/OL].[2015-2-22].http://www.alonsoperez.com/KAMCP EM-CIS2006.pdf.

〔8〕Wigg K.Knowledge Management Methods [M].Arlington：Schema Press，1993.






5.1.3 智能城市知识审计的维度





智能城市的知识审计活动可以从智能城市知识环境审计、智能城市知识资源审计、智能城市知识运作流程审计和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效果审计四个维度入手 (如表5-2所示)。

表5-2 知识审计活动的四个维度




智能城市知识审计必不可少的环节有：利用问卷调查、专家访谈与焦点小组了解智能城市知识环境状况、知识资源分布状况和主要的知识需求；将智能城市的知识资源分类整理建立知识目录，创建智能城市知识地图；分析智能城市的知识工作的运作流程与其他工作流程的关连度和匹配度；客观认识智能城市的知识差距；评估智能城市的知识利用效率；提供最终提供全面的智能城市知识审计报告。







5.2 智能城市的知识测评








知识测评是对智能城市中知识资源价值及其知识活动的效果进行测量和评价。智能城市知识测评既可以在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之前进行，又可以在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之后进行。在前期进行是对智能城市原有的知识资源和知识技能进行摸底，在后期进行是对智能城市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效果进行评估。知识审计是知识测评的前提，知识审计与知识测评的内容存在一定的关联，知识测评重在对知识价值的评估。






5.2.1 智能城市知识测评活动的内容





对智能城市中内部知识资源以及知识活动的客观、准确评价是提升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水平的前提。从战略视角出发，知识测评能揭示智能城市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优势与不足，从而根据实际效果制定出更为准确的智能城市知识战略规划方案；从绩效管理视角出发，知识测评可用来识别和鉴定智能城市中有用的知识资源与可增值的知识加工程序、鉴别智能城市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活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评价智能城市知识行为对底线绩效(Bottom-line Performance) 的影响。表5-3列出了一些主要的知识测评活动。

表5-3 知识测评活动的内容




〔9〕Becerra-Fernandez I，Gonzalez A，Sabherwal R.Knowledge management challenges，solutions，and technologies [M].New Jersey：Pearson Education，Inc，2004：87-93.

〔10〕Boudreau J W.Strategic knowledge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 [M].In：Jackson S E，Hitt M A，DeNisi A S.Managing knowledge for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03：360-398.

〔11〕Conway S.Valu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behaviors：linking KM behaviors to strategic performance measures [M].In：Holsapple C W.Handbook on knowledge management：vol.1，knowledge matters.Berlin:Springer-Verlag，2003：461-476.

(续表)




〔12〕 Dalkir K.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M].Oxford：Elesevier Butterworth-Heinemann，2005：116-118，272-278.

(续表)




〔13〕Massey A P，Montoya-Weiss M M.Knowledge management in pursuit of performance：insights from Nortel Network [J].MIS Quarterly，2002，26 (3)：269-289.

〔14〕Van der Spek R at al.The knowledge strategy process [M].In：Holsapple C W.Handbook on knowledge management：vol.2，knowledge directions.Berlin：Springer-Verlag，2003：443-466.






5.2.2 智能城市知识测评的方法





使用知识测评方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测量智能城市的知识资源，包括：了解智能城市已有的知识资源，对智能城市的知识进行收集、整理和分类；评价无形资产，确定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进行知识审计。

2.评价城市知识生产技能，评估知识计划与执行状况；测量城市知识员工的知识管理能力、技能和知识生产的效果，包括考察人员使用计算机技术的能力与技能。

3.测量城市知识系统的各项指标，例如测量城市知识系统的性能指标可以从测量知识管理系统所使用的模板，测量知识管理系统代码重用情况，计算数据库、知识库、专家库的建设数目等方面入手。

4.管理、监控城市知识管理，评估城市知识管理绩效，可以从用财务数据和非财务应用评价两方面评估。从财务数据、财务报表上看比较直观，非财务应用评价比较抽象。可以定期跟踪知识管理对城市各项工作的改进情况,评价事实知识管理后对业务流程中所用资源成本的变化，测量实施知识管理后所节省的时间与金钱。

5.测量城市知识系统的用户满意度指标。既可以从测量在线知识咨询的使用情况，测量公众在线学习的数量，计算城市中知识用户登录知识系统的时间，跟踪城市知识系统用户的工作任务，跟踪用户从城市知识库下载多少资料以及这些资料对用户的有用性等定量的指标进行测评；又可以使用城市知识系统自动数据收集功能系统绩效记录进行系统评价；或通过利用访谈、研讨会或者展示最佳实践案例进行用户满意度调查，用人工计算、估计或调查进行结果评价。

6.评估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效果，计算城市知识服务成本，评价成功智能城市知识服务项目的百分比。






5.2.3 智能城市知识测评的阶段





智能城市的知识测评活动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要遵循客观、准确、科学的原则，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设计、选择知识测评方法。第二个阶段，使用知识测评方法 (如表5-4所示)。

表5-4 智能城市知识测评活动的两个阶段




(续表)




设计、选择知识测评方法包括设计定量测评方法，设计定性测评方法,定标比超，选择最恰当的测评方法，商议知识测评的标准、规则与流程，存储保留知识测评的相关文件，识别智能城市知识管理的核心绩效指标，确立智能城市知识服务成功的衡量标准，对不同组织、部门使用不同知识测评方法。例如，斯勘的亚保险暨金融集团 ( Skandia AFS ) 就从财务、顾客、人力、过程及创新五个方面来进行知识测评
 


[2]




 。






5.3 智能城市的知识保护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知识的功能，认为组织的价值主要在于组织的无形资产，即知识、技能、数据库、企业声誉、商标意识/忠诚度
 


[3]




 。知识、技术可以为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知识不是自发形成的，要经过加工、提炼。知识的形成过程往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知识由于其特殊形态和不可避免的“溢出效应”，总是容易流失、扩散。知识保护赋予了创新者排他性拥有创新成果的权利，使得创新成果产权明晰，反对任何人或组织不劳而获地占有知识和使用知识，是对知识工作者智力劳动、辛勤工作的尊重，确保了创新者从创新活动中受益。如何有效地保护知识是智能城市建设应该关心的问题。






5.3.1 智能城市知识保护的难点分析





有形资产的保护看得到、摸得着，知识无形，保护的难度更大。专利、版权和商业秘密虽然有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但是在实际执行的时候法律保护的范围有限，存在很多制约因素。例如，专利保护存在一定的有效期。专利文献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都有详细的描述，公布后容易把这些机密信息泄露。所以，有的公司甚至因此放弃了专利申请。例如可口可乐的配方就从来不申请专利；版权虽然在法律上承认了文字作品、音乐、艺术、电影、照片、软件和技术图纸的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权利，但遇到侵权行为的时候保护的力度也有限，因为存在举证方面的困难，尤其是侵权人对原作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加工、改编和演绎的时候，侵权判定更为困难；商业秘密的法律过于分散，对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没有作出详细说明，对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的看法不一致，执法难度较大。专利、版权、商业秘密存在的局限性如表5-5所示。

表5-5 各种知识保护形式的局限




资料来源：Liebeskind J P.Knowledge，strategy，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17 (Special Issue：Knowledge and the Firm)：97.

其次，知识不是静止不动的，其本身就是处于流动的状态，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扩散，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止知识的这种状态。Mansfield的研究表明:新产品或新工艺的细节平均一年左右就被泄露出去，发展决策有关信息一般在12～18个月到达对手 
 


[4]




 。另外，知识传播的成本非常低廉，有时侯甚至知识传播的边际成本趋向于零，一但知识生产出来可以同时被许多用户使用,总量上不会减少。因此，智能城市知识保护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






5.3.2 智能城市知识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虽然知识保护工作的难度较大，但知识保护对于智能城市建设来说必不可少。因为对个体来说，侵权行为的发生往往会严重打击创新者知识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对智能城市建设来说，侵权行为会严重破坏创新活动，使得知识资产的价值大幅度缩减，最终使得城市创新活动停滞不前。

Brage等发现，在更开放的国家，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更有利于企业采用新技术。Mansfield认为，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充分时，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就会减少某些产业在该国的R ＆ D投资，对知识产权保护敏感的产业尤其明显。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技术溢出，有利于通过技术转移促进R ＆ D成集扩散
 


[5]




 。Belay Seyoum也认为，专利保护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弱的专利保护减少了外国投资者的专利专用权和市场份额，减少了垄断利益所得
 


[6]




 。因此知识保护工作影响到智能城市的R ＆ D、FDI等方面，对于智能城市来说知识保护是一项保障性的工作，知识保护关系到智能城市建设的成败。






5.3.3 智能城市知识保护的手段





在知识保护过程中，不光要凭借法律、法规、条款 (如知识产权法) 的力量，维护自身的权利，给予侵权行为以严厉的打击和制裁，也要利用技术的手段，防止信息的肆意传播，还可以通过知识保护的激励与监督措施来建立有效的知识保护体系，或者成立专门的知识联盟打击知识侵权、保护知识资产。

表5-6列出了一些专门的知识保护的手段。

表5-6 知识保护活动的手段




〔20〕Bloodgood J M，Salisbury W D.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strategie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ies [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1，31 (1)：55-69.

〔21〕Gold A H.Towards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D].Ph.D.dis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USA，2001：84-85.

〔22〕Harvey M，Lusch R.Protecting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a company：intangible asset security [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1997，15 (4)：370-380.

(续表)




〔23〕Liebeskind J P.Knowledge，strategy，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1996，17 (Special Issue：Knowledge and the Firm)：93-107.

〔24〕Lee S C，Chang S N，Liu C Y，et al.The effect of knowledge protection，knowledge ambiguity，and re-lational capital on alliance performance [J].Knowledge and Process Management，2007，14 (1)：58-69.

〔25〕Mo J.Strategic alliances as a corporate response to protectionism：the case of the Japanes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he late 1980s [J].The Pacific Review，1999，12 (4)：557-580.

〔26〕Sanyal P.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location of R＆D by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04，5 (1)：59-76.

〔27〕周海炜.核心竞争力：知识管理战略与实践 [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288.

知识保护可从法律保护、契约制度保护、技术保护三个方面开展 (如表5-7所示)。

表5-7 知识保护活动的分类




知识法律保护就是利用各种法律、法规、条款，如知识产权法包括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等，打击知识的剽窃、篡改、假冒等违法行为。虽然各个国家的知识保护从根本上是相同的，但不同城市的具体法律、法规存在一定差别，司法和执法程序上也各不相同，从而造成了不同的知识保护环境。在进行知识活动时一定要首先了解当地的知识保护的法律、法规，维护好自身的知识安全，同时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知识技术保护是通过利用信息安全技术 (如防火墙与密码技术) 维护组织内部知识网络的安全，对一些重要文件可以设置相应的保密等级，严格规定访问的级别和数量。知识契约制度保护是建立有效的知识保护体系捍卫组织知识资产，如安排专门的部门或者专职的人员进行知识保护工作，建立员工行为准则，确定合理使用知识的制度与程序，限制访问某种信息的员工数量。例如，日本21世纪初确定了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成立了知识产权战略本部，统一制定、实施有关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及应用的政策、规划。日本还设立了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专门审理有关知识产权的各类案件，并加强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在城市创新活动中，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保护的激励机制，对知识创新行为给予优惠和支持。很多城市都对原创版权作品给予了政府采购、税收优惠、专项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国内一些城市如北京、深圳、西安、杭州等市甚至设立了专项资助基金来鼓励创作原创版权作品。如果觉得知识保护的难度较大,单靠某个部门的力量无法保障智能城市的知识安全，可以建立知识保护战略联盟等组织，来保护智能城市的知识资产。

尽管知识保护有利用安全与法律措施阻止知识非授权地转移到其他组织或区域、约束对手轻易获得的功能，从而保障了城市知识的领先地位，为城市赢得了竞争的制高点，但智能城市的知识保护的侧重点不在于约束知识流动和访问限制方面，而是体现在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与保护方面。为了保持智能城市的活力，在知识保护时不要过多干预知识的流动和传递，否则知识传播的约束太多，阻碍了知识的溢出效应，这势必给智能城市建设带来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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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智能城市知识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5.3.3 智能城市知识保护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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